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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< 人 和 鬼 杂 拓 的 北平 市 > 是 董 鲁 安 〈《 于 力 ) 同志 于 一 九 四 二 年 
刚 到 解放 区 时 所 写 的 一 部 长 篇 报告 文学 。 作 者 以 耳闻 目 团 的 大 量 
事实 ， 深 刻 揭 露 了 日 害 和 汉奸 在 北京 《当时 叶 北 平 》 所 犯 下 的 种 
种 罪行 ， 热 情 地 歌颂 了 北平 人 民 爱 国 主义 的 英雄 行为 。 当 时 全 在 
《 晋 察 费 日 报 >》 上 连载 ， 以 后 又 被 延安 的 《解放 日 报 >》 部 分 转 
载 ， 受 到 当时 解放 区 和 国民 党 统治 区 广大 人 民 的 欢迎 ， 便 荣获 晋 
察 费 边区 鲁迅 文艺 报 舍 文 学 奖金 。 

于 力 同 志 是 我 国文 化 界 的 著名 学 者 和 进步 人 士 。 他 在 一 九 四 
一 年 以 前 鲁 于 燕 京 大 学 任教 ， 担 任国 文系 主任 ; 一 九 四 二 年 到 达 
解放 区 以 后 ， 在 华北 联 大 任教 ， 担 任教 育 学 院 院 长 ; 全 国 解放 前 
后 ， 参 加 中 国人 民政 协 大 被 选 为 全 国 委员 会 委员 ; 一 九 五 三 年 因 
病逝 世 。 于 力 同 志 在 长 期 的 教学 工作 中 ， 不 仅 在 学 术 上 有 很 深 的 
#1. 而且 培养 了 示 少 人 才 。 今 年 恰 值 于 力 同 志 逝 世 州 周年 ， 他 
的 一 些 学 生 积 极 建议 我 们 出 版 于 力 辐 志 的 这 篇 报告 文学 ， 以 作 纪 
ts 

我 们 认为 ， 于 力 同 志 这 篇 报告 文学 虽然 写 的 是 四 十 年 前 敌 伪 
统 落下 的 北平 的 情况 ， 人 得 是 ， 其 中 洋 浴 的 爱国 主义 的 热情 ， 表 现 
出 的 深刻 的 观察 力 ， 他 对 敌 伪 种 种 罪行 的 揭露 和 鞠 热 ， 对 于 我 们 
今天 仍然 具有 启发 和 激励 的 作用 。 特 别 是 在 一 小 报 日 本 军国 主义 
分 子 妄 图 算 改 侵 华 历史 、 掩 盖 自 己 居 杀 中 国人 民 界 行 的 今天 ， 出 
版 于 力 同 志 的 这 部 报告 文学 ， 更 加 具有 人 鲜明 的 针对 性 和 强烈 的 现 
实意 义 。 

当然 ， 由 于 这 篇 报告 文学 是 于 力 同 志 初 到 解放 区 的 作品 ， 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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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由 于 受到 当时 主客 观 条 件 的 和 限制， 作品 中 有 的 观点 ， 用 今天 的 
限 光 看 来 也 许 有 也 人 够 全 面 和 不够 深 透 的 地 方 ， 但 是 ， 这 在 当时 的 
历史 条 件 下 ， 作 者 能 有 这 种 看 法 也 是 非常 难能可贵 的 了 。 所 以， 
我 们 在 编辑 本 书 的 过 程 中 ， 除 改动 个 别传 抄 中 的 错别字 以 外 ， 其 
他 都 保持 了 原文 面 魏 。 


编者 
一 九 八 三 年 四 月 五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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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MN] 
一 一 人 们 相信 这 期 间 不 会 很 久远 


假如 帝国 主义 者 的 肚皮 竟 和 “ 饿 鬼 道 ”【〔 一 ] 的 一 样 ， 那 是 
永远 喂 不 饱 的 。 自 “ 九 一 八 ” 日 本 法 西 斯 寇 盗 们 的 炮火 ， 在 沈阳 
北大 彰 暑 出 侵略 毒 焰 之 后 ， 全 华北 地 区 的 民众 ， 在 那 时 政府 “不 
战 不 和 不 守 ” 的 政策 下 ， 早 料 到 他 们 所 住 的 这 块 国土 ， 命中 注定 
不 久 就 会 随 了 东北 四 省 ， 落 人 波 旬 二] 的 掌握 ， 而 一 齐 膏 了 日 
ATE PET “TEBE” ZEA. 

果然 ， 不 到 五 个 年 头 ， 日 本 斋 国 主义 者 从 抢 去 这 块 三 百 万 平 
得 及 去 咀嚼 消化 ， 就 又 伸展 魔 腕 ， 由 锦州 而 榆 关 ， 而 湾 州 ， 而 通 
州 ， 直 探 到 称 为 全 国文 化 重镇 之 一 的 北平 来 。 恶 魔 们 正在 和 砍 哑 着 
o> FS TR eee, BPA AK WO, BK, 
硬 说 这 是 “保障 东亚 和 平 ”! 他 们 一 面 先 借 “ 何 梅 协 定 ”， 向 华 
北大 量 增 兵 ， 一 面 示威 寻 峡 ， 更 预备 酿 成 和 万 宝山 、 南 满 路 等 同 
RMS: LO awed, #—-SeaRe!, Mise hb 
各 阶层 的 民众 陷 人 “求生 不 得 ， 欲 死 不 能 ”的 苦难 ， 使 他 们 沉没 
于 万 动 不 复 的 境地 ， 以 遂 成 日 本 禹 国 主义 整整 地 预备 了 七 十 多 年 
的 所 谓 “大陆 政策 ”。 

“七 七 ” 方 沟 桥 事变 以 后 ， 多 亏 中 共 中 央 坚 持 了 民族 统一 战 
线 ， 明 白 指 给 全 国 上 下 “抗战 必 胜 ， 受 协 投 降 必 亡 ”的 正确 方 
同 。 从 此 ， 中 华 民 族 才 执行 对 抗日 本 法 西 斯 强 寇 ， 和 争取 民族 解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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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B ASG Aro BATE BLE BRAD“ Fe eH” A ae BE 
筑 起 坚实 强 固 的 抗战 根据 地 ， 从 这 个 根据 地 里 开始 熔铸 了 全 民族 
社会 各 阶层 的 意志 ， 也 熔铸 了 四 万 万 五 于 万 同胞 共同 的 信心 。 在 
这 个 根据 地 里 ， 人 马 精 壮 ， 旗 帜 鲜明 ， 负 起 了 争取 自由 ， 驱 走强 
寇 的 职责 ; 在 这 个 根据 地 里 ， 更 期 待 由 全 民族 共同 建设 新 民主 主 
义 的 国家 。 我 们 就 靠 了 这 股 气力 ， 切 著 实 实地 为 生存 为 子孙 而 向 
帝国 主义 斗争 ， 不 单 把 多 年 以 来 “半封建 半 殖 民 地 ”的 中 国 ， 使 
她 从 垂死 到 更 生地 解放 出 来 ， 还 要 推动 世界 的 进步 力量 ， 解 除 全 
人 类 不 必 有 和 不 应 有 的 苦恼 和 压迫 。 

这 是 多 人 么 光辉 灿烂 ， 多 人 么 圣洁 庄严 ， 多 人 么 值得 汞 舞 歌 颂 ， 不 
由 你 不 兴奋 的 大 时 代 ! 在 这 样 的 大 时 代 下 ， 北 平市 乃至 全 华北 地 
区 ， 正 沦陷 在 魔鬼 手掌 中 的 民众 们 ， 虽 然 日 常 遭 遇 着 无 数 的 迷 
惑 、 威 胁 、 凌 逼 、 虐 杀 ，“ 敢 把 而 不 敢 言 ”， 惟 有 切 盼 着 这 根据 
地 里 的 “边区 子弟 兵 ” ， 配 合 全 国 各 地 抗日 军队 的 反攻 ， 从 “水 
深 火 热 ” 中 把 他 们 拯救 出 来 。 同 时 ， 就 是 在 日 本 国内 同 受 法 西 斯 
蒂 剥 前 统制 下 的 劳苦 大 众 ， 乃 至 正在 “人 华 派 遗 军 ” 中 唆 血 挣 命 
的 士兵 们 ， 一 齐 借 了 全 世界 反 法 西 斯 的 胜利 ， 也 把 他 们 从 倒 悬 中 
解放 ， 和 我 们 携手 进入 这 五 十 年 代 的 新 世界 。 今 年 过 了 ， 就 等 明 
年 ， 相 信 这 期 间 一 定 不 会 很 久远 ，“ 太 阳 出 来 了 ， 黑 有 暗 也 就 留 在 
后 面 ” 3 

这 里 ， 打 算 从 一 九 三 七 年 的 七 七 事变 起 ， 将 北平 一 隅 ， 由 于 
敌 寇 利用 汉奸 ， 实 行 “ 以 华 灭 华 ” 的 毒 计 ， 和 弄 出 来 的 篮 魅 横行 ， 
RO BVM, Ais aR” WERK AANA 
的 限制 ， 能 够 收 进来 的 ， 仅 仅 是 几 个 侧面 的 勇 影 导 了 。 然 而 铬 照 
毛 主 席 指导 我 们 的 “暴露 敌人 一 切 残暴 兽 行 的 具体 实例 ， 向 全 国 
公布 ， 向 全 世界 控诉 ， 用 以 达到 提高 民族 觉悟 ， 发 扬 民 族 自尊 心 
与 自信 心 之 目的 ”， 这 却 足 够 了 。 

今 将 下 面 的 若干 记录 并 献 于 全 国 及 边区 艰苦 卓绝 的 民族 解放 


2 


的 伟大 领导 者 ， 及 其 英勇 效 命 殊死 斗争 的 指战员 们 ， 和 忠诚 勤 
朴 、 爱 护 和 平 的 父老 、 兄 弟 、 诸 关 、 姊 妹 之 前 ， 我 们 希望 借 此 可 
以 看 穿 敌 伪 的 底蕴 ; ASTER, AR ARERR” , (A 
括 地 说 来 ， 他 们 在 城市 中 ， ASME (贪污 吃 私 )， 喝 ( 柄 酒 洲 
H) ， 煤 (东洋 娼妓 世界 ， 以 北平 为 尤其 ) ， 赌 (包庇 俱乐部 赔 
Hm)» th GSH. GWE. eA. AAS) . RAREST (— 
民族 实业 乃至 工商 的 小 企业 ， 无 不 受 敌人 倾 轧 、 统 治 与 垄断 ) ， 
盘 〈 霸 占 农 商 与 小 市 民 的 地 产 、 房 产 和 铺 产 ) ， 拐 (假借 “少女 
莫 集 ”的 名 义 ， 逼 使 暗 探 “ 游 廊 ”《【 三 ] BAD) ， 骗 (虚伪 的 
新 闻 报 道 ) ， 偷 (订立 汉奸 条 约 〉 十 字 诀 而 已 。 他 们 在 乡村 ， 
尤其 是 “无 法 无 天 ”。 总 之 ， 不 出 搜 ( 搜 刊 民 众 硬币 、 金 银 首饰 
), & SREZSEY . B FLEX, OY. RH. WB 
ARR. EREAAEMRMEAY) ». i GERUD 
粮食 ) ， 烧 〈 焚 烧 房 屋 ) 。 还 有 占 〈 占 领 村 庄 ) » Br Cie br Bt 
锁 ) ， 平 〈 拆 撤 民 屋 ) ， 毁 〈 毁 庄稼 地 ) ， 修 〈 修 筑 堡 垒 ) 十 个 
字 ， 发 挥 出 人 类 最 黑 最 黑 的 罪恶 ， 使 我 们 更 清楚 地 认识 敌人 “外 
are” SR, CRABS, MA “HRM” HK 
WK, thai. ARP “MER” WEKeae, CHE 
在 指 顾 之 间 了 。 它 不 能 逃 过 人 类 正义 的 裁判 。 
人 们 相信 这 期 间 不 会 很 久远 了 。 


二 从 文化 界 和 文化 人 说 起 


诚 如 鲁迅 引 爱 伦 堡 的 话 所 说 ，“ 一 边 是 神圣 的 工作 ， 一 边 是 
蘑 淫 与 无 耻 ”。 抗 日 根据 地 和 华北 敌 占 区 ， 就 这 么 分 作 截 然 不 同 
的 两 个 世界 。 只 是 敌 占 区 近来 为 了 物资 缺乏 和 经 济 紧迫 ， 是 再 
“荒淫 ”不 起 来 了 ， 那 结果 就 剩 下 “无 耻 ”。 所 以 当 边 区 的 军 
民 ， 正 在 咬定 牙关 扒 受 着 一 次 比 一 次 残酷 的 扫荡 ， 我 们 依旧 屹 然 
地 要 争取 民族 解放 最 后 胜利 ， 这 同时 ， 也 便 是 敌 伪 在 沦陷 地 域 ， 
替 即 将 崩溃 的 帝国 主义 ， 出 尽 了 人 类 各 样 召 态 ， 作 尽 了 世界 空前 
罪恶 的 时 候 。 而 暂时 游离 在 这 两 个 世界 之 间 的 ， 则 是 北平 市 的 文 
化 界 和 文化 人 。 | 

北平 文化 界 中 数量 最 大 ， 而 生活 也 最 “ 寒 歇 >” [四 ] 的， 还 
是 一 般 中 小 学 教员 ， 而 小 学 教员 尤为 困苦 。 且 不 必 谈 目前 “ 米 珠 
薪 桂 ”的 物价 ， 人 迫使 他 们 无 法 糊口 。 他 们 所 有 全 部 收入 ， 算 起 来 
还 不 够 支付 一 个 月 的 房租 ， 所 以 白 日 授课 , .夜晚 去 拉 人 力 车 , 已 
经 不 算 稀 罕 现象 ， 至 于 能 谋 得 一 处 家 馆 每 月 多 人 三 五 十 元 ， 那 真 
如 同 “ 祥 云 在 霄 ， 是 可 望 而 不 可 即 ” 的 了 。 新 闻 纸 上 偶然 见 有 
征 聘 家 庭 教师 的 广告 ， 那 应 募 而 来 的 函件 ， 能 有 好 几 百 封 。 说 名 
笑话 ， 真 可 以 把 他 们 编 作 几 个 “教导 团 ” 都 绰绰有余 的 。 问 起 报 
酬 来 ， 每 月 不 过 是 十 元 上 下 罢了 。 所 以 在 北平 一 个 小 学 教员 的 经 
济 状况 ， 直 不 如 一 个 三 轮 人 力 车 夫 挣 的 多 (一 个 能 干 的 三 轮 车 
夫 ， 每 日 可 收入 五 六 元 ， 每 月 总 在 一 百 五 十 元 以 上 ) 。 

管理 小 学 教育 的 行政 机 关 ， 是 伪 市 政府 的 教育 局 。 它 也 和 其 
他 的 市 府 各 局 一 样 ， 是 必须 由 日 籍 “ 辅 佐 官 ?或 日 “顾问 ”的 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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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 (EA EBUR. HARPRRBRA, AREA HR: 一 种 
是 “ 察 察 为 明 ” 遇 事 干 涉 ， 借 以 表白 他 是 精明 不 受 欺 的: 另 一 
种 是 凶 | 狐 胡 闭 ， 只 知 要 钱 、 吃 酒 、 找 “ 花 姑娘 ”， 公 事 上 倒 好 商 
量 。 教 育 局 这 个 东西 ， 则 是 属于 前 一 种 的 。 由 他 变更 了 一 向 的 教 
育 行政 系统 ， 由 他 布置 了 各 项 统治 的 规程 ， 由 他 撤换 委任 了 中 小 
学 两 科 科 长 及 其 他 的 公务 员 。 新 来 的 “ 游 魂 恶 鬼 ” 全 AR AL 
( 平 ) 、 海 〈 城 ) 、 金 ( 州 ) 、 复 〈 州 ) 等 处 籍贯 ， 虽 不 懂得 教 
育 ， 却 是 受过 敌人 “彻底 训练 ”的 干 员 。 把 认为 不 称 其 职 的 中 小 
学 校长 统统 撤 挥 了 ， 新 任 自然 者 是 和 他 们 同一 系统 的 。 仰 承 着 各 
该 校 日 籍 教 官 的 意 哩 ， 去 毒化 教材 ， 至 曲 意 识 ， 诬 醉 无 率 的 儿 
J! 

小 学 教育 界 在 近年 来 ， 笑 话 太 多 了 。 伪 教育 局 长 亚 土 且 
CH) 为 要 安置 几 个 目 己 人 而 不 可 得 ， 曾 有 几 次 和 小 学 科 长 彼此 
在 局 中 破 口 大 驾 ! 终 以 势力 不 敌 ， 照 旧 由 那个 小 学 科 KR Ar eK 
为 ， 王 土 旦 无 妹 之 何 。 对 外 宣称 “人 不定 那 一 天 ， 我 非 臭 接 他 一 顿 
不 可 ”! 那个 科 长 后 了 “靠山 ”， 躺 在 家 里 抽 鸦 片 ， 和 局 长 避 不 
见面 ， 也 不 到 局 办 公 ， 王 土 且 依然 无 奈 之 何 。 后 来 伪 市 长 余 亚 和 
看 他 们 疗 的 太 不 象 话 了 ， 曾 费 九 牛 二 虎 之 力 ， 才 把 那个 小 学 科 长 
驱逐 。 但 已 经 破产 的 小 学 教育 ， 却 毁 得 无 法 收拾 。 

小 学 教员 ， 都 雪 煞 务 选 一 下 ， 再 送 进 “ 小 学 教育 讲习 所 ” 受 
六 个 月 的 训练 ， 主 妥 目 的 是 在 “ 肃 正 思想 ”和 媚 习 日 语 ， 成 绩优 
展 的 留任 〈 仍 在 原 校 ， 抑 调 他 校 ， 由 局 中 分 派 ) 。 考 选 落 第 的 ， 
还 用 说 吗 ? PAA RHE, WIRES! 

受训 的 教员 ， 每 日 要 写 “ 听 讲 笔 记 ”， 时 常 要 作 “受训 感 
想 ” 之 类 的 文字 。 干 篇 一 律 ,不 行 ; 目 由 发 表意 见 , 更 不 行 ， TEE 
斯 的 政权 下 根本 就 不 许可 有 个 人 的 主张 。 最 好 是 毒 允 共 产 党 “ 赤 
化 世界 ”的 罪恶 ， 再 歌颂 皇 军 战功 之 伟大 ， 中 国人 以 前 抗日 之 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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涂 、 错 误 ， 今 天 亲 日 之 觉 恒 与 悔过 等 ， 就 这 样 ， 保 你 成 绩优 良 。 
讲习 所 的 讲师 ， 是 由 伪 教 育 局 聘请 各 机 关 的 “辅佐 官 ” 或 军 
部 的 平 官 之 类 ， 其 中 有 的 已 能 口 吐 人 言 ， 有 的 是 需要 翻译 。 翻 译 
的 本 领 太 差 ， 使 人 听 不 太 懂 ， 而 敌人 所 操 的 华语 ， 尤 其 糟糕 。 我 
们 虽然 没有 研究 过 世界 各 民族 的 “比较 语音 学 ”， 但 相信 人 类 语 
音 最 不 完备 的 ， 大 概 莫 过 于 日 本 人 人 了。 人杰 只 西 注 人 说 的 话 他 们 不 
会 “学 舌 ”， 就 是 所 谓 “东亚 文 化 祖国 ”的 中 国语 言 ， 他 们 尤其 
为 难 。 所 以 听讲 的 那些 小 学 教员 ， 聪 明 的 只 好 一 半 “ 谐 声 ”、 一 
半 “ 会 意 ” 地 领会 讲师 们 的 意 旨 。 讲 师 们 尽管 在 上 面 信口开河 ， 
“胡说 八道 ”， 你 却 不 能 不 努力 恭 听 ， 撮 要 速记 ， 不 然 ， 到 了 调 
阅 笔记 的 时 候 ， 你 就 只 好 交 “ 白 卷 ” 了 。 一 次 ， 有 一 个 讲师 ， 用 
着 生 汲 而 不 易 了 解 的 “支那 语 ”， 述 说 一 九 一 九 年 的 五 四 运动 。 
他 说 ，“ 那 时 我 正在 被 帝国 政府 派 来 你 们 北京 留学 ， 对 于 这 个 运 
动 的 内 幕 ， 是 万 分 详细 的 。 那 是 俄国 人 出 了 洋 钱 ， 雇 来 学 生 向 你 
们 政府 捣乱 的 。 一 一 随 说 随 仲 了 右手 的 食指 中 指 用 力 地 说 一 一 两 
块 详 钱 ， 每 个 学 生 ， 给 的 。” 又 一 次 ， 另 一 个 讲师 ， 述 说 他 们 本 
来 是 民 民 族 的 一 支 ， 照 日 本 读 法 ，“ 和 ”与 “ 肌 ” 是 有 些 声音 上 
的 关联 的 ， 所 以 是 中 国 的 主人 贫 ， 现 在 却 回 到 老家 来 了 ! 诸如 此 
类 ， 不 怕 听 者 气 破 了 肚 育 ， 他 们 还 是 洋洋 得 意 地 讲 下 去 。 
北平 各 中 等 学 校 ， 目 从 改 订 专任 制 以 后 ， 者 干 身 兼 数 校 课程 
的 教员 ， 收 入 因 之 锐 减 。 教 育 局 又 规定 了 课外 时 间 ， 也 要 守 在 校 
里 ， 不 许 离开 。 因 此 一 般 中 学 教员 ， 要 从 清早 到 校 ， 直 至 日 沙 才 
得 回 家 。 中 午 的 饭 食 ， 最 成 问题 。 买 吃 ， 太 贵 ， 月 人 情况 也 不 人 允 
许 。 回 家 ， 太 远 ， 时 间 上 又 不 经 济 ， 而 且 也 太 劳 苦 。 只 好 忍 饿 枯 
坐 ， 呆 和 守 竟 日 。 北 平 中 学 多 无 学 生 和 宿舍， 教员 学 生 ， 同 来 是 下 课 
便 去 ， 课 外 彼此 间 毫 无 干 上 水， 这 自然 是 不 对 的 。 不 过 制定 这 规程 
的 人 ， 其 实 别有用心 ， 初 不 为 教育 着 想 ， 力 是 为 的 防止 教员 课外 
的 “不 轨 2” 活动 ， 加 严 行动 方面 的 束缚 而 已 。 因 此 ， 校 长 摆 出 资 


本 家 对 竺 劳工 的 冷酷 面孔 ， 日 籍 教官 进 屋 ， 要 起 立 鞠 躬 ， 教官 走 
出 ， 要 起 立 说 一 声 “ 塞 油 拿 哺 ”，【 六 ] 和 他 告别 ， 他 可 以 瞩 也 
不 皮 ， 你 却 不 能 不 把 “ 繁 文 钴 节 ” 作 到 家 。 局 方 还 要 时 时 反复 下 
题目 ， 命 你 写 些 感想 :， “华北 在 大 东亚 战争 中 之 地 位 ”、“ 论 东 
亚 民族 解放 ”、“ 圣 战 之 意义 ”等 类 ， 汇 呈 转 交 关 系 方 面 ， 如 兴 
亚 院 文化 局 、 特 务 机 关 人 事 课 之 类 ， 作 为 检举 思想 犯 的 参考 资 
料 。 环 境 如 此 ， 所 有 在 职 的 教员 ， 谁 不 抱 着 苟 安 岁月 ， 过 一 时 是 
一 时 的 心理 ? 于 是 中 等 教育 也 就 奋 奉 一 肯 ， 全 无 生气 了 。 学 生成 
绩 的 一 落 干 光 和 学 风 的 偷情 舌 唐 ， 不 问 可 知 。 这 在 教育 基础 上 虽 
是 损失 ， 而 在 敌 寇 的 统治 过 程 中 实在 是 和 目 庆 得 计 ， 在 东北 五 六 年 
才 作 到 的 ， 这 里 两 三 年 便 成 功 了 。 

七 七 事变 后 ， 北 平 的 国立 大 学 ， 一 律 撤退 到 大 后 方 去 了 。 番 
下 的 只 有 两 三 处 私立 大 学 。 中 法 大 学 是 早 关 门 了 ， 城 内 的 协和 医 
学 院 与 城 外 的 燕 京 大 学 , 备 尝 艰 玉 ,勉强 维持 ， 到 一 九 四 一 年 的 十 
二 月 八 日 ， 敌 寇 在 太平 洋 发 动 战事 ， 两 校 终于 被 武力 停 闭 。 燕 大 
校 务 行政 主脑 如 各 院 长 、 主 任 、 教 授 ， 多 以 “帮助 抗日 教育 ”的 罪 
名 ， 被 捕 下 狱 ， 直 到 一 九 四 二 年 的 七 八 月 间 ， 才 被 判决 释 出 ， 有 
科 以 徒刑 一 年 半 的 有 科 以 徒刑 一 年 的 。 收 完 又 为 表示 “ 皇 恩 洛 
荡 》》， 各 蒙 宣布 缓刑 三 年 ， 给 他 们 “ 肃 正 轧 想 ” 和 “协力 圣战 ” 
最 大 的 反省 机 会 。 

现在 城内 硕果 仅 存 的 私立 辅 仁 大 学 ， 实 属 万 分 华 运 的 。 因 为 
德 籍 校长 雷 冕 的 关系 ， 沾 了 一 反 儿 “ 轴 心 2 的 光 ， 然 而 听 说 几 次 
的 恭 庆 “ 皇 军 战果 ”， 也 币 迫 在 校门 上 党 星 地 高 高 交叉 着 “可 感 
激 之 日 章 旗 ”， 和 作为 华北 特殊 化 之 标 帜 的 五 色 旗 了 。 学 校内 
部 ， 由 于 经 费 来 源 断 绝 ， 现 在 是 慕 款 、 减 薪 、 增 收 学 费 等 三 方 并 
进 ， 预 备 先 维持 下 这 一 个 学 年 来 ， 再 作 打 算 。 

城内 的 男 一 个 私立 大 学 ， 是 中 国学 院 。 近 年 经 过 校长 何其 巩 
氏 努 力 整顿 的 结果 ， 学 校 地 位 燕 燕 日 上 了 。 对 于 当地 的 敌 伪 也 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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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灵活 地 敷衍 应 付 ， 维 持 着 相当 的 距离 和 相当 的 温度 。 不 过 这 种 
“不 即 不 离 ” 的 关系 ， 能 维持 到 多 和 久 ， 谁 都 不 知道 ， 乃 至 校长 本 
人 ， 也 不 见得 有 什么 把 握 。 据 闻 在 一 九 四 二 年 八 月 上 旬 ， 何 氏 曾 
被 北平 敌 军 的 宪兵 总 队 ， 传 去 问 话 了 。 虽 未 遭 拘 系 ， 但 未 来 的 命 
> JERE! 

敌人 为 弥 颖 粉饰 侵略 的 痕迹 ， 自 一 九 三 八 年 就 设法 进行 恢复 
“国立 大 学 ”， 于 是 文 元 模 氏 在 一 九 三 八 年 的 暑假 期 间 ， 首 被 拖 
出 ， 蔡 敌 伪 成 立 了 一 个 伪 “ 北 大 ”的 理学 院 。 至 于 动议 在 前 ， 成 
立 反 沙 后 的 文学 院 ， 几 经 挫折 ， 到 一 九 三 九 年 才 由 周作 人 民 出 
Hh, SABRES. Abt eSB. RB. REG, BRAN 
立 起 来 ， 即 以 周作 人 任 校 长 。 另 外 还 有 男女 两 师范 学 院 ， 也 是 一 
九 三 八 年 开办 的 。 到 一 九 四 9 至 一 九 四 一 年 ， 就 又 合并 为 伪 “ 师 
范 大 学 ”， 由 前 伪 教 育 次 长 辣子 鸡 【 七 ] 作 校长 。 伪 “北大 ” 改 
由 钱 稳 朱 氏 接 任 校 长 。 一 九 四 一 年 又 成 立 了 北大 研究 院 。 从 此 所 
谓 “国立 大 学 ” 连 头 带 尾 ， 都 幻化 齐全 了 。 虽 是 “ 优 雷 衣冠 ”， 
“ 仇 候 登 场 ”， 倒 也 “和 象 仇 有 介 事 ”地 热闹 了 一 阵 。 可 惜 美 中 不 
足 的 是 学 院 太 多 ， 学 生 太 少 ; 教授 称职 的 过 少 , 不 称职 的 又 过 
多 。 于 是 被 教 的 人 ， 与 所 教 的 课 ， 就 都 感到 贫乏 。 

学 生 叫 不 上 门 ， 是 学 校 当 局 最 为 皱眉 的 一 件 事 。 每 年 招生 ， 
报名 的 学 生 ， 多 的 三 五 十 个 ， 少 的 十 来 个 人 。 上 略 经 著 试 ， 只 好 
“ 尽 赐 一 榜 及 第 ”， 内 部 形成 “ 牧 多 于 羊 2” 的 现象 。 那 情形 不 仅 
外 人 看 着 不 带劲 ， 就 连 敌人 也 觉得 短 气 ， 于 是 由 伪 教 育 局 密令 各 
中 学 的 校长 ， 对 于 毕业 升学 的 中 学 生 , 施 以 己 吓 ,不 许 投考 燕 大 、 
辅 大 ， 以 免 将 来 “ 致 干 未 便 ”。 又 许 以 升 人 所 谓 “ 国 立 大 学 ”的 
优越 条 件 ， 如 减轻 人 学 试验 的 分 量 ， 减 收 学 杂 等 费 ， 将 来 毕业 准 
有 事 作 等 等 ， 经 过 这 个 劝告 以 后 ， 所 谓 “ 国 立 大 学 ”果然 在 暑假 
后 倒 也 吸收 了 部 分 的 学 生 ， 救 济 了 开 不 成 课 的 恐慌 。 

至 于 所 谓 教 授 ， 除 原来 教育 界 不 曾 退 走 的 少数 旧 人 ， 因 贫 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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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物 。 他 们 在 教室 中 弄 出 的 笑话 ， 真 是 不 一 而 足 。 好 在 教授 为 赚 
薪 俯 ， 学 生 为 混 资格 ，“ 交 易 而 退 ， 各 得 其 所 ”， 教 室内 说 的 一 
些 什么 从 来 没有 人 过 问 过 。 除 非 被 认为 有 “ 反 满 抗日 ”的 思想 倾 
向 ， 那 座 中 干 特务 工作 的 学 生 ， 是 放 不 过 去 的 。 这 一 层 谁 部 明 
白 ， 所 以 大 家 都 能 “ 危 行 言 逊 ”。 

大 学 以 外 的 专门 学 校 ， 有 新 民 学 院 、 高 等 警官 学 校 等 。 新 民 
+ Rese ERE RIGA T, BAAR PARMAR AY AR DL 
关 。 其 他 如 艺术 专门 、 新 闻 专 科 、 高 等 职业 等 等 ， 几 处 学 校 每 年 
也 各 自 消 纳 了 若干 中 学 毕业 、 年 轻 有 为 的 子弟 ， 预 备 受过 几 年 奴 
化 教育 之 后 ， 改 变 为 履 伪 的 御用 工具 和 爪 玫 。 

学 校 色 外 的 学 术 机 关 ， 如 北 海 图 书馆 、 静 生生 物 调 查 所 等 ， 
都 是 靠 了 美国 退还 庚 子 赔款 作 经 锅 的 ， 因 而 也 算是 受 敌 性 国家 经 
费 经 营 的 事业 ， 从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， 便 同 被 封闭 。 北 海 图 
书馆 在 一 九 四 二 年 的 六 七 月 间 ， 又 局 封 开 门 。 但 因 王 胡子 VV 
和 教育 总 署 争 守 管理 权限 ， 顾 有 磨擦 ， 最 后 虽 仍 归 教 署 管 辖 ， 经 
费 却 被 王 胡 子 核减 了 一 万 多 元 ， 以 为 报复 。 以 后 对 于 采购 书籍 、 
编辑 各 项 刊物 等 的 馆 务 进行 上 ， 大 约 是 不 会 有 什么 大 发 展 的 。 

政 伪 方面 男 外 成 立 和 领导 的 文化 机 关 ， 如 华北 观象台 、 华 北 
农事 试验 场 、 华 北 考 古 团 (已 发 据 过 的 ， 有 山东 曲 晶 、“ 重 灵光 
碟 ”( 九 ] 遗 迹 和 邵 郸 “ 赵 城 ”遗迹 ) ， 都 是 由 敌人 组 织 领导 的 。 
考古 的 成 绩 如 何 ， 还 没有 读 过 他 们 的 报告 蔬 ， 无 从 悬 揣 。 不 过 政 
人 对 于 考古 这 方面 的 知识 和 经 验 ， 是 跨 值 得 注视 的 。 就 学 术 贡 献 
方面 说 ， 我 们 是 方才 起 头 ， 他 们 已 是 卓 有 成 绩 了 。 

一 九 三 九 年 成 立 的 伪 国 立 编译 迄 ， 这 又 是 王 胡 子 和 教育 总 署 
编译 委员 会 的 对 台 戏 。 但 从 成 立 至 今 ， 都 有 两 个 多 年 头 的 历史 
了 。 人 彼此 真是 “ 难 兄 难 弟 ” 谁 也 拿 不 出 什么 惊人 的 成 绩 来 ， 这 倒 
是 一 样 的 。 


北平 新 闻 界 的 报 人 生活 ， 也 和 教育 界 的 情形 相等 ， 不 过 地 盘 
还 要 窄 些 ， 就 只 剩 了 几 家 。 大 报 是 原来 的 。 《世界 日 报 》 被 掠夺 
了 ， 改 为 《新 民 报 > ; 《晨报 > 被 掠 本 了， 改 为 《新 晨报 >》 。 四 
五 年 来 大 加 扩充 ， 另 成 立 了 中 央 编 辑 局 ， 由 浪人 武田 南阳 作 局 
长 。 这 是 敌人 御用 的 喉舌 ， 所 以 都 是 敌人 自己 来 搞 。 中 国 方面 的 
和 雇员， 听命 而 已 。 每 日 由 中 华 社 “ 倒 霉 社 ”[ 十 ] 供给 重要 稿件 ， 
经 编辑 局 审核 去 取 之 后 ， 就 照 原 文 发 稿 ， 编 辑 人 是 无 权 增 删 的 。 
所 以 在 文字 方面 ， 常 有 中 国人 以 为 是 日 本 文 ， 而 敌人 却 以 为 这 样 
才 象 “支那 语 风 ”， 其 实 是 “狗屁 不 通 ” 的 古怪 词句 ， 看 了 真 令 
人 “莫名 其 胡 涂 ”。 事 实 方面 呢 ， 则 前 后 不 符 ， 今 昨 冲 突 ， 上 下 
矛盾 。 这 些 情形 到 处 刺眼 。 即 在 同一 版 里 ， 就 有 着 许多 “ 自 语 相 
i” HH, HESCARNT KE “ORR” HARB, RFR 
过 是 “海盗 式 的 文化 ”罢了 。 市 民明 知 是 任意 造谣 的 虚伪 报道 ， 
对 于 重要 战 讯 ， 反 倒 没 有 人 去 理会 了 。 小 型 报纸 现在 是 以 《 实 
报 》、<《 新 北京 报 > 两 种 , 销 行 区 域 极 广 。 另 有 一 种 《 武 德 报 > ， 
北平 销 行 甚 少 ， 一 直 没 有 见 过 ， 丽 怕 是 给 外 起 如 东北 等 地 另 一 种 
甚么 人 看 的 。 前 述 的 小 型 白话 报纸 ， 重 要 新 闻 多 是 转录 前 一 天 的 
大 报 。 他 们 注重 的 却 在 社会 新 闻 和 戏 报 。 内 容 不 外 “ 奸 非 ? . XI 
杀 一 类 症 动 社会 听闻 的 事件 。 一 遇 这 类 消息 ， 就 不 惜 “ 细 肛 风 光 ” 
和 夸大 其 词 地 连篇 累 读 记 出 来 。 其 实 这 类 新 闻 ， 于 市 民 和 群众 的 
“心理 卫生 ”是 妨害 颇 大 的 ， 然 而 它们 的 销路 ， 其 实 就 靠 了 这 
个 。 

近来 随 了 资源 枯 歇 和 物价 飞涨 的 影响 ， 北 平 文化 界 真 成 为 
“洛阳 纸 贵 2 的 现象 ， 所 以 一 般 出 版 事业 ， 实 在 大 不 容易 。 读 者 
的 购买 力 低 降 ， 销 路 停滞 ， 更 是 客观 原因 。 无 论 书 报 杂 志 ， 没 有 
不 赔钱 的 。 除 有 政治 背景 ， 另 由 幕后 敌 伪 老 板 ， 付 给 资本 ， 或 是 
学 术 团 体 ， 指 定 经 费 津贴 ， 此 外 是 谁 也 办 不 起 的 。 就 剩 软 性 消闲 
的 旬刊 月 刊 ， 如 《电影 画报 >》、<《 沙 漠 画 报 >》、《 三 六 九 >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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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立言 >》 、《 吾 友 》 等 几 种 画 刊 ， 流 行 全 市 。 学 术 团 体 如 哈佛 燕 
京 学 社 的 《 燕 京 学 报 >》、 辅 仁 大 学 的 《< 辅 仁 学 志 》 、 中 德 学 会 的 
《中 德 学 志 》 ， 停 的 停 ， 延 期 的 延期 。 余 如 《中 和 月 刊 >〈( 柯 昌 
泗 、 周 後 祥 等 主编 ) 、“《 同 愿 学 报 》 (佛教 同 愿 会 出 版 ”、《 再 
>. <B> 〈 华 北 交 通 公司 编辑 出 版 ) 、 《新 东方 > 〈 宏 道 
社 出 版 ， 传 系 “ 红 帮 ”机 关 杂 志 ) 等 ， 都 是 由 敌 伪 或 其 关系 者 发 
刊 的 东西 。 其 间 有 的 至 今 还 继续 着 有 的 出 版 一 两 期 便 停刊 了 ; 
也 有 的 更 惨 ， 仅 仅 出 过 一 个 创刊 号 ， 就 告 天 折 的 。 那 些 杂志 月 刊 
名 目 ， 这 里 无 须 细 数 了 。 

民众 的 艺术 团体 ， 以 画展 最 为 “时 兴 ”。 中 山 公 园 (敌人 又 
改 回 “中 央 人 公园” 了 ) 不 时 在 举行 “个 展 ”， 内 容 多 半 都 是 所 谓 
“国画 ”， 不 外 山水 、 人 物 、 花 卉 、 钾 毛 、 草 虫 之 类 。 画 幅 下 
Hl, tse “fio”. “了 两 千 元 ”一干 元 2 . 《< 八 百 元 ?于 
最 低 的 价格 也 是 二 十 元 以 上 。 比 如 某 画 家 一 幅 不 太 象 样 的 大 公 
鸡 ， 要 卖 四 百 元 ， 我 们 “ 措 大 ”看 了 ， 自 然 倒 抽 一 口 冷 气 ! 只 这 
一 幅 画 ， 就 足够 “ 倾 家 败 产 ” 的 了 。 我 们 若 真 有 这 四 百 元 的 话 ， 
还 不 如 开 一 个 养 鸡 厂 ， 至 少 也 可 以 养 他 一 二 百 只 能 够 下 SB 
鸡 ， 配 合 那 活 的 大 公鸡 ， 决 不 会 是 自欺欺人 的 勾当 。 但 这 样 高 
价 ， 却 真 也 有 购 主 。 往 往 在 画幅 上 ， 飞 了 红 纸 条 子 ， 写 着 什么 
“ 金 八 和 苑 定 ”》、“ 潘 经 理 定 ”， 有 的 说 这 都 是 开 土 膏 店 的 新 兴 
产 阶级 ， 新 近 发 财 了 了， 所 以 “风雅 2 起来。 有 的 说 这 只 是 画家 自 
己 订 了 ， 以 表示 自己 的 画 品 之 高 ， 已 是 得 有 评价 了 。 又 有 的 说 花 
钱 倒是 真 的 ， 把 这 应 酬 日 本 人 ， 又 高 雅 ， 又 名 贵 ， 可 以 使 得 小 鬼 
“ 滴 下 历史 的 感激 之 泪 ” 云 云 。 总 之 ， 这 国画 价格 ， 是 以 前 没有 
的 。 一 张 宋 元 名 笔 ， 也 不 过 三 五 百 元 。 现 在 这 些 画 甚么 不 象 甚 么 
的 画家 比 起 古人 未 免 “ 颜 之 厚 活 ”了 。 但 无 论 如 何 飞 涨 ， 是 影响 
不 到 工农 大 众 的 民生 间 题 的 。 所 以 一 般 民 众 ， 对 于 公园 的 画展 ， 
并 不 感到 任何 兴趣 。 他 们 人 迫切 等 着 解决 的， 是 “日 不 聊 生 ?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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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 、 喝 和 房租 。 

艺术 团体 的 剧 艺 的 活动 。 在 旧 剧 方面 ， 目 前 正 害 着 无 法 救 药 
的 没落 病 ， 明 知 “ 主 角 制 ”是 要 断送 旧 剧 生命 的 ， 但 一 时 又 无 从 
克服 戏班 本 身 的 矛盾 。 一 面 许多 戏 词 被 收入 留声机 ， 由 无 线 电 广 
播 出 来 ， 可 以 家 喻 户 晓 ， 一 面 许 多 旧 戏 多 照 人 电影 ， “真山 真 
水 ”, 比 机 关 布 景 高 明 多 了 ， 由 是 更 夺 去 了 受 舞 台 限 制 和 其 他 原因 
的 旧 剧 的 观众 ,所 以 有 日剧 的 命运 ,在 今日 渐 觉 悲惨 了 。 新 剧 方面 ， 
活动 的 领域 稍 狭 ， 广 大 的 民众 ， 是 不 大 接受 的 。 近 来 北平 市 只 有 
“北京 ”和 “四 一 ”两 个 剧 社 ， 曾 公演 了 一 些 流 行 剧 本 ， 如 “和 雷 
雨 ”》、“ 日 出 ”、“ 说 诺 的 人 ”等 。 北 京剧 社 是 由 陈 绵 领导 的 ， 
成 绩 亦 不 见 佳 。 四 一 剧 社 演 过 “北京 人 ”， 后 又 预备 上 演 由 巴金 
小 说 改编 的 “家 ”， 广 告 登 出 ， 该 社 负责 人 便 被 北平 日 本 宪兵 队 
AHS, FRAC APSR. eR: Le 
SRK Fras BG ER AY ARR RAZ RK , «SE BE 
i, FT ROT ILEN ZR. IER “ABBE” >. AH be, 
进行 租赁 这 个 片子 的 映 演 权 ， 一 面 登 出 广告 ， 大 事 宣传 。 不 料 军 
警 特务 等 主管 机 关 ， 因 为 这 是 “名 片 ”， 预 村 影院 会 赚 一 笔 大 钱 
的 ， 就 借口 须 检 查 后 方 许 映 演 。 影 院 方面 就 又 托 人 运动 ， 已 经 出 
了 大 价 ， 但 还 没有 墙 上 这 些 主管 机 关 的 咀 。 现 在 若是 允许 新 剧 上 
演 ， 电 影 也 就 无 从 禁止 了 。 这 是 妨碍 “财运 ”的 事情 ， 存 得 而 不 
AK? 所 以 剧 社 方面 ， 便 触 霉 头 。 

以 上 是 北平 文化 界 的 大 略 情 况 。 我 们 知道 远 从 苑 木 贞 夫 的 奏 
章 中 ， 早 有 了 应 付 北 平 文化 人 的 具体 方针 了 。 他 们 知道 单 是 几 个 
“归顺 ”的 二 臣 小 召 儿 ， 是 唱 不 起 全 文化 界 这 人 台 戏 的 。 所 以 一 面 
衬托 着 人 台 上 的 动作 ， 一 面 馏 至 喧 天 ， 弄 得 颇 不 寂寞 的 ， 反 而 完全 
依赖 这 般 为 了 “ 升 斗 之 钳 ” 不 得 不 来 帮 场 的 文化 人 。 所 以 台 上 六 
的 虽 是 喜剧 ， 而 场面 上 陪 在 一 旁 的 这 “一 部 鼓吹 ”， 确 实 六 着 内 
心 的 悲剧 ! “BWA” , BRRS “BE” [十 一 ] 。 这 些 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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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 着 无 限 悲 愤 的 文化 人 ， 他 们 虽然 勤 苦 地 “ 电 勉 从 事 ”， 替 敌 伪 
按时 上 班 办 公 ， 执 行业 务 ， 却 熄 不 灭 心 头 的 怒火 ， 捧 不 住民 族 斗 
争 的 意识 ， 日 日 在 股 切 地 盼望 着 敌人 “倒霉 ”》。 所 以 每 遇 于 敌 方 
不 利 的 消息 ， 城 内 宣扬 得 飞快 。 比 如 ， 长 沙 又 如 何如 何 了 ， 中 途 
岛 又 如 何如 何 了 ， 乃 至 于 “八路 军 要 进 城 了 ”，“ 国 军 又 到 黄河 
边 上 了 ”， 这 些 有 根 无 根 的 消息 ， 不 时 地 散布 在 小 市 民 层 ， 而 他 
们 的 领导 ， 则 是 一 股 动 扬 已 久 的 文化 人 。 

动摇 时 代 的 人 群 柱石 ， 不 是 资产 阶级 的 士大夫 ， 士 大 夫 是 尽 
先 向 敌人 妥协 投降 或 预备 妥协 投降 了 。 真 知道 爱国 ， 又 肯 吃 苦 町 
牲 ， 毫 无 顾虑 的 无 产 阶级 和 劳动 大 众 ， 那 才 真 是 社会 潜在 的 力 
量 ， 是 打击 敌人 的 真正 战士 ， 是 人 群 永久 的 柱石 。 而 在 中 国 这 个 
落后 的 国家 里 ， 则 中 间 层 “可 上 可 下 ”的 小 资产 阶级 ， 受 动乱 时 
代 的 驱 迫 ， 他 们 “可 下 ”而 不 “可 上 ”， 他 们 是 没落 了 。 他 们 的 
处 境 ， 正 和 无 产 阶级 利害 相等 。 他 们 是 柱石 和 柱石 之 间 斗 笋 的 标 
子 ， 是 柱石 和 柱石 之 间 固 着 的 浆 补 。 他 们 一 到 有 了 明确 的 意识 ， 
他 们 立刻 会 凌 到 劳苦 大 众 的 一 边 , 吃 苦 牺牲 , 毫 无 顾虑 。 现 在 呢 ， 
如 北平 市 全 部 的 文化 人 ， 还 是 膀胱 地 轻 揉 着 眼皮 ， 期 待 着 另外 的 
力量 打倒 敌人 ， 并 不 相信 这 力量 就 是 需要 出 于 自家 身上 的 。 别 有 
一 部 分 文化 人 ， 更 愿意 流 旁 人 的 血 ， 革 敌人 的 命 ， 好 把 自己 数 年 
积存 的 恶 气 倾 导 出来: 他 们 之 盼望 反 改 ， 好 象 阿 Q 意 中 的 “ 白 友 
白 甲 ”， 终 有 一 日 会 真 的 “来 了 ! 来 了 !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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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 安藤 少将 与 周 督 办 


变动 不 居 的 世 局 ， 通 过 人 类 历史 ， 反 映 出 社会 上 各 阶层 不 同 
的 意识 和 行为 ， 这 里 面 有 永远 立 在 时 代 尖 疹 的 战士 ， 他 们 是 无 论 
成 败 利 钝 ， 生 命 上 几时 都 会 感到 充实 的 。 这 是 一 类 。 也 有 被 留 在 
时 代 的 屁股 后 头 ， 成 为 失 群 的 “散人 ”， 虽 也 依旧 醒 然 地 活着 ， 
BARA BRAN RIE! 苦 雨 老人 【北平 伪 政 权 下 教育 督办 局 
作 人 的 别 号 》 就 是 这 其 间 的 典型 人 物 。 

好 象 是 海滨 各 色 美 丽 的 贝壳 一 样 ， 被 时 代 狂 潮 偶然 地 推 向 最 
前 ， 一 时 也 颇 象 一 个 前 进 的 领导 者 呢 ， 转 有 眼 却 落 在 最 后 了 。 一 遇 
浅滩 ， 就 干 在 那里 ， (RA MRR SHLAA, Ge A — BE » 
帮助 了 有 福气 的 资产 阶级 扩 缀 风情 ， 便 彼此 都 感到 满足 了 。 

回想 一 九 一 九 年 “五 四 ”前 后 北平 《新 青年 >》 (杂志 ) 时 代 ， 
MRA BRAVA, FIRE, SSO, ARWRR, th 
正和 他 的 阿 兄 鲁迅 一 般 ， 周 身 充 满 着 光辉 ， 实 在 给 青年 们 不 少 的 
Sig. VNR SMSF ERS 
小 说 家 ) 。 MMARTH, ANRME-ILItCFURE, “BK 
向 暖 北 术 寒 ”， 阿 兄 南 行 ， 目 厦门 而 广州 ， 而 上 海 ， 暂 回 北平 ， 
又 转 上 海 ， 终 始 和 帝国 主义 与 封建 势力 作 着 坚决 斗争 ， 一 直到 死 
为 止 。 这 一 个 昵 ， 却 矣 唐 没落 ， 悠 然 地 过 着 闲适 的 岁月 。 就 在 这 
悠悠 的 四 五 年 中 ， 东 北三 百 万 平方 里 的 国土 ， 痰 失 在 日 寇 法 西 斯 
TRAPS. MARAT, RRR, CARR, ASR 
普天 下 的 昔 难 同胞 不 算 ， 其 至 于 连 这 个 自 以 为 置 身 事 外 的 隐士 高 
贤 ， 痢 不 得 不 从 “象牙 之 塔 ” 里 被 拖 下 水 ， 继 汤 尔 和 攻 而 出 长 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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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 ， 和 若干 中 日 的 流 让 地 病 等 各 色 浪 人 ，“ 分 廷 抗 礼 ?， 作 起 同 
PEK 0 

这 都 是 过 去 的 事 ， 不 必 再 提 。 且 说 自 周 氏 “ 老 而 为 更” (这 
是 周 氏 给 一 本 翻译 日 本 青木 正 儿 的 《日 本 文学 与 中 国文 学 >》 序 文 
中 语 。 一 九 四 二 北平 伪 编译 迄 出 版 ) ， 也 何尝 不 想 替 教育 界 维护 
一 二 ， 借 以 挽回 清 誉 ? 无 如 既 已 作 了 使 偶 ， 在 敌人 的 既定 政策 之 
外 ， 那 还 容许 他 拿 出 自己 主张 的 道理 呢 ! 古代 哲学 家 庄子 曾 说 过 
一 个 比喻 ， 金 矿 被 冶 匠 炼 在 炉 里 ， 若 是 “ 金 跃 于 冶 ” 说 ;:“ 铸 方 铸 
圆 我 要 怎样 怎样 ， 都 要 由 我 的 自由 意志 ”， 大 约 治 匠 是 不 听 这 一 
套 的 。 这 正好 指明 伪 政 权 中 “ 挛 蛮 诸 公 ”的 身分 与 地 位 。 和 鲁迅 所 
说 的 “二 丑 艺 术 ” 在 敌人 眼前 是 行 不 通 的 。 不 想 周作 人 就 碰 了 一 
个 大 钉子 。 

督办 的 这 个 官职 ， 是 一 九 三 九 年 由 总 长 改称 的 。 按 一 九 三 七 
年 日 完 在 华北 指使 汉奸 们 组 织 华北 政务 委员 会 的 伪 政 权 以 后 ， 设 
立 治安 、 内 务 、 外 交 、 财 政 、 实 业 、 建 设 、 教 育 等 部 ， 部 设 总 次 
长 和 日 本 顾问 之 类 。 及 至 汉奸 汪精卫 叛离 重庆 ， 受 了 敌 酋 烟 俊 六 
KHON, AERA, REDBEKMRA RRM, FR 
华北 的 伪 组 织 各 部 ， 不 得 不 改称 “总 署 ? ， 总 长 改称“ 督办”; 
次 长 改称 “ 署 长 ”; 名 义 上 是 表示 与 南京 的 伪 统 一 政府 “合流 ,2? 
事实 上 仍 是 各 自 独 立 ， 保 持 着 日 寇 内 部 “华北 特殊 化 ”的 传统 矛 
盾 。 | 

Hee, RRKA-RW, EMZASHERAE 
IK, RWS “BAAR” , AMAIA, BESS 
当家 ， 势 不 相 下 ， 怎 样 也 不 会 一 元 化 的 ， 这 就 害 苦 汉 奸 们 了 。 每 
日 大 部 分 的 时 间 ， 是 耗 在 群 丑 之 间 的 “ 拆 冲 干 旋 ?。 往 往 一 件 公 
H, seek, WHT, CHER CRAMARET, AR 
又 在 发 脾气 :总 之 是 “两 关 之 间 难为 妇 ”， 何 况 这 批 东 西 们 生来 
就 不 具 人 人性， 更 那 有 情理 可 说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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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平 的 新 民 会 ， 乃 是 继承 东北 “协和 会 "的 规模 组 织 起 来 的 ， 
是 华北 占领 区 胁迫 、 奴 役 、 迷 惑 、 麻 醉 俘虏 群众 的 主脑 部 。 凡 一 
切 机 关 、 团 体 、 会 社 、 学 校 ， 统 要 接受 它 的 指导 和 命令 。 会 长 自 
然 是 由 伪 华 北 政委 会 主席 兼任 ， 而 它 的 最 高 顾问 ， 力 是 法 西 斯 还 
Ye BE eH AAV se — Ze 4 

以 前 汤 尔 和 氏 在 任 的 时 候 ， 北 平 教育 界 和 新 民 会 及 其 他 各 方 
面 的 关系 ， 若 即 若 离 ， 数 衍 得 很 好 。 自 汤 氏 病死 ， 周 作 人 “出 
山 ”， 对 于 各 方面 的 关系 不 大 熟 习 ， 支 持 他 的 又 只 有 大 使 馆 和 东 
京 方面 文化 界 的 一 些 人 ， 是 没有 枪杆 在 后 面 撑腰 的 。 安 若 正 在 执 
MRR, WI KBAR? WEIS? 

各 闹市 又 在 高 扎 彩 坊 了 。 大 概 是 预备 庆贺 “ 皇 军 ” 占 领 宜昌 

=) 就 在 那 一 回 ， 新 民 会 、 市 政府 、 特 务 机 关 等 等 ， 都 纷纷 动员 
民众 ， 参 加 大 会 ， 以 表 “ 鼓 舞 欢 仆 ”之 诚 ， 并 令 各 级 学 校 的 大 中 
小 学 生 们 ， 要 手 执 “日 章 旗 ?， 到 天 安 门 前 一 同 “ 视 祷 ”。 往 时 
教育 总 署 接 到 这 类 公文 ， 照 例 转 发 完事 。 各 校 参加 与 否 ， 任 其 自 
由 。 这 回 语意 却 大 有 非 去 不 可 之 势 ， 所 以 署 员 不 得 不 请 示 一 下 ， 
怎样 行文 。 周 氏 以 为 学 生 总 应 离开 政治 ， 参 加 与 否 ， 无 关 弘 旨 。 
署 中 就 根据 这 个 交 论 ， 转 告 市 政府 教育 局 ， 和 直辖 各 大 学 知 照 。 
次 日 ， 各 校 照 例 放假 一 天 ， 却 没有 一 个 学 生 预 备 到 会 。 
。 九 点 钟 过 了 ， 天 安 门 会 场 传 来 消息 ， 说 到 会 人 数 寥 密 ， 并 且 
不 见 一 个 学 校 出 席 。 查 问 结果 ， 才 知 是 教育 总 署 违抗 新 民 会 的 命 
令 ， 另 出 了 花样 。 正 在 等 着 出 席 大 会 的 安藤 少将 ， 登 时 大 怒 ， 立 
起 身 来 ,就 要 带 了 卫兵 亲身 去 抓 周作 人 ,幸亏 日 本 大 使 馆 的 一 等 参 
狗 土 田 在 场 ， 再 三 解 劝 ， 低 声 下 气 地 陪 了 多 少 小 心 ， 才 把 安 芯 拦 
住 。 一 面 通电 教 署 ， 和 市 府 教 局 ， 令 他 们 转告 各 校 ， 立 刻 派 学 生 
到 会 。 各 校 接 到 电话 ， 都 大 为 焦急 ，“ 向 那里 去 召集 学 生 呢 ! ” 
没奈何 只 得 分 派 校 役 ， 到 学 校 附近 去 强 凑 了 几 个 人 ， 拿 了 日 本 小 
旗 ， 跟 路 到 会 。 安 芯 少 将 的 一 把 无 明 怒 火 ， 才 慢 慢 止 炸 下 来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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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语 说 : “是 非 只 为 多 开口 ”， 聪 明 如 周作 人 ， 还 能 不 懂得 
3? 所 以 从 此 以 后 ， 各 级 学 校 是 有 会 必 到 ， 到 必 抢 先 ; 周作 人 哄 
若 寒蝉 ， 不 敢 再 去 多 管 这 个 事 了 。 

于 是 有 太 和 有 左前 一 幕 惨剧 。 


17 


A AB Be A 


为 了 国土 陷落 ， 敌 人 照例 要 强迫 市 民 到 天 安 门 的 广场 开 庆 祝 
大 会 ， 为 得 是 让 被 征服 的 支那 人 ， 对 于 “无 敌 皇 盏 ”， 表 示 “ 钦 
敬 ” 与 “感激 ”。 一 九 三 七 年 的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以 后 , 自 保定 天津 、 
BrP. MN. MRR. WM, MIL. WE, ABN, Ie, 
He, R=FA, NaS FR JOP R BBA “ORR 
激 ” 一 回 ， 大 街 小 巷 满 是 刺 目 的 标语 ， 恶 劣 拙 梁 的 “支那 语 ”， 
使 人 又 好 气 又 好 笑 。 闹 市 通 御 ， 也 都 预先 扎 成 花 彩 牌楼 , 专 等 “党 
党 入城” 的 电报 一 到 ， 立 刻 动员 民众 ， 机 械 地 举行 庆祝 会 、 提 灯 
会 ， 奈 劳 会 等 。 只 有 长 沙 陷落 的 两 次 ， 却 都 不 大 做 脸 。 彩 坊 支 起 
两 三 日 ， 还 不 见 军 部 正式 通知 开会 。 报 纸 的 消 县 ， 也 逐渐 寂然 。 
最 后 是 主管 人 接 到 命令 ， 才 将 彩 坊 悄悄 拆 去 。 据 说 那 两 次 都 是 皇 
军 “ 达 成 战果 ”， 安 然 退 出 。 而 第 二 次 是 专 为 试验 军 威 ， 说 占领 
就 占领 ， 长 沙 那 里 已 成 废墟 ， 无 驻守 必要 了 。 而 且 时 效 已 过 ， 所 
以 也 无 须 再 行 庆祝 ! 

如 此 一 幕 一 幕 的 丑 剧 ， 市 民 是 配角 ， 又 是 观众 ， 对 于 敌人 内 
情 ， 理 解 相 当 次 刻 了 。 直 到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二 月 八 旦 ， 政 寇 发 动 太 
平 洋 战 事 以 后 ， 庆 祝 陷落 的 区 域 ， 忽 由 中 国 一 号 ， 便 跳 到 南洋 去 
了 。 今 天 庆贺 马尼拉 陷落 ， 上 明天 庆贺 新 加 坡 陷落 ， 庆 祝 扩 大 ， 扩 
大 庆祝 ， 闲 个 不 了 。 而 在 华中 华南 ， 以 前 那样 的 “胜利 战果 ”， 
显然 是 停顿 了 。 但 专 为 对 付 华 北 抗日 根据 地 的 八路 军 ， 又 接连 玩 
起 治安 强化 运动 来 。 

这 个 治安 运动 ， 乃 是 由 新 民 会 、 人 民 防 共 委员 会 等 一 般 法 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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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 蒂 盗 菲 图 体 ， 及 其 走狗 “ 主 催 ”【[ 十 二 ] 。 它 们 觉得 天 安 门 地 
方太 旷 ， 每 次 到 会 的 市 民 不 甚 中 跃 ， 而 且 每 每 不 到 散会 ， 人 们 就 
走 散 了 ， 更 无 法 遮 拦 他 们 。 于 是 盗匪 的 小 头目 如 安 芯 之 徒 ， 主 张 
改 在 故宫 的 太 和 用 开 会 ， 既 整齐 严肃 ， 又 得 监视 警卫 。 至 于 人 数 
太 少 的 对 策 ， 规 定 “强制 出 席 ” 的 办 法 。 各 个 机 关 ， 各 种 团体 ， 
每 一 单位 必须 出 席 三 人 至 五 人 ， 全 体 市 民 ， 由 各 区 自治 坊 坊 长 、 
邻 长 负责 召集 ， 每 户 至 少 出 席 一 人 。 作 坊 、 工 厂 和 商店 货 栈 ， 每 
号 必须 出 席 三 人 至 五 人 。 几 因 故 不 能 出 席 的 ， 必 须 出 资 六 角 雇 人 
代表 。 人 至 于 全 市 大 中 小 各 级 男女 学 校 ， 必 须 由 全 体 职 教员 率领 全 
体 学 生出 席 。 会 前 ， 预 由 主办 的 会 中 干部 ， 会 同市 府 各 机 关 局 处 
和 警察 区 署 等 ,将 太 和 殿 东 西 两 序 的 走廊 、 端 门 内 侧 的 两 门 和 契 前 
廷 陛 之 下 的 丹 埋 两 劳 ， 都 分 了 地 段 ， 用 粉笔 “ 画 地 为 牢 ”， 区 为 
若干 格 。 每 一 大 团体 占 数 小 格 ， 或 数 小 单位 合 占 一 大 格 。 标 注 号 
码 ， 精 细 地 分 配 停 当 。 

会 期 到 了 ， 各 机 关 、 团 体 、 学 校 和 全 体 区 坊 市 民 ， 都 陆续 人 人 
Hil. BLEW “PRZA”, SAMEEREN A, AF 
移动 一 步 。 各 门 出 户 ， 布 了 武装 岗位 ， 禁 止 出 人 ， 于 是 将 近 十 多 
万 的 男女 老少 市 民 ， 便 一 齐 禁闭 在 这 个 古代 封建 统治 基地 的 宫廷 
之 内 。 和 群众 中 间 ， 更 夹 立 着 宪兵 队 、 武 装 和 警察、 马 巡 队 、 警备 
队 、 侦 强 队 、 特 务 队 、……… 等 等 ， 一 个 个 横 眉 立 目 ， 如 临 大 敌 ， 
监视 着 这 一 群 临 时 的 囚犯。 

预定 是 九 点 开会 ， 群 众 则 从 八 点 便 被 召集 来 了 ， 直到 十 一 点 
半 ， 中 日 要 人 到 齐 ， 才 宣布 开会 。 向 五 色 旗 行礼 以 后 ， 上 自然 先 是 
汉奸 头目 演说 ， 以 次 是 “友军 ”最 高 敌 疯 的 训 词 等 项 ， 依 序 “ 挨 
es” (+S) 下 去 。 中 午 的 骄阳 ， 照 射 在 已 经 直立 了 三 四 个 小 时 
的 群众 头皮 上 ， 和 灼热 如 焚 。 看 也 看 不 见 ， 听 也 听 不 清 ， 走 又 个 准 
走 ， 动 又 不 许 动 ， 事实 上 十 多 万 人 挤 在 一 堆 ， 也 无 法 走动 ， 就 这 
ATERINIE, WR Blak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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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 中 五 六 岁 的 男女 小 学 生 们 ， 尤 其 可 怜 。 他 们 还 不 知道 来 
作 什 么 。 立 得 久 了 ， 膀 胱 涨 大 ， 便 要 求 老师 去 大 小 便 。 老 师 自 然 
A, BSCE. HAIMA TS. RAMS 
下 一 法 。 许 多 小 孩 ， 苦 眉 苦 脸 地 偷偷 抹 眼 泪 。 其 余 的 男女 老少 ， 
ARETLN, ARETRN, SARTRE, FSBO 
HRARGH, FREAK, HARRASHANOM, PRE 
齐 有 盼望 台 上 那 群 “ 混 帐 ” 东 西 们 少 说 几 句 ， 大 家 好 早早 脱离 苦 
海 ， 恢 复 自 由 。 

麦 隆 一 声 ， 群 众 的 浪潮 ， 突 由 西南 角 齐 向 后 面 拥 过 来 ， 登 时 
人 声 易 沸 ， 起 了 大 骚动 。 原 来 是 西南 席 上 阶 前 几 段 玉石 栏杆 ， 因 
人 众 拥挤 ， 脱 落下 去 ， 以 致 廊 上 站 立 的 人 们 ， 也 随 了 石 栏 一 同 跌 
下 人 台阶 去 。 那 时 立 在 石 栏 之 下 的 一 堆 人 们 ， 忽 从 七 八 尺 高 的 顶 
b, AGH, ABAER, MES. 4H BIL HS 
生 ， 脑 浆 四 溅 ， 登 时 珊 命 。 其 他 重伤 的 十 余人 ， 轻 伤 的 都 由 同伴 
护送 医治 去 了 ， 所 以 不 知 确 数 。 

这 时 会 场 中 主席 台 上 的 那 群 “ 胎 禁 ” 【十 四 ] 们 ， 先 以 为 是 
有 了 什么 情形 ， 许 是 问 人 了 “ 暴 汉 ”? 或 是 发 生 了 凶 行 ? 大 家 一 
时 惊慌 失措 ， 转 身 就 向 砍 中 逃窜 。 及 见 万 头 插 动 ， 浪 潮 渐 定 ， 才 
再 款 步 就 席 ， 满 脸 又 重 堆 起 庄严 神色 来 ， 彼 此 对 望 一 眼 ， 算 是 一 
面 掩饰 了 适 才 狼 狐 的 情态 ， 一 面 草草 散会 。 

翌日 ， 北 平 御用 的 各 报 ， 同 把 大 会 盛况 ， 一 一 摄 人 镜头 、 印 
上 报端 。 大 会 的 详细 节目 啊 ， 要 人 的 名 言说 论 别 ， 到 会 的 百 万 人 
数 啊 ， 群 众 的 热烈 情绪 啊 ， 都 用 大 字 排 了 。 然 后 大 众 从 那 上 面 ， 
才 知 道 昨日 会 场 里 干 了 些 什 么 ,说 了 些 什 么 ， 这 都 是 群众 完全 不 
知道 的 。 但 是 群众 目击 的 这 件 惨 案 ， 常 事 原 委 ， 却 没有 任何 的 记 
载 ， 一 行 乃至 一 句 ， 报 告 给 没有 到 会 的 市 民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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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”东亚 文化 与 支那 国粹 


近代 以 来 ， 凡 常识 完备 的 人 们 ， 差 不 离 全 相信 世界 人 类 根据 
某 些 经 济 基础 而 决定 的 生活 方式 ， 只 有 新 的 旧 的 文化 或 是 资产 阶 
级 与 无 产 阶级 文化 ， 没 有 什么 “东亚 文化 ”和 “欧美 文化 ”的 说 
法 。 封 建 社会 ， 或 半封建 社会 ， 还 留存 着 一 切 代表 封建 势力 的 文 
物 制 度 ， 自 属 应 有 的 现象 。 但 人 们 倘 是 以 “迷恋 散 骨 ”的 心情 ， 或 
出 于 本 阶级 的 利害 关系 ， 认 为 封建 时 代 遗 留 下 来 一 切 代 表 封 建 势 
力 的 文物 制度 ， 是 天 下 第 一 ， 而 且 将 要 永久 为 天 下 第 一 ， 这 等 见 
解 ， 五 四 时 代 早 已 经 被 攻击 得 体 无 完 肤 了 。 今 日 却 重 拾 当年 的 唾 
余 ， 这 样 没有 出 上 县 的 思想 ， A Ap as, irae 

SUMFEANIL “PRA RKE? . TEE FAS AEN “RRB 
(+H) 心理 ， 更 给 自己 认为 宝贝 的 这 “ 土 文化 ” 穿 上 帝国 主义 
的 侵略 新 装 、 称 这 为 “东亚 文化 ”， 即 作为 本 格 的 掠夺 、 搜 取 与 
吞 鸣 异 民族 生产 和 劳力 的 斗争 工具 。 这 种 作法 ， 不 单 是 妨害 了 所 
谓 “ 东 亚 人 ”自身 的 进步 ， 更 窒息 了 永 在 生长 着 的 文化 生命 。 

所 以 ， 若 是 真有 所 谓 “ 东 亚 文化 ”这 东西 ， 我 们 最 好 要 “不 
离 当 体 ” 来 看 待 它 。 只 能 看 成 是 一 般 人 类 在 封建 时 代 ， 上 层 建 筑 
的 意识 形态 中 必然 共有 的 产物 。 作 为 产生 这 些 文化 的 那个 经 济 基 
础 ， 连 同 那个 时 代 背 景 ， 一 旦 无 情 地 流转 向 前 ， 那 些 文物 制度 ， 
也 就 终于 消沉 变质 ， 且 成 为 孕育 营养 次 一 时 代 新 文化 的 “ 荣 卫 ?” 
了 。 上 古语 说 : “四 时 之 运 ， 成 功 者 退 ” [十 六 ] 。 道 家 也 说 ; 
“ 功 成 ， 名 遂 ， 身 退 ， 天 之 道 ” [十 七 ] ， 正 好 说 明 这 类 社会 文 
化 现象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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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 从 历史 的 观点 来 看 ， 人 类 社会 一 切 旧 的 新 的 文化 ， 并 不 依 
地 域 显 分 区 别 。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， 尽 可 以 寻 出 许多 彼此 “不 谋 而 
合 ” 的 礼俗 遗迹 。 有 如 非洲 的 “ 彭 那 鲁 亚 ”家 族 即 此 一 族 众 男 ， 
和 彼 一 族 众 女 共 为 夫妇 的 群 婚 制 ,就 是 在 我 国 商 代 ,也 还 留 着 这 种 
群 婚 的 踪迹 ， 在 若干 祭典 里 有 若干 考 兹 合 礼 的 窗 祭 即 是 《〈 见 郭 沫 
若 氏 《有 甲骨文 研究 > ) 。 难 道 非 洲 人 不 可 以 傲 我 们 说 : “我 们 非 
洲 文 化 ， 是 天 下 第 一 ， 是 最 古 的 老牌 文化 ! ”这 不 会 使 人 笑 掉 门 
AUS? 

世道 是 终归 要 进步 的 。 中 国 经 过 多 次 大 刀 阔 人 莽 的 革新 运动 ， 
封建 势力 已 经 是 疆域 日 削 ， 穷 促 万 状 了 。 反 动 的 资产 阶级 ， 还 借 
了 那 仅 存 而 未 崩溃 的 一 些 破旧 壁垒 苟 延 残 旷 。 我 们 初 不 料 这 种 残 
垒 ， 倒 作 了 日 本 法 西 斯 蒂 盗 匪 们 隐藏 和 掩护 的 战 具 。 自 从 他 们 展 
开 这 个 思想 战 以 后 ， 吸 收 了 大 批 的 动摇 分 子 立 在 自己 一 边 ， 如 东 
mC?) 的 孔庙 落成 ， 中 国教 育 长 官 周作 人 氏 出 席 之 外 ， 更 有 由 
曲阜 孔 氏 遗族 参加 典礼 即 其 一 例 。 他 们 更 以 此 为 饵 ， 再 去 勾引 妥 
协 投 降 分 子 ， 用 心 可 谓 良 苦 了 。 他 们 更 不 料 幸 运 的 中 华 民族 ， 百 
年 以 来 ， 饱 经 忧患 ， 思 想 却 赶 前 了 一 步 ， 对 于 全 人 类 解放 前 途 ， 
自信 颇 有 些 认 识 和 执 择 ， 不 单 要 争取 民族 解放 而 已 。 回 头 看 看 这 
些 “ 岛 夷 ”， 依 然 是 保守 着 五 十 年 前 的 乡绅 姿态 。 他 们 帆 由 着 两 
脚 ， 那 种 趾 高 气 扬 ， 土 头 土 脑 ， 不 肯 多 看 看 世界 局 面 的 村 吕 丑 
态 ， 实 还 远 不 如 我 们 边区 山上 放 和 牛 的 小 鬼 ， 更 那 配 比 得 我 们 常识 
丰富 、 思 想 正确 的 人 民 ? 日 本 的 司 川 白 村 氏 是 太 抬 高 了 自己 民族 
的 身分 的 ! 他 自述 日 本 民族 的 风格 ， 是 乡下 绅士 的 态度 〈 见 鲁迅 
«HS “RAGE” > ) 。 

可 是 他 们 终于 用 了 “东亚 文化 ”这 武器 ， 公 然 在 过 去 曾 称 为 
全 国文 化 重镇 的 北平 ， 大 放 诬 词 ， 扣 得 大 小 汉奸 们 更 其 得 意 ， 相 
与 一 吹 一 唱 ， 抬 着 这 个 招牌 去 出 卖 民 族 ， 真 是 所 谓 “ 怪 事 日 生 ”、 
“ 白 层 见 鬼 ”， 让 你 有 不 知 “ 人 间 何 世 »” 之 感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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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们 也 承认 旧 文 化 中 何尝 没有 若干 社会 道德 ， 如 仁 、 义 、 
忠 、 信 、 智 、 勇 、 笃 、 敏 等 等 健全 人 格 的 伦理 观念 。 这 原 如 “日 
月 之 光 ， 万 古 长 新 ”， 我 们 一 直 都 在 作为 个 人 行为 的 标准 。 但 是 
知 果 因此 就 不 再 攻击 旧 文 化 的 壁 驹 ， 而 这 上 壁 爸 又 恰 是 给 反动 余 巷 
作 了 掩护 工具 的 ， 假 如 进行 这 个 斗争 ， 就 是 违反 了 作 人 的 道德 ， 
这 只 有 日 本 法 西 斯 蒂 的 盗 芥 们 才 这 样 想 。 

“不 特此 也 ”， 反 动 的 封建 势力 集团 ， 他 们 生平 的 行 谊 ， 尽 
管 是 “ 男 盗 女 娼 ”， 他 们 口中 的 道德 ， 依 然 还 是 “ 礼 义 廉耻 ?> 。 
日 寇 则 更 进 了 一 步 ， 他 们 把 好 话说 尽 ， 他 们 把 坏事 做 尽 ! 他 们 通 
你 承认 ， 凡 他 们 在 中 国 的 种 种 行为 ， 完 全 合理 ! 其 实 是 比 中 国 最 
下 作 冯 贱 的 “ 男 盗 女 娼 ”还 不 如 。 而 在 他 们 似乎 觉得 只 有 “ 男 盗 
女 娼 ”， 才 真是 仁义 道德 ， 犹 之 平 某 种 野蛮 人 以 多 杀 蜡 族 为 “ 替 
天 行道 ”， 为 合 于 神 的 意志 ， 我 们 疑心 敌人 的 宗教 观念 ， 也 是 这 
样 的 ， 这 是 多 么 殉 瓷 啊 ! 然而 这 正 是 浪人 心目 中 的 所 谓 “东亚 文 
化 2 | 

尤其 欧 廖 绝伦 的 ， 是 浪人 们 “ 刁 不 知 耻 ”的 议论 。 听 说 有 一 
回 ， 一 个 所 谓 “ 兴 亚 院 文化 局 长 ”名 叫 甚么 武田 申 的 ， 在 伪 “ 国 
立 师 范 大 学 ” 讲 演 ， 他 的 题目 是 芮 么 ， 谈 这 故事 的 人 不 记得 了 ， 
总 之 是 东亚 文化 如 何 可 贯 之 类 轩 。 最 后 武田 氏 一 面 盛 称 “ 有 如 支 
那 妇 人 的 小 脚 ， 才 是 世界 稀有 的 国粹 ”， 一 面 更 详细 解释 “ 包 肢 
这 个 风俗 ， 疙 是 异 于 其 他 民族 的 地 方 ; 要 连 这 个 也 不 肯 人 保存， 就 
更 不 必 说 先 代 留 下 来 的 其 他 种 文化 了 ! ”最 后 又 次 次 致 慨 于 “中 
国 二 三 十 年 来 ， 误 信 了 欧美 白人 的 廖 见 ,尤其 胡 闭 的 支那 人 ,更 误 
信 了 犹太 人 的 有 收 说 ， 共 产 公 妻 ， 实 在 是 更 让 帝国 万 分 遗憾 。 如 果 
在 “帝国 人 ” 先 代 有 着 包 小 脚 这 样 风俗 的 话 ，“ 帝 国人 ”是 不 肯 
象 支那 这 样 随 便 轻 易 改革 的 呵 ! 这 都 是 什么 话 ? RRB ， 略 
日 ，“ 保 存 固有 文化 ， 是 须 从 保存 包 小 脚 始 。 惟 其 连 这 样 的 事 都 
肯 保 守 ， 那 么 一 切 固有 文化 还 肯 改 革 吗 ? 不 愿 保留 小 脚 ， 可 见 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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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不 愿 保留 固有 文化 ”。 我 们 不 知道 他 是 根据 了 什么 逻辑 !? 

谈 者 又 说 ， 那 日 的 主席 〈 校 长 王 席 ) 于 武田 氏 讲 完 之 后 ， 他 
又 对 众 重 申 已 意 ， “多 亏 武田 先生 指导 ， 使 我 们 明了 东亚 文化 的 
伟大 ， 使 我 们 觉悟 应 该 尊重 国粹 ， 我 们 今后 誓 不 再 走 英美 错误 的 
路 了 ”。 阿 ! 呵 ! 这 都 还 象 人 话 么 ?! 

因此 ， 更 足 证 明日 寇 不 光 是 杀 烧 弃 掠 了 成 千 上 万 的 中 国人 
民 ， 他 们 更 企图 着 来 强奸 累 朝 累 代 的 所 谓 “ 支 那 国粹 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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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dee 


因为 遭受 动乱 时 代 厄 运 的 驱 遗 ， 大 干 流离 颠沛 的 人 民 ， 统 被 
集中 到 北平 这 个 地 域 来 了 。 四 五 年 的 光景 ， 北 平 人 口 ， 直 由 十 七 
万 激增 到 百 三 十 多 万 。 这 之 间 ， 可 以 说 十 之 七 八 是 脱离 生产 的 消 
费 者 ， 除 一 大 部 分 是 近 验 各 县 逃难 来 的 民众 ， 自 城镇 中 来 的 “大 
粮 户 ”和 乡村 间 的 “ 土 财主 ”以 至 家 产 荡 然 或 是 指 身 为 业 的 小 
农 、 雇 农 与 游民 阶级 之 外 ， 其 余 尽 是 本 市 自由 职业 的 小 工商 、 汉 
奸 买办 与 小 资产 土著 的 市 民 。 其 他 一 小 部 分 呢 ， 则 是 如 同 苍 蝇 似 
地 随 了 侵略 者 远征 而 来 的 “ 敌 卷 ”。 无 论 城内 外 的 繁华 区 还 是 冷 
储 区 ， 到 处 都 是 他 们 的 踪迹 。 这 样 “ 人 和 鬼 杂 居 ” 的 一 个 大 城 ， 就 
突然 闹 起 房 驼 来 。 

几 条 重要 的 街 衢 ， 如 东城 尝 文 门 大 街 〈 一 称 哈 达 门 大 街 ) 、 
王府 井 大 街 〈 西 人 另 称 莫 理 逊 街 ) ， 西 城 的 西单 牌楼 ， 前 门 外 的 
AER BAR 〈 西 人 另 称 灯 街 ) 等 处 ， 一 到 向 晚上 灯 时 分 照 洗 
着 炫目 的 需 虹 灯 。 这 边 是 “樱花 馆 吃 茶 ”， 那 边 是 “人 花 之 岛 割 毫 
御 料 理 ”， 对 宇 相 望 ， 随 处 丝 是 。 此 等 营业 ， 自 然 都 有 他 们 的 副 
作用 ， 不 单 预 备 了 “下 女 ” 和 “ 清 酒 ”给 皇 军 的 小 兵 官 们 和 衔 门 
会 社 中 的 公务 员 或 所 谓 顾问 之 类 ， 解 决 性 欲 方面 兽性 的 冲动 ， 而 
且 多 半 是 “第 五 纵队 ”的 居留 民 会 和 在 乡 军人 会 指导 或 集 议 的 半 
公开 机 关 ， 执 行 着 调查 和 监督 市 民 和 第 三 国 侨民 的 特务 工作 。 其 
他 ， 如 东西 长 安 街 、 东 西 交 民 巷 ， 一 村 一 幢 的 大 楼 ， 原 是 由 “ 西 
洋 直 脚 鬼 ” 以 剥削 压榨 这 个 半封建 半 殖 民 地 为 目的 的 营业 ， 现 在 
却 换 了 主人 ， 或 由 巧 取 ， 或 以 豪 夺 ， 都 被 强 塞 进 无 数 “ 东 洋 矮 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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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”, REA “RRS” . RA “AA” . BA “HK” 
等 等 的 招牌 ， 不 外 是 为 法 西 斯 蒂 帮 邮 的 掠夺 机 关 。 更 加 许多 新 
设置 的 会 、 处 、 局 、 署 、 种 种 吸血 机 构 ， 为 了 加 紧 “ 拓 殖 ” 的 任 
务 ， 每 日 按时 吞 进 若干 大 小 伪 官 儿 去 设计 或 执行 “为 害 人 间 ” 的 
IR. BT “Re” 时 间 ， 再 把 他 们 成 群 结伙 地 吐出 来 ， 扩 向 
到 全 市 各 街 各 埠 的 角落 里 。 这 些 伪 组 织 的 工作 员 们 , 一 切 衣 、 食 、 
住 ， 就 全 靠 向 全 市 的 市 民 来 掠夺 榨取 ， 以 至 弄 成 资源 缺乏 ， 物 价 
腾 贵 ， 和 房 不 够 住 ，“ 人 满 为 患 ” 等 等 都 市 “人 口 脑 充 血 ” 的 病 
ao MARR MTT RAGA, Wr bso 

本 来 在 北平 的 倭寇 ， 大 概 只 有 三 种 主要 角色 : REFA GE 
兵 、 海 陆军 和 军 部 特务 及 在 乡 军人 宵 属 之 ) ， 商 人 ( 自 银 行 老 
板 、 白 面 贩子 以 至 东洋 娼妓 丝 属 之 ) > RA (BAAS AEG 
务 育 诈 的 棍 徒 ， 以 至 鼠 窍 狗 偷 丝 属 之 ) 。 它 们 虽 以 互 不 相同 的 姿 
态 和 行为 ， 极 力 暴 露 人 类 最 黑暗 那 一 面 的 罪恶 ， 而 其 为 法 西 斯 蒂 
的 忠实 妈 才 ， 互 相配 合 着 协助 所 谓 “ 圣 战 ”， 去 为 恶 多 问 ， 目 掘 
败亡 的 坟墓 ， 则 是 “三 位 一 体 ”， 亡 无 二 致 的 。 为 了 侵略 的 需 
要 ， 他 们 认为 是 发 财 的 好 机 会 来 到 那 肯 放 过 呢 ， 就 利用 了 这 机 
会 ， 大 作 坑 害 市 民 的 营 生 。 

那 方 法 是 各 种 不 同 的 。 有 由 商人 经 营 的 ， 多 半 是 这 样 ， 先 由 
合 湾 人 以 中 国人 名 义 ， 向 市 民有 房产 的 高 价 租 下 一 处 房屋 ， 再 转 
手 交 给 日 本 人 ， 写 一 张 假 契 约 ， 向 大 使 馆 报 了 新 旧业 主 转移 的 手 
续 ， 开 设 旅 店 公寓 一 类 的 “下 宿 ” 营 业 。 如 “黎明 庄 ”、“ 人 花园 
fa” ZR, AMER EAN. BFOMAERAMEM, RH 
RG HAIG “AAR” o xt “Pig” . “SRI”. 23k 
兼 着 “酒馆 ”、“ 御 料理 ”的 营 生 。 这 是 一 种 。 

还 有 ， 就 是 浪人 “协助 圣战 ”的 许多 副业 之 一 种 。 也 是 先 由 
人 台湾 人 或 中 国 “ 仆 欧 ” 就 是 雇用 人 〉 出 名 以 一 二 百 元 的 高 价 ， 
租 妥 一 处 三 四 十 间 的 大 房 任 意 拆 毁 修 改 ， 隔 成 若干 小 间 ， 铺 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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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AN” » FAIR BS “ORR” 0 BAT RE MB 
东 ” 来 。 每 间 每 月 租金 有 时 贵 到 三 十 元 。 它 们 每 月 除去 付 给 房租 
外 ， 还 可 以 白白 坐 收 一 千 元 的 人 款 。 

这 是 最 规矩 的 办 法 。 有 时 上 述 的 “下 宿 ” 老 板 ， 和 这 里 所 说 
浪人 的 “二 房东 ”， 往 往 是 就 以 旧业 主 的 资格 ， 让 渡 出 卖 给 别 个 
日 本 人 ， 轧 转 数 手 ， 原 产权 主人 还 不 知道 ， 而 产业 已 是 属于 旁人 
了 。 至 多 收 过 一 个 月 的 房租 ， 就 算是 十 分 幸运 。 有 的 产权 虽 还 没 
有 转 到 和 旁人 手中 ， 但 是 原 业 主 向 房客 索要 房租 时 ， 他 就 取出 一 迭 
账单 ， 这 全 是 修理 房屋 的 工料 用 费 。 房 租 就 由 这 当中 扣除 ， 声 明 
不 能 再 付 租金 了 。 如 果 房 主根 据 原 定 契 约 向 他 们 收 房 ， 他 们 立刻 
就 要 业主 付 给 这 笔 修理 费 才 肯 迁 移 。 那 数目 特别 庞大 ， 往 往 会 比 
原 房价 多 出 一 两 倍 来 。 他 们 自 有 宪兵 队 、 特 务 机 关 作 后 盾 ， 不 怕 
你 不 赔 了 房屋 ， 还 楼 贴 出 钱 来 。 业 主 自 知 势 力 不 敌 ， 也 只 好 忍 气 
吞 声 自 认 霉 气 ， 由 他 们 和 凭空 霸占 完事 。 

这 种 情形 ， 不 一 而 足 。 直 接受 损失 的 是 “ 吃 瓦 片 ” [十 八 】 
的 小 资产 阶级 ， 间 接受 影响 的 是 大 多 数 市 民 。 因 为 由 他 们 (上 述 
的 商人 和 浪人 ) 提高 了 房价 ， 态 起 了 房 荡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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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日 本 的 僧人 也 如 日 本 的 浪人 


日 本 的 僧人 ， 亦 如 日 本 的 浪人 ， PAAR. MARAE. 

北平 自 被 敌 寇 侵 人 ， 由 于 人 口 激增 的 结果 ， 一 时 房 苑 成 为 严 
重 问题 。 在 北平 的 日 僧 虽 不 算 太 多 ， 但 同样 需要 现房 栖身 ， 于 是 
这 般 “ 方 外 人 ”也 计划 着 掠夺 一 两 处 漂亮 排场 些 的 庙宇 ， 伙 住 或 
独占 。 无 如 北平 的 庙 都 是 有 僧侣 的 ， 而 北平 的 僧侣 虽然 不 肖 ， 交 
结 官府 的 仪 俩 ， 则 饶 有 把 握 。 俗 说 “在 京 的 和 尚 出 外 的 官 ”， 可 
见 势 派 之 大 。 因 此 有 名 的 “大 刹 ”， 弃 不 多 都 有 些 背 景 ， 他 们 轻 
易 是 弄 不 动 的 ， 乃 不 得 不 降 而 求 其 次 。 

这 时 地 方 上 因 着 租房 问题 ， 市 民 与 市 民 ， 或 市 民 与 侨民 之 
间 ， 常 常 发 生 纠纷 ，“ 成 辞 ” 起 诉 的 日 有 所 闻 : 不 是 告 房 主任 意 
加 租 ， 压 人 迫 房客 ， 就 是 告 房 客 延 不 迁移 ， 妨 碍 产权 。 为 解决 调处 
此 等 砍 烦 ， 伪 市 府 特 设 了 一 个 “房产 纠纷 评议 会 ”， 希 责 受 理 仲 
裁 。 但 市 民间 的 纠纷 易 了 ， 中 日 间 的 纠纷 ， 却 不 很 简单 。 无 事 则 
已 ， 一 有 事 ， TERETE » 往往 牵涉 许多 方面 。 总 计 可 以 奉 日 侨 出 
头 的 ， 下 自 帝 国 居留 民 总 会 、 支 会 、 日 本 律师 、 特 务 机 关 、 北 京 
警察 系 (即日 本 警察 团 ) ; 上 至 宪兵 总 队 、 军 部 、 兴 亚 院 ， 内 而 
WRT. GRR. PSR. BRR. HTK ohm AAA 
fe BSH. AT, BABY AAIMAA. Time, ££ 
你 是 如 何 “ 健 讼 ”， 如 何 挺 刑 ， 也 蔡 不 起 三 两 个 月 的 折磨 。 每 每 
非 弄 炮制， 锻炼 成 狱 ， 最 后 还 是 下 中 国人 吃亏 服 答 ， 或 “以 不 了 
了 之 ”拉倒 。 (这 么 完 案 算是 最 垃 运 了 。) 

目 七 七 事变 以 后 ， 随 寇 盏 来 中 国 的 ， 有 有 所谓“ 随军 僧 ”【 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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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] ， 其 中 有 一 个 叫 甚么 东西 的 (他 的 姓名 ， 笔 者 不 想 发 表 了 )， 
乃 是 日 本 佛教 禅宗 里 的 “曹洞宗 ”。“ 曹 洞 宗 ” 在 日 本 ， 和 “ 临 
济 宗 ”【 二 十 ] 在 中 国 一 样 ， 势 力 很 大 。 按 禅宗 自 唐 代 才 逐渐 发 
达 ， 本 是 印度 宗教 思想 的 中 国 化 。 但 到 今日 , “ 宗 下 ”[ 二 十 一 ] 
教义 早已 戎 灭 ， 只 剩 下 宗派 教条 等 等 的 残 仙 ， 却 更 加 庸俗 化 了 。 
“大 善 知识 ”【 二 十 二 ] 的 清净 戒 僧 ， 也 许 还 有 一 半 个 圈 ， 但 这 
些 脱 离 生 产 变 为 剥削 阶级 的 “ 情 民 ”， 到 底 是 “ 庸 》”、“ 亡 ”不 
堪 者 多 。 至 于 日 本 禅宗 的 僧人 ， 则 无 不 良 亮 。 从 来 教 史上 永 没 见 
过 一 个 象 样 的 高 僧 。 本 文 所 说 的 这 个 “ 曹 洞 禅 2》” 的 重要 人 物 ， 乃 
是 北平 西南 城 里 一 处 的 村 主 。 尤 其 是 应 该 “一 棱 打 杀 与 狗 子 吃 ” 
[二 十 三 ] 的 家 伙 ! 

这 个 寺 主 ， 说 来 其 实 可 怜 ， 乃 是 向 市 民 承 租 来 的 三 两 间 小 
房 ， 和 和 普通 住家 一 样 ， 这 就 是 他 有 的 所 谓 “ 寺 ”了 。 所 不 同 的 ， 是 
墙 外 特别 闭 了 一 层 红 土 ， 写 上 一 个 满 大 的 “ 禅 2 SRE BN 
“大 典 ”， 下 不 如 中 产 市 民 佛 教徒 的 精 舍 庄严 ， 但 也 弄 一 个 “二 
乌 眼 ”【 二 十 四 ] Wek. HERE, MR. Bi. RAL AT. 
$h, LDS “OREMR” (+8) 之 类 ， 杂 列 在 那里 。 要 而 言 
之 ， 这 上 只 是 浪人 “下 答 ?”》， 不 成 其 为 伽蓝 【二 十 六 ] 。 

ft XARA MADRAS AS eH LEN, FRR 
迁移 ， 到 冲 要 的 街市 里 寻 一 个 好 地 头 ， 才 得 发 迹 。 他 物色 多 日 ， 
就 相 准 了 一 处 房屋 ， 那 里 正 是 日 侨居 留 民 最 多 的 中 心 区 。 他 公然 
自己 出 面 ， 要 求 房 主人 借 给 他 几 问 空房 供 佛 ， 这 “突如其来 ”的 
怪 客 ， 当 时 就 遭 到 娩 言 拒绝 了 。 日 僧 没 有 再 说 甚么 ， 也 就 快 快 而 
退 。 

不 料 过 了 几 天 ， 就 又 来 一 个 自称 “居士 ”的 中 年 男子 ， 那 名 
片上 的 头衔 ， 是 甚么 “佛教 青年 会 ”主席 。 据 这 个 “居士 ”说 : 
《友邦 出 家 人 ， 要 在 此 地 创建 佛寺 ， 好 与 众生 “ 普 结 善 绿 ”。 你 
这 里 各 种 条 件 都 顶 合宜 ， 请 你 让 给 他 们 盖 座 大 庙 ， 也 是 好 事 。 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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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 少 钱 ， 给 多 少 钱 ， 不 会 坑 你 的 。 主 人 又 婉言 拒绝 了 。 居 土 说 之 
再 三 ， 主 人 也 婉 辞 再 三 ， 大 家 又 是 不 欢 而 散 。 

两 三 天 后 的 黎明 时 分 ， 这 条 街 里 忽然 驶 来 两 辆 大 汽车 和 许多 
便衣 的 特务 人 员 ， 率 领军 警 包围 了 主人 的 住宅 ， 姨 墙 人 院 ， 人 马 
喧 腾 ， 如 捕 大 咨 。 先 将 主人 捆绑 起 来 ， 将 家 人 禁闭 一 室 ， 然 后 翻 
箱 倒 柜 大 事 搜 检 。 也 不 知 检 着 什么 ， 许 多 东西 一 十 脑 儿 卷 了 一 大 
包 ， 押 解 着 主人 上 了 大 汽车 ， 一 窝 风 似 地 开 走 了 。 

到 答 门 了 ， 但 不 能 知道 是 什么 衔 门 。 由 翻译 略 问 姓名 、 职 
业 ， 座 上 的 鬼子 就 喝 令 翻译 先 打 了 这 “犯人 ”一 顿 耳光 ， 收 押 上 起 
来 。 过 了 两 三 天 ， 又 过 了 一 堂 ， 审 问 “犯人 ”为 什么 窝藏 “ 共 
菲 y”》， 而 且 又 给 他 们 接济 银钱 ? 主人 有 隧 目 不 知 从 何 说 起 ! 连声 喊 
冤 ， 就 再 饱 打 一 顿 ， 收 押 上 起 来 。 过 两 三 天 又 问 ， 并 且 灌 了 一 次 冷 
水 ， 再 收押 起 来 。 如 此 押 了 审 ， 审 了 打 ， 可 怜 安 分 过 度 的 小 市 
民 ， 平 白地 “ 祸 从 天 降 ”》， 不 过 两 三 个 礼拜 的 时 光 ， 已 经 是 态 丰 
一 息 了 。 

家 人 是 一 直 被 监视 着 。 每 天 总 有 一 二 十 名 警察 探 兵 ， 来 往 不 
断 ， 都 要 由 主人 家 供给 伙食 ， 三 天 一 袋 面 ， 十 天 一 袋 米 ， 种 种 破 
费 ， 自 不 必 论 。 但 他 们 家 主 ， 依 然 是 毫 无 消息 。 

一 个 多 月 过 去 了 ， 最 后 才 得 知道 原来 是 有 一 个 名 叫 王 甚么 轩 
的 ， 出 名 告发 这 家 “窝藏 共产 党 ， 通 敌 有 据 ” ， 并 且 还 有 见证 
人 。 家 人 听 了 原告 人 姓名 ， 心 下 明白 了 。“ 解 铃 还 是 系 铃 人 ”， 
只 好 托 人 哀求 原告 “组 类”。 那 条 件 倒 也 简单 ， 只 要 应 允 了 日 僧 
原来 的 要 求 ， 主 人 不 难 恢复 自由 。 家 人 一 切 全 承认 了 ， 就 再 花 钱 
设法 告知 收押 中 的 家 主 ， 说 : “人 情 是 托 到 了 ， 请 安心 等 待 释 放 
罢 ! ”官司 算是 松下 来 了 。 不 料 在 主人 得 知 一 切 底 划 之后， 把 心 
一 横 ， 白 不 承认 这 胁迫 的 条 件 ， 拒绝 在 狱 中 签订 合同 。 又 经 家 人 
哀 请 再 三 ， 最 后 是 应 允 只 许 分 租 一 部 房屋 给 日 僧 “ 开 庙 ”， 抵 死 
不 肯 售 产 。 据 说 后 来 双方 订 了 包租 十 年 的 契约 ，“ 案 子 ” 果 然 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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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证 据 不 充分 ”恢复 了 自由 。 

这 是 由 半 官 界 传 出 的 经 过 实况 。 北 平 “ 城 如 大 海象 这 类 
“ 狐 埋 儿 ° 扬 ”的 事件 ， 我 们 不 曾 听 说 的 ， 还 不 知道 更 有 多 少 。 

前 人 句 云 “世间 和 何 物 me HENS? Be. RW. ER. 
僧 ， 悍 妇 、 恶 站 、 无 赖 汉 ， 温 荣 、 闷 器 、 水 油灯 。” 倘 、 既 侨 于 
庄 多 厌 物 之 列 ， 可 见得 是 从 来 不 为 人 群 所 豆 的 ， 再 要 不 知 自爱 ， 
那 还 委 得 吗 ? “天 下 乌鸦 一 般 黑 ”， 我 们 想 日 本 民众 对 于 日 本 僧 
Ul, TWYFTE ARR? 但 比较 起 来 ， 日 僧 这 种 蛇蝎 似 的 阴 毒 行 
为 ， 则 中 国 僧 伽 【二 十 七 ] ， 毕 竟 可 恕 得 多 了 。 


31 


八 ”把 暴徒 作 教徒 ， 从 教 营 到 公 笃 


七 七 事变 以 前 ， 敌 人 在 北平 的 文化 侵略 ， 显 然 是 有 些 “ 插 不 
进 手 去 ”。 同 样 ， 和 < 教 方面 ， 敌 人 也 一 向 没有 直接 动员 。 
至 于 私人 之 间 ， 和 鬼 鬼 肉 崇 的 “ 层 谈 ” [二 十 八 ] ， 目 是 不 免 有 
的 。 一 九 三 八 年 以 后 ， 敌 人 认为 这 个 “ 兵 站 基地 ”是 相 当 稳定 
了 ， 就 尽量 向 宗教 方面 作 工 夫 ， 企 图 把 法 西 斯 蒂 的 毒 闭 ， 渗 透 到 
社会 的 各 阶层 去 ， 宗 教 自然 是 最 合用 的 工具 。 于 是 各 种 宗教 团 
体 ， 原 有 组 织 的 ， 更 挫 人 亲 敌 分 子 ， 先 迫 它 改组 ， 再 施行 自 夺 。 
尚未 公开 和 没有 组 织 的 统 由 敌人 嘱 使 走狗 ， 浅 扮 成 教徒 的 模样 
儿 ，、， 挨 次 登场 ， 好 去 拉拢 真实 信徒 ， 来 人 他 们 的 圈套 。 于 是 大 小 
宗教 ， 以 及 大 干 邪魔 外 道 的 “道门 ”， 不 论 那 宗 那 派 ， 一 齐 馈 敌 
ce “SERIA” , Rea, AS. mA Per HERE To 

北平 民众 的 信仰 ， 除 各 种 公开 的 正式 宗教 ， 如 “ 佛 ”“ 道 ” 
“ 耶 》“ 回 》 诸 教 以 外 ， 还 用 干 不 能 公开 ， 或 不 敢 公 开 的 秘密 
“道门 ”。 据 基督 教 公理 会 的 教士 们 ， 在 华北 蔓 、 和 鲁 、 驳 各 地 调 
查 得 来 的 报告 ， 统 计 各 种 “道门 ”， 竟 达 三 百 多 种 。 其 中 千 奇 百 
怪 ， 无 所 不 有 。 但 他 们 往往 是 假借 了 佛教 或 道教 的 掩护 ， 推行 
“ 惑 世 歼 民 ”的 廖 说 ， 多 半死 唐 可 笑 。 北 平 的 道门 ， 却 没有 那么 
多 ， 但 宗旨 和 教条 ， 也 是 五 花 八 门 的 。 有 研究 导 引 、 服 食 、 采 补 
修炼 的 ， 如 “道德 学 社 ”、“ 金 丹 道 ”之 类。 有 开 坛 “ 扶 弯 ? 
[二 十 九 ] ， 招 仙 引 鬼 的 ， 如 “ 司 善 社 ”、“ 同 善 社 ”、“ 红 出 
Fe” ZE ABN HA, MRI. HR “A” , He 
eas “Kt” A, mm “Ste” . “ABR”. “WE”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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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红 枪 会 ””、“ 一 贯 道 ” 等 等 。 这 都 是 信徒 较 多 、 势 力 最 大 的 
4 道门 ”。 | 

自从 北洋 军阀 在 一 九 二 七 至 一 九 三 一 前 后 的 数 年 则 ， 政 滩 
上 的 势力 扫地 以 尽 ， 许 多 宣 襄 充足 的 起 人、 政客， 都 “看 破 红 
侍 ” 变 为 宗教 信徒 了 。 其 余 小 资产 阶级 的 知识 分 子 ， 一 面 由 于 对 
于 资产 阶级 民主 革命 的 失望 ,一面 由 于 日 本 帝国 主义 加 紧 的 压 
迫 ， 因 而 纷纷 跑 到 宗教 里 面 来 “ 逃 禅 》 的 ， 也 实 繁 有 徒 。 从 此 各 
种 宗教 的 大 小 门庭 香火 ， 一 时 都 鼎盛 起 来 。 即 如 新 云 鹏 、 孙 传 方 
等 之 版 依 佛教 ， 南北 显 定名 流 如 戴 季 陶 、 汤 芗 铭 等 之 版 依 西藏 黄 
衣 僧 但 、 国 师 班禅 额 尔 德 尼 ， 吴 佩 乎 、 江 现 宗 等 等 加 入 “ 悟 善 
社 ”， 以 至 于 平津 富商 之 组 织 红 、 白 、 金 、 监 各 色 中 字 会 ; 东北 
达官 巨 绅 之 崇拜 “一 贯 道 ” 的 普 济 禅师 等 ， 都 是 在 这 几 年 里 热 间 
起 来 的 ， 其 间 抱 有 好 奇观 念 ， 兼 有 政治 上 怀柔 蒙 茂 意味， 而 声势 
也 最 浩大 的 ， 是 “ 藏 密 ”【 三 十 ] KS. WR, FFU 
话 也 最 多 的 ， 是 “ 悟 善 社 ”。 而 资产 最 雄厚 ， 组 织 最 严密 的 ， 则 
是 五 台山 “ 普 济 佛教 会 ”。 

“ 司 善 社 ” 一 类 的 “ 蛮 坛 》， 大 体 是 相同 的 ， 香 案 之 后 ， 别 
设 一 桌 ， 由 两 个 “ 活 人 ”对 面 立 ， 各 以 一 手 扶 着 所 谓 “AL” BVA 
条 长 板 ， 板 中 央 垂 直 一 根 象 笔 的 木 棒 ， 对 着 下 面 桌 上 的 大 方 沙 
盘 。 左 边 的 人 叫 “上手 ” (用 右手 握 着 “此 柄 ”的 一 端 )， 石 
边 的 人 叫 “ 下 手 ”【〔 用 左手 平 托 着 “此 ”的 他 一 wu) o FH hE 
后 ， 就 在 那 盘 上 夯 起 字 来 。 案 劳 一 人 ， 专 司 唱 读 、 抄 写 。 盘 上 写 
一 字 ， 他 唱 tet 男 有 一 人 ， 持 一 平板 ， 随 着 给 扫 平 那 划 在 沙 
土 上 的 字迹 。 这 就 是 此 坛 上 的 情形 。 那 根木 棱 ， 也 可 以 为 安 上 真 
的 毛笔 ， aie une aise. “ 精 气 神 ” 之 类 的 斗 方 ， 
给 信徒 捧 回 去 作为 “墨宝 ”镇 宅 ! 

江 朝 宗 吴 佩 孕 等， 天 天 就 玩 这 一 套 ， 奢 头 礼 拜 ， 上 度 和 敬之 极 。 
降 坛 的 仙 、 圣 、 妖 、 鬼 都 有 ， 小 说 中 知名 的 居多 。 长 至 耶稣 、 得 


33 


S (RUA RGAE) 、 孔 子 、 佛 陀 ， 都 可 以 请 来 ， 而 且 一 
律 会 写 中 国字 ， 大 约 可 信 的 理由 就 在 此 ! 神 妙 处 也 在 些 ! 坛 主 则 
是 南宋 时 代 灵 隐 寺 僧 一 道 济 ， 即 小 说 “济公 传 ? 中 的 “ 济 A An 
尚 ”。 江 朝宗 等 都 是 他 的 婉 传 弟子 ， 承 他 赐 了 法 名 ， 并 且 指 导 他 
们 日 常生 活 的 吉 、 凶 、 否 、 泰 、 决 疑 、 诊 病 等 等 。 

济 圣 《他们 这 样 得 称 那 小 说 中 的 济 题 和 疝 ) 有 时 为 社 中 的 开 
销 ， 向 弟子 们 征 幕 巨 款 。 大 徒弟 是 江 绢 宗 ， 应 该 以 身 作 则 ， 所 以 
常 是 极 大 的 一 份 数目 落 在 头 上 。 始 而 是 竭诚 报效 了 ， 总 也 不 免 有 
点 心疼 ! 既而 再 派 到 时 ， 就 大 胆 地 记 求 “核减 ”; 有 时 得 邀 “ 稚 
许 ”， 也 有 有 时常 蒙 “ 申 斥 ”。 有 一 次 竟 是 要 佑 他 的 全 部 “家当 ”， 
他 安 得 不 急 ! ASU LEAVIN, AAR ZI, WB ASE 
A” AB aba RR) eS RAS, ERM BR 
Wak, Wid, BARMAS IM 

自从 这 一 回 之 后 ，“ 司 善 社 ” 破 裂 了 ， 又 分 化 出 一 个 “ 同 善 
社 ”， 收 容 随 着 江 氏 退出 的 信徒 。 不 入， 又 由 吴 佩 子 另 创立 一 个 
所 谓 “ 救 世 新教 ”， 全 吸收 了 两 社 的 重要 分 子 。 从 此 “人 悟 善 社 ” 
一 菇 不 振 ， 也 就 一 直 塌 了 人 台 。 北 平 至 今 人 们 还 引 为 笑柄 。 华 北 沦 
陷 后 ， 凡 一 切 拥护 星 军 、 代 表 “ 民 意 ” 的 通电 之 类 ， 稍 是 由 江 萌 
melts ON. 4EFL SAM, WHE HER, “BR” . Bi 
北平 报纸 常 前 露 名 的 “ 江 老 将 军 ”。 

“ 普 济 佛 教会 ”的 信徒 ， 多 在 关外 三 省 ， 热 河 、 东 蒙 等 处 。 
“法 运 ” 之 隆 ， 潜 势力 之 广 ， 无 与 伦比 。 曾 将 “开山 祖师 ” 普 济 
禅师 在 五 台山 “和 驻 锡 ”【 三 十 一 ] 的 和 寺院， 重新 兴修 ， 里 外 焕然 
一 新 。 但 名 字 虽 是 “佛教 会 ”， 据 闻 大 帆 上 的 塑 象 、 却 是 印度 迎 
比 罗 的 佛陀 乔 达 谋 ， 中 坐 ， 中 国 周末 、 楚 国 苦 县 的 老 旷 ， 在 左 ; 
周末 ， 和 角 国 骆 邑 的 孔 仲 尼 父 ， 年 最 经 ， 在 右 相 陪 。 这 叫 作 佛 道 儒 
“三 教 归 一 ”。 这 个 大 调和 派 极端 唯心 的 办 法 、 确 实 代 表 了 一 部 
分 资产 阶级 文化 水 准 降低 的 思想 体系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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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 会 又 在 北平 西直门 外 买 了 万 寿 寺 的 六 禧 太后 行宫 ， 设 了 一 
处 教养 院 ， 收 容 一 万 多 个 男女 幼 童 〈 都 是 国内 几 次 内 战 ， 无 家 可 
FAN SUL) 施 以 教养 。 每 年 院 中 开支 极 大 。 十 余年 来 ， 一 直 还 维 
持 至 今 。 这 却 是 颇 有 意义 的 社会 事业 。 

不 过 因为 该 会 的 基金 额 数 颐 巨 ，“ 刘 藏 诲 盗 》， 以 致 更 加 引 
i J BRAY SA 

会 中 挤 进 “御用 指定 ”的 人 物 了 。 各 样 挤 进去 的 ， 那 经 过 外 
人 是 不 很 清楚 的 。 总 之 ， 是 势 在 必 进 ， 就 进去 了 。 而 且 还 作 了 副 
会 长 ， 花 样 来 了 。 第 一 步 是 发 动 变更 组 织 ， 第 二 步 是 推倒 主席 ， 
并 撤换 主要 职员 。 但 是 一 切 会 务 具有 历史 关系 的 “ 普 济 佛教 会 ”， 
根深 带 固 ， 不 能 动摇 ， 就 男 改 了 别 的 策动 。 

北平 地 方法 院 忽然 接 到 一 件 控诉 侵 否 会 款 一 百 七 八 十 万 元 的 
状 子 ， 是 “五 台山 普 济 佛教 会 ” 副 主 席 ， 首 告 正 主席 的 。 法 院 受 
理 以 后 ， 就 由 检察 官 派 定 推 事 承 审 。 

开庭 后 ， 会 长 传 到 了 。 疙 是 一 个 六 七 十 岁 的 龙 钟 老 妇 ， 市 病 
出 庭 。 推 事 则 了 一 和 党， 因为 她 是 被 告 侵占 罪 。 在 侦察 期 间 ， 煞 告 
应 由 检 厅 收押 ， 但 承 审 推 事 看 她 年 迈 肥 病 ， 一 经 收押 、 怕 她 会 死 
在 看 守 所 里 ， 特 许 请 求 依 法 承 缴 保证 金 ， 并 取 具 铺 保 ， 准 其 家 
居 ， 随 传 随 到 ， 就 这 样 发 落 了 。 

会 长 回去 一 想 ， 知 道 这 事 大 有 育 景 ， 自 己 势 狐 不 敌 ， 越 想 越 
怕 ， 就 驾 起 来 。 这 一 来 更 糟 。 被 告 屡 传 不 到 ， 原 告 就 状 控 承 审 推 
事 买 放 侵 款 主犯 ! 并 还 指 实 收 贿 购 数目 ， 交 贿 的 地 反 、 必 有 好 几 
个 承 审 推 事 从 来 没有 见 过 的 人 人， 出庭 目 承 是 过 款 的 证 人 人。 于 是 推 
事 一 变 而 为 “阶下囚 ”， 就 痊 代 那个 老 妇 “ 普 济 佛教 会 ” 主 
席 一 一 被 押 进 了 看 守 所 。 

这 个 案件 ， 在 记者 离开 北平 的 时 候 ， 检 察 官 还 在 进行 侦查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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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”北平 市 上 烟 鬼 多 


沦陷 后 的 北平 市 ， 大 街 小 起 的 日 本 鬼 多 ; AREA RNA 
多 ; 躺 在 土 喜 店 里 的 鸦片 烟 鬼 更 多 。 没 有 鸦片 烟 鬼 ， 不 能 养 那么 
多 的 日 本 鬼 ， 不 因为 要 养 日 本 鬼 ， 也 不 会 有 那么 多 的 穷 死 鬼 。 互 
为 因果 ， 疙 成 就 了 北平 市 的 “三 多 ”。 

记得 一 两 年 前 ， 敌 大 藏 大 臣 向 议会 提出 第 几 次 的 追加 扩张 军 
备 预 算 案 ， 请 求 承 认 通 过 的 时 候 ， 声 明 占 领 区 人 民 ， 当 然 有 担负 
军费 的 义务 。 意 思 是 说 ， 以 后 派 遗 军费 ， 可 以 新 渐 省 了 。 这 是 
一 句 “ 不 说 也 罢 ” 的 废话 。 作 侵略 强盗， 那 有 “ 目 备 资 草 ”， 王 
赔本 生意 的 ? 于 是 那 一 二 百 万 “ 诠 惩 暴 文 ”的 大 军 、 一 切 “ 嚼 
用 ”就 都 着 落 在 中 国人 的 头 上 了 。 

是 的 ， 中 国人 是 有 这 义务 供给 各 占领 地 的 兽 兵 ， 号 饱 了 肚 
子 ， 好 来 烧 杀 奸 汉 我 们 的 父兄 姊妹 ! 这 是 他 们 的 权利 ? 法 西 斯 盗 
匪 们 忌 不 知 那 未 来 的 命运 ， 是 一 定 要 受 全 人 类 正义 惩罚 的 ! 弄 巧 
ARATE Pa ERPS SRS, MIRAE TH, MAAN 
WATER fit. (AEA AREA “TRIS IL” » APSE, 
梦想 等 待 那 武力 折 殖 成 功 ， 统 治 秩序 也 稳定 了 了.， 再 从 长 霸占 土 
Hh, TRAP DMD eo 

总 之 ， 在 华 的 寇 军 ， 数 年 以 来 ， 是 早已 经 “就 地 征 钢 ” 不 再 
向 “ 罗 拨 俱 穷 ” 的 大 藏 省 支取 饮 粮 了 。 从 此 寇 军 将 向 中 国 老百姓 
掠夺 钱 物 ， 和 集团 地 在 敌 占 区 抢 据 食 粮 了 。 它 们 的 大 小 寇 着 ， 除 
WERE, WAKA, WELRABWR, DR WB? “fe” 
两 种 兽性 本 能 之 外 ， 更 利用 侵 华 传统 的 成 规 ， 包 庇 和 逼迫 中 日 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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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SAS dre GRFC RAD BH ET EN ER AIRREeA. A. BA. 
吗啡 ， 用 以 削弱 中 国人 的 精神 体力 ， 逼 他 们 自己 灭 种 。 一 面 也 就 
用 这 笔 收 入 ， 补 助 军用 。 这 毒化 政策 在 中 国 推行 三 十 多 年 了 。 日 
本 发 明 的 金 丹 白面 、 从 东北 到 华北 ， 从 帆 东 到 山西 ， 流 毒 地 方 其 
广 ， 现 在 则 更 是 明目张胆 地 公开 售卖 了 。 而 开 灯 供 客 的 土 谊 上 店 
(三 十 二 2 ， 尤 其 随地 都 是 ， 遍 满 了 敌 占 区 的 各 大 城镇 ， 其 至 各 
小 村 庄 。 

事变 前 ， 宋 哲 元 部 驻守 北平 的 时 候 ， 曾 给 “ 烟 民 ”登记 ， 特 
许 吸 用 鸦片 的 数 有 定 ， 那 名 和 目 叫 作 “ 寅 禁 于 征 ”〔 三 十 三 ] ， 昌 
然 时 常 也 在 枪 屁 白面 鬼 ， 但 只 要 你 有 钱 ， 要 抽 其 么 都 可 以 ， 较 方 
(HABA, Bees, DEPP MR”, Anes eS 
SRA “PRA” WMAAZS. 

七 七 以 来 ， 天 翻 地 履 的 局 面 ， 使 得 北平 一 切 情形 都 不 同 了 。 
许多 以 前 在 暗地里 潜伏 着 的 流 岂 地 瘤 、 污 吏 劣 绅 ， 都 被 召集 聘用 
到 敌 完 方面 去 了 。 有 的 乘机 勾结 宪兵 、 浪 人 人、 部队 兵 官 等 ， 大 开 
土 膏 店 ， 和 制造 白面 工厂 。 因 为 获 有 军 方 的 包庇 ， 取 得 日 支 军 宪 
的 联络 ， 日 方 给 与 种 种 优越 的 权益 ， 销 路 既 轧 ， 利 润 又 厚 ， 不 久 
就 都 “ 财 星 照 命 ”， 变 成 了 暴发 的 “新 兴 阶 级 ”。 

之 后 ， 人 们 看 到 开 土 宫 店 最 发 利 市 ， 就 相 率 出 资 ， 并 设法 找 
寻 门 路 ， 这 里 边 为 了 各 种 关系 ， 成 功 的 固然 有 的 是 ， 而 店 未 开 
成 ， 受 骗 倒 霉 以 致 倾 家 败 产 的 ， 也 颇 不 少 。 有 人 调查 全 北平 市 土 
宵 店 的 数目 、 截 至 一 九 四 二 年 一 月 底止 ， 共 是 三 干 家 。 根 据 敌 寇 
在 华北 的 情势 推测 ， 恐 怕 几 个 月 来 ， 土 育 店 的 数 且 ， 只 有 增多 ， 
不 会 减少 。 即 以 平西 海 匈 那样 小 小 的 市 镇 ， 居 然 还 有 一 家 吸烟 
室 ， 他 处 可 想 。 合 计 如 果 每 家 平均 按 月 报效 日 本 军人 (包括 军 
部 、 宪 兵 队 、 特 务 机 关 等 ) 一 干 五 百 元 的 话 ， 那 么 每 月 就 是 四 百 
五 十 万 元 ， 也 是 一 笔 相 当 大 的 补偿 费 呢 。 

至 于 城中 制造 白面 的 工厂 ， 倒 不 如 “白面 房子 ”【〔 三 十 四 ]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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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 。 工 厂 隐 和 在 健 远 的 城 外 ， 如 靠近 通州 、 汤 山 以 及 平西 门头沟 、 
长 辛 店 、 丰 人 台 等 地 附近 。 城 内 小 规模 的 ， 也 颇 有 几 处 。 即 如 一 九 
四 二 年 八 月 初 打 磨 厂 的 大 爆炸 案 ， 就 是 白面 厂 失事 了， 炸 死 数 
人 ， 附 近 人 家 的 玻璃 窗 多 被 震 破 。 听 说 事后 政 人 “掩耳盗铃 ”， 
把 其 余 的 厂子 ， 都 驱逐 到 城 外 去 了 。 

贩 制 毒品 那 几乎 是 朝鲜 人 和 我 国 合 湾 人 的 专业 。 这 自然 必须 
在 敌人 的 操纵 指使 之 下 ， 才 能 做 的 。 可 是 关于 这 类 营业， 敌人 
自己 出 面 的 很 少 ， 这 有 两 种 用 意 ， 朝 鲜 人 贩毒 害 中 国人 ，“ 罪 有 
所 归 ”， 使 这 责任 不 在 日 本 。 中 国人 也 只 恨 朝 鲜 人 ， 借 以 增 深 两 
民族 间 的 优 隙 。 此 其 一 。 再 则 更 为 表示 “帝国 人 ”都 是 有 正当 职 
业 的 ， 不 居于 这 下 流 色 当 ， 好 维持 大 国民 的 尊严 身分 ， 保 全 帝国 
在 殖民 地 的 治国 体 统 。 其 实 、 政 寇 这 第 二 种 用 意 ， 更 十 足 表 现 了 
倭 人 最 显著 的 矛盾 心理 。 

土 喜 店 亦 如 其 他 的 侵略 营业 一 样 ， 是 “中 日 合作 ”的 新 兴 
事 ， 所 以 十 分 阔 绰 。 柜 房 , 烟 室 、. 厨房 ， 应 有 尽 有 ， 都 干净 宽敞 。 
好 多 是 租用 临街 的 楼 房 ， 烟 室 便 都 设 在 楼 上。 香 茶 、 纸 烟 、 鲜 
果 、 上 点心， 一 呼 即 至 ， 都 十 分 方便 ， 并 且 可 替 “ 烟 民 ” 外 叫 酒 
饭 。 各 个 “ 烟 民 ” 横 七 紧 八 悠然 地 躺 在 那里 “ 吞 云 吐 雾 》， 更 十 
分 写意 ， 直 不 知人 间 何 世 ， 此 身 何 属 ! 使 我 们 一 直 回 到 六 七 十 年 
前 ， 正 阳 门 西施 家 胡同 王 皮 胡同 等 地 大 烟 馆 时 代 了 。 

”一 九 四 @ 〇 年 ， 太 平 洋 战争 发 动 的 前 夜 ， 政 寇 继续 制造 市 民 的 
反 英 运动 ， 开 大 会 ， 散 传单 、 贴 标语 、 刊 印 赣 画 ， 无 非 是 窒 辱 和 谤 
毁 英 国人 的 。 那 也 就 在 英国 答应 日 本 “检查 津 沪 租界 ， 对 华 封锁 
RAPER” RAW IRE) 这 运动 作 的 很 热 阅 , 力 至 通衢 的 墙壁 上 ， 
都 画 了 字母 至 和 斜 而 语意 不 通 的 英文 DOWNBRITISH。 中 国学 
过 一 点 英文 的 中 学 生 ， 都 不 会 弄 出 这 样 笔 话 来 ， 而 欧 廖 的 日 本 次 
菲 们 ,向 来 是 郝 视 异 民族 语言 ,以 为 只 要 用 来 如 人 《〈 见 樊 思 伯 著 ; 
《神明 子孙 在 中 国 > 。) 是 不 管 文法 通 不 通 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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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语 中 最 有 超 的 ， 是 “反对 英 人 鸦片 战争 以 来 订立 的 条 约 ” 
“ 勿 忘 英 人 毒化 政策 ”等 语 。 由 警察 发 给 商店 ， 通 令 贴 在 窗户 内 
外 。 土 谊 店 既 是 商店 ， 当 然 也 就 贴 满 了 烟 室 的 一 墙 。 

妙 啊 ! 再 没有 这 样 滑稽 的 事 了 ! RRM, “RRA 
化 政策 ”、 贴 了 给 谁 瞧 呢 ? 土 谊 店 的 老板 ， 只 知 赚钱 ! “TAR” 
只 顾 过 首 ， 他 们 是 连 看 也 不 看 的 。 如 果 预 备 贴 给 他 们 看 的 话 ， 那 
应 该 再 添 一 句 ， 是 “欢迎 日 人 毒化 政策 ! ”为 给 全 体 市 民 看 吗 ? 
则 民众 仇 英 的 心理 ， 实 在 远 不 如 仇 日 情绪 的 白热化 ， 那 是 再 也 转 
移 不 来 的 。 民 众 谁 不 以 为 这 些 标语 ， 只 是 一 般 汉 奸 写 给 日 本 鬼子 
的 军阀 解 嘲 的 罢了 。 当 初 售 卖 狗 片 给 中 国 的 祸首 目 然 是 英国 
人 。 然 而 现在 强迫 中 国人 种 鸦片 ， 诱 惑 中 国人 吸 鸦 片 ， 并 且 借 此 
减弱 中 华 民 族 的 生命 活力 ， 以 送 侵 略 阴 谋 野 心 的 ， 却 不 是 英国 
人 ， 而 是 日 本 人 ! 英国 人 和 日 本 人 祸害 中 国 的 程度 ， 半 斤 八 两 ， 
大 家 一 般 轻 重 ! 纵然 英国 该 反对 ， 你 日 本 小 鬼 有 何 张口 的 资格 ? 
那么 ， 这 标语 到 底 给 谁 看 的 呢 ? 

这 问题 ， 旁 人 无 从 索 解 的 ， 只 有 口是心非 的 日 本 浪人 和 军人 
明日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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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E enn ETE, RR ie, (Kee OA RE 
斯 盗匪 们 对 华 的 毒化 政策 ， 日 本 居留 民 则 绝对 禁止 吸 用 。 贩 制 毒 
mm， 古 有 计划 有 组 织 的 工作 ， 事 变 前 是 由 关东 军 协同 华北 驻 华 外 
交 官 更“ 走私 ” 偷 运 ， 由 平津 分 发 各 壕 ， 华北 被 占领 后 ， 是 直接 
从 华北 派 遗 军 作 为 军用 品 ， 顺 铁道 上 长 驱 直 进 ， 不 必 再 遮 遮掩 掩 
Ss 运 到 这 个 “ 兵 站 基地 ”， 目 有 日 韩 浪 人 从 军人 手 上 批 征 下 来 
专卖 。 他 们 一 面 为 保障 权益 ， 和 醉 断 销 路 ， 一 面 也 为 掩 闭 中 国 
“官民 ”的 耳目 ， 严 格 限 制 私 人 售卖 ， 而 且 承 认 以 前 北平 公安 局 
时 代 ， 贩 制 毒 品 的 “ 韦 警 罚 法 ”依然 有 效 。 换 言 之 ，“ 只 许 州 官 
放火 ， 不 准 百 姓 点 灯 ”， 私 运 私 销 ， 都 算 犯 法 的 勾当 。 

“大 利 所 在 、 人 和 争 趋 之 ”， 法 令 越 严 密 ， 避 免 “法 律 视线 ” 
的 方法 越 狐 独 。 更 何况 “ 作 奸 犯 科 ”， 原 是 日 本 鬼子 一 般 的 天 性 
DE! 一 件 空 前 的 惨案 ， 就 从 这 里 发 生 了 。 

北平 内 城 一 个 中 产 以 下 的 人 家 ， 住 在 交通 不 算 方便 的 个 幸 
里 。 一 家 四 口 ， 丈 夫 是 机 关中 “以 官 为 业 ” 的 小 职员 ， 每 日 按时 
“上 上班” 办公， 妻子 和 长 女 幼子 留 在 家 里 。 

IX MEAS» 要 曲折 地 走出 去 ， 才 是 大 胡同 ， 再 走 老 远 ， 才 是 
正 街 。 阁 内 也 不 过 五 六 户 人 家 ， 有 中 国人 ， 有 日 本 人 ， 谁 也 不 清 
楚 谁 是 作 其 么 的 ， 彼 此 倒 也 相安 无 事 。 这 家 的 父亲 “上 班 ” 后 ， 
母亲 要 忙 一 家 的 号 、 穿 、 洗 、 作 ， 于 是 十 一 二 岁 的 姊 姊 ， 领 着 四 
五 多 的 小 弟弟 ， 就 在 家 门 的 里 外 ， 替 母亲 看 哄 小 孩子 , 除 有 风雨 ， 
每 天 差不多 都 是 如 此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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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急 急 跑 出 ， 各 处 寻找 ， 哪 里 还 有 小 孩 的 踪影 ? 经 同 中 国 邻 居 ， 
追 到 胡同 外 边 最 远 的 街 上 ， 和 铺 户 行人 询问 ， 俱 答 未 见 。 母 亲 是 
无 法 可 施 ， 只 有 鸣 鸣 地 器 了 。 人 父亲 “ 散 值 ? 回来 ， 得 知 经 过 ， 除 
了 悲 协 ， 也 是 一 筹 莫 展 。 这 个 孩子 ， 认 为 就 算是 给 “TEE” WT 
去 了 。 

当晚 ， 经 过 亲友 许多 劝 胃 和 建议 ， 决 定 先 向 警察 区 署 和 熟 习 
拐 匪 情形 的 “侦缉 队 ”， 呈 报 走失 ， 请 求 代为 查找 ， 明 知 无 望 ， 
姑且 宽慰 宽 奈 父母 的 心 。 同 时 ， 据 “ 侦 缉 队 ”告知 他 们 的 经 
验 ， 以 为 这 类 “提花 匪 >” 在 得 手 的 一 两 天 后 ， 总 要 运 出 北平 的 。 
所 以 最 好 多 派 认识 小 孩 的 亲友 ， 守 在 车 站 ， 备 不 住 也 许 “ 堵 上 ”。 
好 在 北平 的 铁路 除 平 绥 线 男 在 西直门 站 售票 ， 其 余 各 路 ， 都 是 从 
正 阳 门 站 上 车 。 因 此 ， 夫 妇 俩 和 几 个 热心 的 亲友 ， 从 次 日 起 ， 就 
替换 着 到 两 处 车 站 去 侦察 。 三 日 过 去 了 ， 全 无 影响 ， 夫 妻 已 是 绝 
望 ， 而 且 丈 夫 的 假期 已 满 ， 第 四 天 须要 销假 “上 班 ”， 不 拟 再 去 
车 站 守候 了 。 但 是 不 肯 死 心 的 母亲 ， 定 楼 求 再 去 看 守 一 天 ， 希 图 
在 潜 范 不 可 见 的 指望 里 ， 尚 能 重 抱 回 失去 的 爱 儿 。 克 夫 抛 她 不 
过 ， 就 从 绝 早 再 陪 她 先 到 东 车 站 去 望 望 。 他 们 看 到 来 来 往往 的 人 
们 ， 只 要 是 抱 着 或 提携 着 小 孙子 的 ， 都 挨个 仔细 看 过 ， 但 哪 一 个 
抱 着 的 提携 着 的 也 不 是 他 们 的 小 孩儿 1 

开 往 石家庄 的 某 次 客车 ， 宣 告 就 要 开 出 了 。 人 从 中 一 个 日 本 
妇 人 ， 背 上 驮 了 她 的 孩子 ， 外 面 照例 包 了 日 本 人 音 孩 子 时 帝 穿 用 
的 带 袖 “ 友 只 ”， 一 颠 一 踊 地 从 站 外 蹄 着 两 服 跑 进 站 人 台 。 和 孩子 是 
PE EAS eS AEE A aS. PU AK NI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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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妇 初 进 站 台 ， 这 一 对 失 儿 的 父母 ， 看 那 女 人 有 些 眼熟 ， 好 
象 是 住 在 自己 隔壁 不 远 的 那个 日 本 邻居 。 夫 妻 同 时 都 在 发 怖 的 刹 
那 间 ， 那 日 妇 恰 已 走 到 面前 。 忽 然 丈 夫 疯 狂 了 似 地 一 把 将 那 日 妇 
扯 住 。 日 妇 惊 慌 挣 脱 ， 并 且 大 声 喊叫 。 正 在 站 上 警卫 的 日 本 宪兵 
和 中 国 路 警 ， 登 时 都 跑 过 来 。 日 妇 吐 哩 咕噜 说 了 几 句 ， 那 意思 大 
概 是 说 这 个 男子 打算 劫 她 的 皮包 ， 宪 兵 不 容 分 说 ， 将 男 的 一 路 
“ 拳 打脚 蝎 ”， 那 日 妇 乘 空 就 又 向 列车 跑 去 。 女 的 见 丈 夫 被 打 ， 
也 就 追 了 日 妇 不 放 。 车 开 出 了 ， 日 妇 更 加 躁 怒 ， 互 相 扭 作 一 团 。 
这 时 男 的 脸 、 鼻 、 牙 齿 ， 早 被 宪兵 打破 ， 血 水 淋漓 ， 他 略 缓 了 组 
气 ， 才 说 出 那 日 妇 背 上 的 是 自己 失去 的 孩子 。 日 妇 又 对 宪兵 似乎 
是 争辩 孩 子 是 自己 的 ， 这 “支那 人 ” 无理取闹 ， 对 “帝国 人 ” 意 
存 侮 奎 ， 并 且 误 了 自己 旅行 的 时 间 ， 请 无 治 他 轩 ! 嘻 哩 咕噜 又 讲 
了 一 大 套 。 宪 兵 就 又 是 一 顿 耳光 ， 打 向 男 的 满 是 鲜血 的 脸 ! 悲愤 
填 麻 的 妻子 ， 一 步 抢 向 宪兵 的 面前 ， 身 诉 着 说 “你们 先 不 要 打 我 
的 男人 ! 是 我 们 的 孩子 ， 他 一 定 认识 我 们 ， 会 叫 我 们 的 。 若 是 日 
本 孩子 ， 能 会 说 中 国 话 么 ? ”一 句 话 提醒 了 旁 立 的 路 警 ， 将 要 促 
手 去 抱 下 小 孩子 ， 不 想 日 妇 极 力 拒绝 。 那 小 孩 更 奇怪 ， 被 吵闹 了 
这 长 时 候 ， 他 还 是 沉睡 不 醒 ， 头 也 一 直 无 力 地 低 垂 着 。 

“ 迁 只 ” 强 被 解 开 了 。 大 家 再 细 看 时 ， 原 来 是 一 个 冷冰冰 的 
死 孩 子 ! 赤 着 上 下 身 ， 手 足 同 被 绑 在 日 妇 胸 前 。 尸 体 被 解 下 来 
后 ， 再 看 儿 尸 胸 腹 之 间 ， 有 一 道 通 下 去 用 麻 线 乡 合 的 裂口 。 经 检 
查 后 ， 才 道 胸腔 此 腹 已 被 掏 空 ， 里 面 满 十 着 用 油纸 衷 扎 的 毒品 白 
面 ， 大 约 足 有 十 好 几 斤 。 

这 类 新 闻 ， 报 纸 自 然 是 禁 登 的 ， 却 阻 不 住 “ 口 碑 载 道 ”， 这 
故事 不 久 就 传记 了 全 城 。 市 民 对 于 敌 赎 这 类 凶残 非 人 的 兽性 ， 不 
只 人 人 “发 指 ” ， 并 且 大 家 益 发 凉 章 自 危 ， 以 为 和 这 样 敌 寇 作 邻 
居 ， 是 多 么 驴 怖 的 事 ! “这 类 行为 ， 不 是 很 可 能 地 会 沙 在 你 我 子 
女 的 身上 么 1 ”北平 市 民 没有 人 不 这 么 想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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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是 在 一 九 四 〇 年 十 一 月 里 发 生 的 事 。 原 来 那 时 在 东京 老 集 
AUPE PEST EEA, AEE CEI A PARE, WE AHEAD 
“OWE” » CESbo HS GLE, BA SUL 4S AEA 
浴 一 处 ”。 那 边 是 感到 占领 后 的 收获 不 算 甚 在， 觉得 待遇 华北 占 
领 区 的 民众 (其 实 是 一 般 俘虏 ) 太 过 宽容 ， 而 不 知 这 边 屡次 换 来 
的 敌 酋 ， 早 向 民众 下 过 几 回 狠 手 了 ! 只 不 过 从 这 里 榨取 的 血肉 和 
脂 膏 ， 强 半 装 人 了 私囊 ， 没 有 “ 涓 滴 归 公 ” 罢 了 。 因 此 ， 法 西 斯 
匪帮 的 “中 桃 ”， 就 派遣 两 个 亲信 死 觉 ， 来 调查 实地 人 情形。 这 简 
直 是 “少壮 派 ” 对 于 驻 在 华北 属于 “ 统 监 派 ” 的 最 高 指挥 官 太 不 
客气 ， 居 然 表 示 有 火 并 之 意 了 ! 

两 个 “ 少 不 更 事 ” 的 少尉 ， 到 平 不 几 天 ， 说 是 调整 部 队 ， 这 
里 也 看 ， 那 里 也 辣 。“ 初 出 路 的 犊 子 不 怕 虎 ”， 那 态度 是 既 话 密 
又 骄 塞 ， 渐 使 所 谓 “ 最 高 指挥 官 2 的 敌 酋 ， 感 到 不 安 ! RREK 
待 这 两 位 少 导 “ 钦 过 ”。 席 间 敢 酋 肌 勤 声 述 华北 各 种 困难 情形 ， 
和 个 人 调度 的 将 心 。 谁 知 这 两 个 不 知 次 浅 的 “和 雏 儿 ” 终 席 默 坐 ， 
对 于 主人 说 的 话 ， 不 赞 一 词 。 这 时 主客 席 上 的 低 气 压 ， 越 使 主人 
觉得 不 安 ! BMW aA RA TIE “RAZR” © 
更 没 想 到 这 两 个 死神 临头 的 东西 就 “放言 无 忌 ” 地 指出 哪些 事件 
若 在 东京 立场 ， 一 定 以 为 不 然 ; 哪些 哪些 地 方 ， 关 就 东京 看 法 ， 
HAMA, WES, Hines. Mer, BAR 
不 安 ! 散 席 后 ， 即 在 翌日 〈 即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) 的 午前 十 一 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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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， 两 个 少尉 进行 某 项 调查 的 归途 ， 在 地 安 门 外 东 皇 城 根 地 方 ， 
突 遭 狙击 ， 被 人 用 枪 射 下 马 来 。 一 个 登 时 “了 帐 ”， 那 一 个 事后 
被 抬 到 医院 ， 据 说 也 因 伤 重 比 命 。 

两 小 时 后 ， 军 司令 部 的 鬼子 先 到 了 。 传 了 值 岗 警 察 审 询 经 过 
口供 ， 因 为 回答 的 不 满意 ， 登 时 就 用 枪 打 死 了 ! 又 将 巡 长 间 了 一 
可 理喻 。 随 着 便 是 日 本 宪兵 、 日 本 警察 ， 一 齐 都 到 了 。 地 安 门 外 
一 带 遮 断 ， 检 查 行人 。 在 离 後 事 地 点 最 近 的 一 家 煤 铺 ， 捉 来 了 老 
铺 长 和 少 东 家 取 了 口供 。 其 余 临 近 的 几 条 埠 里 的 居民 ， 都 不 许 出 
人 挨家 搜索 ， 并 由 城防 司令 下 令 关闭 北平 各 城 门 ， 大 索 刺 客 。 地 
安 门 外 各 埠 里 ， 被 禁闭 了 五 六 天 ， 才 得 解严 。 可 是 行人 从 那里 经 
过 ， 还 得 要 严格 检查 ， 共 有 两 星期 之 久 。 

煤 铺 铺 长 和 少 东 ， 被 还 到 军 司令 部 的 军法 系 里 ， 根 据 他 在 警 
察 派出 所 的 口供 ， 是 听 到 两 三 话 枪 响 以 后 ， 探 身 到 铺 外 查看 ， 除 
见 有 两 个 日 本 兵 提 着 大 枪 向 东 走 去 之 外 ， 并 没有 再 见 一 个 过 路 的 
行人 。 后 来 才 知 道 是 打 死 了 两 个 军官 。 军 法 系 认为 一 定 是 中 国人 
打 枪 的 ， 他 们 隐瞒 实 情 ，“ 大 大 的 心 坏 了 ! ” 竟 将 这 铺 长 父子 两 
个 生生 拷打 死 了 ! 派出 所 的 巡 长 和 另 一 个 警察 ， 因 为 说 不 出 所 以 
然 来 ， 也 被 打 得 皮 开 肉 绽 ， 死 去 活 来 。 

几 个 星期 不 开 城 门 ， 商 民 是 无 法 营业 ， 一 般 旅客 出 外 ， 是 要 
SUERTE, FEAHRA ADEE, SX ASHRABMRA 
事件 太 严重 了 ， 自 告 奋勇 ， 请 提 全 案 去 细 细 研 询 ， 以 期 早日 “水 
落石 出 ”， 好 恢复 各 城 交通 的 原状 。 不 想 军 部 余 怒 未 息 ， 以 为 此 
风 万 不 可 长 ， 不 能 不 让 大 家 吃 点 苦头 ， 免 得 再 有 同样 不 幸 事件 发 
生 ， 其 实 北平 全 市 市 民心 里 明白 ， 这 是 故意 做 作 , “KR”. 
第 一 ， 北 平 没有 发 生 过 这 类 事件 ， 对 于 得 在 北平 的 若干 敌 宕 重要 
军官 从 来 没有 一 个 遇刺 ， 单 是 这 到 平 不 几 日 的 两 个 陌生 人 被 刺 ， 
太 离 奇 。 第 二 ， 证 人 中 的 煤 铺 铺 长 父子 ， 和 值 岗 警察 ， 已 有 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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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 ， 竟 无 率 遇 害 ， 明 明 是 杀 以 灭口 ， 这 办 法 又 太 笨 。 第 三 ， 故 意 
扩大 事态 ， 显 然 是 借 此 对 东京 印 脱 责任 。 第 四 ， 扬 言 捉 到 刺客 ， 
是 “支那 人 ”并 且 在 交通 最 冲 要 的 天 安 门 前 冰河 中 去 打捞 手枪 ， 
也 是 一 无 所 得 ， 这 都 是 众 目 昭 彰 的 地 方 ， 为 的 是 造成 “罪人 斯 
得 ”的 空气 ， 以 掩饰 谋杀 的 阴谋 。 第 五 ， 再 向 商 民 预 留 勒 索 开 城 
费 的 余地 。 总 之 是 轧 崔 凶狠， 莞 雇 可 笑 。 花 样 还 没有 变 完 ， 市 民 
早 都 看 穿 内 幕 了 。 

然而 北平 城 门 就 这 样 关 了 两 个 多 月 。 行 人 出 人 检查 ,并 须 向 守 
门 宪兵 鞠躬 致敬， 又 须 在 门 前 册子 上 留 了 姓名 ， 按 撩 指纹 ， 方 许 
出 人 。 作 的 百 端 严重 ， 这 更 是 作为 在 北平 试行 办 理 居 住 证 的 张 
本 。 

看 看 就 快 到 旧历 年 关 了 ， 城 门 的 交通 ， 恢 复 无 期 。 商 民 盼 到 
年 底 ， 满 想 市 面 风光 ， 可 以 多 作 一些 营 业 。 这 一 来 ， 商 品 出 人 和 
旅客 的 往来 ， 都 受 了 限制 。 并 且 海 关上 百货 停滞 ， 商 民 的 损失 ， 
在 两 个 月 内 ， 何 止 百 十 万 ? 年 关 一 放 过 去 ， 还 不 知道 又 有 多 少 损 
失 ? 最 后 ， 只 得 由 商会 出 面 请 求 ， 暗 中 用 钱 疏 通 ， 终 于 以 “ 体 娄 
商 艰 ”为 理由 ， 开 城 了 。 开 城 费 ， 据 说 是 由 总 商会 和 银行 公会 合 
出 的 联 券 一 百 万 元 。 果 然 不 出 市 民 的 预料 ! 

自然 ， 在 北平 市 有 的 是 爱国 志士 ， 刺 杀 一 两 个 敌 宕 ， 还 不 是 
和 宰 一 两 头 猪 狗 一 样 容易 ! 但 是 我 们 的 志士 以 为 “和 狐 狼 当道 ， 安 
问 狐狸 ”, 那 效率 太 小 了 ， 何 苦 白 白地 给 全 体 市 民 惹 麻烦 ! 有 的 是 
更 有 意义 的 工作 。 他 们 注意 钢 奸 ， 无 时 不 在 警告 汉奸 :， “留神 你 
们 的 狗 命 ! ”和 弄 得 大 小 汉奸 都 不 敢 和 敌 寇 有 真心 诚意 的 合作 ， 只 
是 “ 虚 与 委 蛇 ”， 投 机 自 肥 罢了 。 过 去 如 王 克 敏 、 方 宗 鳌 、 邹 和 泉 
苏 、 吴 菊 阁 等， 大 大 小 小 的 汉奸 遇刺 案 ， 虽 没有 大 的 成 功 ， 也 算 
吓 破 了 狗 胆 ! URE “SRE” 为 警戒 他 们 的 。 在 北平 成 千 成 
万 的 敌人 ， 其 中 任何 一 个 倭 骞 ， 爱 国志 士 不 曾 伤 过 他 们 一 根 毫 
毛 。 因 为 知道 果真 遇 着 这 类 事件 ， 敌 寇 一 定 会 仿效 他 们 法 西 斯 帮 

45 


菲 的 “老大 ”希特勒 在 法 国 的 办 法 ， 拿 五 十 个 中 国人 抵 贷 一 个 倭 
奴 ， 那 样 的 交易 ， 太 不 合算 ; 他 们 不 干 那 不 合 算 的 傻 事 。 

因而 这 一 次 的 恐怖 事件 ， 任 是 敌 寇 怎样 制造 空气 ， 却 没有 一 
个 市 民 相信 和 是 爱国 志士 所 为 。 所 以 对 于 上 自 关 城 以 来 受到 的 损失 ， 
只 有 痛恨 和 诅咒 日 本 鬼子， 并 且 相 互 在 背后 揭穿 这 一 幕 关 城 丑 剧 
的 真象 ， 就 是 我 们 上 面 所 记 的 那 段 事实 。 


46 


十 二 ”中 将 的 架子 


“土肥 原 贤 二 ”， 这 就 是 那个 全 华 妇 巴 省 知 的 恶棍 。 他 预谋 
侵略 东北 四 省 ， 他 领导 便衣 队 祸 乱 天 津 ， 他 指挥 浪人 贩运 毒品 毒 
害 华北 民众 ， 他 是 毁损 中 日 两 民族 感情 、 制 造 两 民族 “it eS 
仇 ” 的 主 凶 之 一 。 然 而 他 不 过 是 法 西 斯 蒂 组 织 里 的 一 名 小 屠 。 华 
北 事 变 后 的 第 二 个 年 头 ， 他 领 了 一 . 旅 团 的 精锐 部 队 ， 在 郑州 以 西 
的 黄河 岸 边 ， 打 了 一 次 大 败 优 ， 几 乎 全 军 覆 没 ， 从 此 他 就 销 声 匿 
迹 窜 回 老人 巢 去 了 。 后 来 才 知道 他 虽 是 败 军 之 将 ， 却 反而 是 身 名 俱 
泰 ， 已 由 少将 荣 升 中 将 ， 渐 渐 有 他 上 高 校 了 ! 一 九 三 九 那 一 年 ， 当 
时 华北 王 克敏 的 伪 政 权 还 没有 下 人 台 ， 鬼 子 的 内 部 ， 磨 擦 相当 尖 
锐 。 诸 如 政治 方面 ， 华 中 华北 两 下 里 的 不 能 合流 ， 军事 方面 : 南 
北 攻 守 的 七 起 八 落 ;显露 种 种 矛盾 。 在 东京 是 决定 支持 汉奸 汪 精 
卫 的 南京 政权 ， 将 他 升格 为 中 央 政 府 ， 好 由 他 出 面 签订 中 华 民 族 
的 卖身 契 ， 而 华北 的 武人 ， 是 绝对 要 维持 特殊 化 的 局 面 。 当 时 在 
华北 的 敌 害 ， 本 曾 有 过 这 样 的 评价 ， 说 “ 王 克敏 能 干 而 不 听话 ， 
梁 鸿 志 听 话 但 不 能 干 ， 汪 精 卫 是 既 不 能 干 ， 又 不 听话 ! ”凭借 了 
这 样 的 观念 ， 总 延宕 着 使 “合流 ”的 方案 不 能 及 时 施行 。 又 加 征 
时 入 华 派 遗 军 各 路 军事 的 改 攻 为 守 ， 土 气 十 分 闫 靡 ， 为 挽回 这 毫 
无 进展 、 日 近 衰竭 的 局 势 ， 也 需 通盘 筹 算 。 为 此 ， 东 京 方面 才 
不 断 派 遗 使 者 来 华 视察 ， 借 得 联络 指导 。 那 个 和 华北 久违 了 的 土 
肥 原 中 将 ， 便 座 了 这 个 任务 飞 出 东京 、 已 经 取道 华中 ， 就 要 飞 到 
华北 来 了 。“ 此 狂 ” 并 拟 在 华北 的 北平 小 住 ， 再 飞 往 河 南山 
西 、 绥 远 等 地 视察 ， 最 后 飞 返 东京 。 这 个 消息 传 来 ， 北 平 军 政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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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例 预备 接待 贵宾 ， 热 闹 一 番 。 

不 一 日 ， 果 然 军 部 有 电话 通知 政委 会 ， 明 日 午前 七 时 ， 土 肥 
原 中 将 预定 乘 军用 飞机 在 西 郊 飞 机 场 “ 到 着 ”。 全 体委 员 ， 届 时 
应 当前 往 欢 迎 。 于 是 中 国 汉 奸 方 面 、 文 官 王 克敏 为 首 ， 武 官 齐 党 
元 为 首 ， 在 清晨 的 六 点 钟 就 预先 到 机 场 “ 鹊 候 ” 了 。 

七 点 既 到 ， 大 家 由 机 场 的 “ 待 合 所 ”出 来 ， 排 班 立 在 场 前 ， 
举 头 望 着 东南 方 的 长 空 。 长 空 堪 称 得 起 是 用 天 深远 ,万 里 无 云 , 好 
一 片 记 蓝天 色 ! 大 家 促 直 有 贷 子 有 呆 呆 地 望 着 天 色 。 半 小 时 过 去 了 ， 
一 小 时 又 过 去 了 ， 婚 而 八 点 半 ， 就 快 到 九 点 了 。 那 东南 方 依然 是 
脾 空 万 里 ， 别 说 机 影 ， 连 一 只 苍蝇 也 没有 飞 下 玉 ! 大 家 都 是 绝 早 
起 床 ， 到 此 时 又 饿 又 累 。 武 官 为 首 的 齐 炎 元， 大 为 不 耐 ， 就 预备 
SEMA, ERMA SHKE, Hai, “=F 三 
3! ISR! 再 等 一 等 ! ? MSRSHR, RTA, FB 
大 怒 ， 掉 头 欲 去 ， 王 克敏 又 把 他 强 按 下 。 一 面 着 人 借用 机 场 电 话 
去 请 示 军 部 : “莫非 中 将 没 能 按期 起 身 吧 ? ” 军 部 回电 说 昨天 
PVA PRA LRATERR, BETH. “BB ” 
KRAS4A, RMA-AABMBMA, VRMAs 彼此 觉得 万 
SREB, BRARGHR ER. FERRAS, BRER 
敏 咳 声 吧 气 ， 齐 变 元 是 直 咏 了 一 道 儿 1 

KES ILS, HR “EL”. SFHREHAR, ZA 
分 不 出 时 间 来 ， 就 托 军 部 去 请 示 时 间 ， 中 将 亲自 规定 在 星期 几 的 
Feta. KREAUBRS, PKASAREBMs, —WE 
it, PEMA RRHKCe. SHPRBRKARKWE, HH 
一 律 出 席 ， 并 请 敌 寇 军 部 的 许多 要 人 作 陪 。 

堂 中 “ 肆 繁 设 席 ”， 灯 火 辉 煌 得 如 同 白 屋 一 样 。 许 多 伪 官 儿 
一 个 个 衣冠 齐 楚 ， 鱼 鱼 雅 雅 地 伺候 在 那里 ， 单 等 吐 宾 一 到 ， 就 依 
次 人 席 。 虽 是 应 酬 场面 ， 倒 也 隆重 堂皇 ， 足 表 中 日 亲善 的 诚意 。 

主人 和 重要 陪客 早 到 齐 了 。 七 点 半 过 去 ， 又 和 前 日 机 场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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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 ， 不 见 贵宾 驾临 。 直 到 八 点 半 ， 等 通电 话 催 请 时 ， 中 将 的 行 辕 
回电 说 : “中 将 在 六 扣 多 钟 ， 已 往 飞 机 场 ， 此 时 大 约 已 在 飞 往 开 
封 中 途 的 上 空 ”。“ 罢 吓 ! ”又 是 一 场 无 趣 ! 大 家 胡乱 吃 了 一 
回 ， 役 此 拱手 而 散 。 

BARAANARRER, MEDIA Maa NR, JL 
天 工夫 ， 真 够 个 局 面 了 ! 好 大 的 架子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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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三 ”北平 游民 阶级 


北平 的 流 谍 无 产 阶 级 ， 本 来 是 各 有 系 属 的 ， 诸如“ 金 ” 
“ 批 ”“ 彩 ”“ 挂 ”等 门 的 “ 老 合 ”， 他 们 师弟 相传 ， 一 向 维持 
着 宗派 的 关系 。 与 大 江南 北 各 码头 的 “ 青 红 帮 ”， 原 没有 任何 的 
济源 。 

往年 ， 自 从 袁 寒 去 氏 〈 克 文 、 豆 世 凯 第 二 子 ) 从 上 海 回 到 北 
方 来 “传道 ”以 后 ， 华 北 各 大 都 会 的 城市 里 ， 才 有 了 所 谓 “ 安 清 
道 ” ， 半 公开 地 摆 起 香 堂 来 。 在 这 前 后 ， 济 南 、 天 津 、 北 平等 地 ， 
虽 和 囊 氏 并 不 是 同一 系统 ， 但 都 渐渐 大 行 其 道 ， 认 “老头 子 ”以 
便 “ 找 硫 饭 吃 ”， 或 是 为 责 缘 利禄 交通 声 气 的 人 ， 渐 渐 多 了 。 林 
来 原 是 游民 无 产 阶级 的 这 个 组 织 ， 况 扩展 到 社会 的 各 阶层 ， 除 上 
述 诸 部 门 的 “ 老 合 ”之 外 ， 上 自 达 官 《如 山东 督军 张 宗 昌 、 四 川 
督军 陈 定 等 第 是 ) . A URES) . FE 富 绅 如 邹 泉 
wh. WBS). AR ALES . “ERA UR AE 
和 游民 阶级 对 立 的 “ 春 点 ”《〈 即 侦探 捕 快 之 类 ) 差 不 离 都 是 “在 
Hp” . 

属于 清 帮 的 “ 安 清道 ” ， 其 间 派别 颇 多 ， 至 今 各 自 维持 着 封 
建 的 体系 ， 事 实 上 是 不 容易 合作 的 。 辈 分 最 高 的 “ 诸 老 前 人 ”， 
自然 是 身 名 俱 泰 ， 生 活 不 太 成 大 问题 了 。 其 余 辈分 低 些 的 ， 也 在 
争 着 收 徒弟 。 所 以 北平 今日 大 部 分 的 自由 职业 者 如 伶 人 、 小 商 
人 、 小 手工 业 的 工人 如 理发 碧 、 修 脚 匠 等 )， 以 至 军 , 警 、 政 、 
学 各 界 的 现役 军人 、 公 务 员 、 小 学 教员 、 巡 官 长 警 等 ， 在 帮 的 数 
目 颇 为 不 少 。 其 中 大 部 分 通 是 “ 指 身 为 业 ” 的 文化 程度 不 太 高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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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资产 阶级 和 无 产 阶级 、 半 无 产 阶级 ， 而 实 以 游民 无 产 阶级 为 基 
Fe 

一 九 三 八 年 以 后 ， 敌 人 以 新 民 会 扩大 民众 组 织 为 契机 ， 罕 制 
统治 了 全 北平 市 各 种 的 民族 的 民众 团体 ， 强 迫 调 查 、 登 记 、 改 
组 、 监 选 ， 接 夺 了 社会 局 的 权限 ， 并 且 进 一 步 严 格 干 涉 和 密切 利 
用 。 以 后 凡是 各 种 秘密 结社 ， 也 都 乘 此 公开 。 许 多 掩蔽 在 宗教 之 
下 的 各 种 教 门 〈 如 理 门 的 公理 会 之 类 ) 、 道 门 〈 如 金 丹 道 、 九 官 
道 、 一 贯 道 以 及 红 册 字 、 白 出 字 、 蔓 中字 等 等 道 会 之 类 ) 和 从 来 
不 公开 的 “在 家 礼 ”， 一 齐 都 被 动 地 组 织 起 来 ， 受 着 新 民 会 的 管 
理 与 指导 。 | 

一 九 四 二 年 的 春天 ， 安 清道 总 会 开始 登 报 ， 召 集 “ 香 众 ” 登 
记 ， 以 便 定期 开 成 立 大 会 。 不 过 据说 事前 没有 全 呈 通 好 ， 所 以 这 
个 会 并 不 足以 代表 整个 “ 安 清 帮 ”。 

它 的 名 义 上 的 负责 人 是 魏 大 可 和 张 英 华 等 。 魏 氏 是 北平 幸 分 
最 高 的 “老头 子 ”， 张 氏 曾 在 军 闪 政 府 里 作 过 财政 次 长 。 


51 


十 四 SREB TH 


四 、 五 年 来 的 中 国 抗战 ， 在 国内 是 统一 战线 的 始终 坚持 ， 在 
国际 是 A BC D 盟 军 封锁 战线 的 建立 。 这 个 全 世界 反 法 西 斯 的 形 
势 ， 平 添 了 中 国民 众 干 万 倍 的 斗争 勇气 ， 铸 造 了 坚强 而 案 高 的 一 
致 信心 。 到 了 这 时 ， 侵 略 阵 营 中 后 方 的 工作 人 们 ， 和 前 线 上 为 帝 
国 主义 枉 投 “血本 ”的 士兵 们 ， 也 就 充分 加 重 了 不 可 换 回 的 失望 
与 消沉 。 这 种 失望 与 消沉 的 气氛 ， 遂 酝酿 成 了 一 般 变态 心理 ， 弥 
滥 于 南北 战场 ， 和 东西 太平 洋 的 辽 远 战线 。 近 来 愈加 严重 的 是 ， 
不 仅 它 的 国外 侵略 战士 如 些 ， 即 国内 各 个 阶层 ， 越 发 洲 莺 着 笑 订 
悲 苦 的 情结， 从 文化 人 以 至 工农 大 众 ， 从 领队 敌 西 到 作战 士 鞭 ， 
人 人 在 害 着 轻重 不 同 的 “ 歌 斯 底 里 ”下 三 十 五 ] 。 其 间 以 入 华 的 
敌 寇 表现 的 最 为 恶劣 ， 不 特 国家 的 法 宪 、 部 队 的 纪律 被 败坏 无 
余 ， 即 勤俭 朴素 的 民风 和 积极 而 负责 的 国民 性 ， 以 及 工作 的 效 
3, AP HME, BES AH REA PRM. TRAE MAB 
尔 小 邦 ”， 在 亚洲 总 算 知 道 努 力 生存 的 民族 ， 被 国内 传统 的 错误 
观念 和 少数 法 西 斯 野心 的 盗 菲 ， 糟 塌 净 尽 。 祸 延 中 国 ， 也 缠 及 自 
身 。“ 百 年 养 之 而 不 足 ， 一 对 或 乙 而 有 余 ”， 这 个 国 里 的 者 建制 
度 或 许 从 此 算是 一 切 “ 玩 儿 完 ”了 ! 3298? WAI? 我 们 
说 ， 这 正 是 日 本 民族 升降 的 松 纽 ， 就 看 他 们 怎样 去 转移 目 己 的 命 
运 了 。 

敌 寇 变态 心理 之 最 显著 的 ， 就 是 “醒酒 妇 人 ”。 这 简直 无 异 
于 “慢性 自杀 。 有 意 的 或 是 无 意 的 ， 目 觉 的 或 是 不 自觉 的 ， 在 
向 下 锋 废 ， 同 下 共 落 。 这 比 我 们 古代 尚书 里 周公 告诫 胜 利 的 西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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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 ， 不 要 贪 着 吃 酒 的 那 情形 【三 十 六 ] ) BR. BARRELS 
一 再 警告 侨民 “ 自 肃 和 目 戒 ”， 可 是 毫 无 效果 。 中 国民 众 看 了 政 寇 
这 么 自 轻 自 贱 ， 暴 露 的 都 是 人 类 中 最 下 流 的 亚 德 ， 就 越 加 认 请 了 
他 们 敌 寇 原来 的 品质 ， 更 无 限 地 扩展 了 中 华 民族 伟大 崇高 的 自 蔚 
心 和 自信 心 。 

堕落 的 敌 宕 ， 有 坚 沙 的 不 同方 式 。 即 如 在 北平 晚间 九 点 以 
后 ， 十 二 点 以 前 的 市 面 上 ， 随 处 可 以 磁 着 “ 酌 酒 ”的 敌 宕 。 有 的 
AEE “BBA? 地 硬 往 行人 身上 接 ， 不 分 男女 ， 当 者 氢 
Rs 有 的 醇 眼 慢性， 围绕 着 市 营 公 共 汽 车 寻 不 到 车 门 ， 四 面 打转 
儿 ; 有 的 配 配 然 担 了 手杖 ， 在 他 所 经 遇 的 每 一 行人 头 上 点 一 下 ， 
然后 嘻 皮 笑脸 地 路 吕 走 开 ; 有 的 臣 在 马路 中 间 的 电车 轨 上 “ 撤 
赖 ”， 和 急 得 值 岗 警察 和 电车 上 的 售票 生 ， 七 手 八 脚 抬 了 开 去 ， 醉 
鬼 就 再 跪 回来， 照旧 卧 下 ， 玛 缠 不 休 ， 闲 得 电车 不 敢 开 ， 全 车 乘 
窜 愤 怒 着 没有 办 法 。 诸 如 此 类 ， 每 到 星期 和 六、 星期 日 ， 这 样 事 件 
更 多 。 

街市 如 此 ， 曲 埠 中 呢 ? 吃 醉 了 笨 关 入 民宅 和 追逐 妇女 欲 施 猥 
BTA, hee. BTR “RE”, RBA, BAT 
门 西 ，“ 开 路 开路 ”， 【三 十 七 ] 于 满足 兽性 要 求 之 外 ， 更 施展 
其 他 难于 容 恕 的 暴行 。 其 中 一 端 ， 那 就 是 姿 逼 娼 察 的 包 鸠 ， 设 法 
利诱 窗户 门 前 的 壮 健 车 夫 ， 威 吓 妓 女 当 众 和 他 们 “交接 ”， 以 供 
MEAS ESR. BRET, BREE BRK 
样 扰 疝 ， 行 同 “ 窗 辣 ”。[ 三 十 八 ]】 因 此 一 般 “ 乐 户 》” 不 堪 其 虐 ， 
但 无 如 之 何 。 不 得 已 ， 才 用 了 昔 肉 计 和 警察 署 订 爱 ，“ 购 子 来 
了 ， 马 上 报道 ”。 终 于 由 大 批 警 察 强 劝 走 了 政 宕 ， 提 回 车 夫 和 妓 
女 ， 那 家 娼 察 ， 就 以 “妨碍 风化 罪 ” 被 停业 两 月 ， 由 一 些 别 家 
ar Ave ep Se SUB RS AF. MI FRNA IES KR 
行 。 但 在 当地 报纸 上 登 出 的 本 市 新 闻 ， 则 是 “勾结 无 赖 车 夫 ，3 引 
诱 外 国人 士 ， 在 旁 参观 ”这 不 屑 说 ， 用 “外 国人 士 ”， 蕉 代 “ 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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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人 士 ” ， 是 让 住 平 的 全 体外 侨 ， 和 他 们 分 担 了 这 种 非 人 的 刁 
行 。 

ih SSE MEARE, AMAA ARM. He 
官 、 组 合 会 社 里 边 的 技 士 或 职员 、 组 员 之 徒 ， 每 日 获 值 后 的 “ 酒 
食 征 逐 ”是 要 吃 得 更 适量 一 点 儿 。 大 都 是 在 午夜 一 两 点 钟 前 后 ， 
一 出 酒馆 的 大 门 ， 就 狂 喊 “ 银 轿 ”。【 三 十 九 ]】 上 车 后 ， 手 向 前 
指 ， 喃 喃 地 说 个 甚么 地 名 ， 便 沉 帝 人 有 睡 了 。 白 熟 的 车 夫 自 会 把 他 
拉 到 他 所 要 去 的 地 方 。 遇 了 生 玖 的 车 夫 ， 不 知 拉 到 哪里 才 是 。 走 
了 一 程 ， 就 放下 车 子 ， 唤 眼 购 子 来 同 个 清楚 。 他 被 惊醒 ， 十 有 九 
回 是 举 手 打 人 ; TSCA, THB BEER, ABER, 
就 扬长 去 了 。 居 和 留 民 中 的 “ 老 北京 ”， 多 是 这 一 格 。 还 有 ， 初 到 
中 国 或 更 年 轻 的 “ 锥 守 ”， 从 酒馆 出 来 ， 一 登 上 车 ， 便 要 车 夫 拉 
他 去 找 “ 姑 嫂 ”。 知 窍 的 车 夫 ， 多 拉 他 们 到 东单 东 的 孝顺 胡同 、 
苏州 胡同 附近 一 带 东 伴 娼 ,或 中 国 , 高丽 和 白 俄 的 暗 娼 家 。 不 然 ， 
便 是 前 门 西 公 娼 区 里 去 寻 一 个 “ 夜 度 娘 ”， 混 过 他 的 漫漫 长 夜 。 

诸如 此 类 ， 这 一 批 一 批 的 鬼子 们 ， 白 昼 趾 高 气 扬 ， 在 街市 上 
横 冲 直 接 ; 夜晚 来 是 “ 色 肋 包 天 ”， 和 欲念 迷 心 ， 这 样 一 群 下 流 东 
西 ， 甘 心 随 着 赌 输 了 的 国运 一 块 儿 况 人 东洋 大 海 。 这 时 ， 北 平市 
上 却 有 十 一 个 无 产 阶级 的 “ 芳 动 英雄 ”， 营 在 东城 的 东单 左右 ， 
崇文 门 大 街 东 西 ， 东 四 牌楼 南北 一 帝 ， 拉 车 为 生 。 对 于 敌 寇 欺 辱 
人 力 车 夫 ， 辣 中 国 妇 女 身 上 找 便宜 ， 寻 开心 ， 完 全 以 作 践 中 国人 
为 乐 的 行为 ， 太 看 不 上 眼 了 。 十 一 个 人 烧 着 怒火 ， 联 合 一 起 ， 就 
专 在 这 些 色 购 酒 徒 群 里 作 起 买卖 来 。 

“ 银 轿 ! 银 轿 ! ”一 辆 革新 的 人 力 车 跑 过 来 了 。 和 鬼子 登 上 
车 ， 就 用 缩短 的 舌头 ， 很 吃力 地 探 问 “甚么 地 方 ， 姑 娘 、 有 ? ” 
车 夫 是 早 了 然 他 的 意思 了 。 回 过 头 来 笑 笑 ，“ 大 大 的 有 ”1! 学 着 
鬼子 的 口音 ， 便 如 飞 跑 了 起 来 。 那 酒鬼 经 冷风 一 歇 ， 不 觉 便 昏 然 
FARE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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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 妈 的 x ! 下 来 吧 ! pF? ZRE-AE BH HA RRE 
FLT o 

“姑娘 有 ? ”鬼子 半 醒 后 性 惑 地 问 。 

“ 寻 娘 ， 都 在 你 们 人 兔 辣子 国 里 下 私 孩 子 呢 ! 这 是 你 姥姥 家 ! 
小 子 ! 下 来 吧 ”” 还 没有 容 那 鬼子 挣扎 ， 一 只 壮大 的 手掌 ， 就 又 向 
下 闫 的 颈 赖 子 底下 来 ， 就 势 一 扣 ; 另 一 只 手 拢 住 鬼 子 两 臂 ， 按 在 
他 的 前 胸 。 同 时 早 埋 伏 在 角落 里 等 着 的 伙伴 ， 忙 熟练 地 伸 下 一 只 
Ke. ea, —RASABE, —t, MERAA 
来 的 鬼子 ， 还 一 直 被 那 只 大 手 扣 住 咽喉 ， 不 得 不 驯 顺 地 伸 了 两 
臂 ， 被 拖 下 车 。 

“TR! 你 妈 的 x! 这 儿 吹 软 吧 ! ”酒鬼 被 两 人 平 放 在 地 面 
了 。 这 时 鬼子 已 是 死 狗 一 般 置 迷 不 动 ， 于 是 口袋 里 的 皮包 ， 手 腕 
上 的 金 表 ， 胸 前 的 自来水 笔 等 等 ， 便 都 作 了 战利品 ， 一 齐 被 搜 括 
去 了 。 一 人 坐 上 车 ， 一 人 拉 着 ， 得 胜 凯 旋 。 剩 下 鬼子 独自 躺 在 那 
里 ， 移 时 ， 这 条 黑洞 洞 的 胡同 ， (El HR — BED 不 知 又 经 过 
BA, PAF HEA RRR, BS ULES. AIR MIRA 

AS BRA, BAIL Pe. MANE, hs 
责 地 方 上 的 中 国 警察 ， 限 期 破案 ， 并 且 声 言 捉 不 2] “Ae wR 
轿 ”， 枪 毗 置 长 。 伪 警察 厅 长 余 晋 和 也 慌 了 手脚 ， 又 经 相当 时 
日 ， 获 得 线索 ， 这 不 笠 的 十 一 个 “劳动 英雄 ?2， 全 都 一 一 就 缚 了 。 

“我 们 弟兄 不 废 鬼子 们 的 狗 命 ， 就 是 怕 给 你 们 地 面 儿 上 “ 捅 
大 漏 子 ” 【四 十 ] 。 哥 们 ! 官司 我 们 打 啦 ! 多 照应 扩 儿 吧 ! ”被 
捕 后 ， 他 们 慷慨 地 交代 了 这 几 句 “过 节 儿 ”， 不 等 细 同 ， 就 侃侃 
然 详 述 了 作案 经 过 ， 并 且 到 堂上 画 了 口供 。 

这 一 案 的 结果 ， 没 有 上 听 说 。 报 纸 上 虽 然 登 了 十 一 个 人 的 像 
片 ， 个 个 雄 纠 纠 的 ， 却 并 不 凶 导 恶 眼 ， 比 起 敌 军 的 军官 们 ， 和 善 
得 多 了 。 人 们 盛传 这 十 一 个 英雄 ， 后 来 都 被 敌 寇 们 由 伪 警 罕 厅 要 
去 活生生 的 喂 了 狗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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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十 年 前 ， 日 本 “寻常 小 学 ”的 教科 书 里 ， 有 这 样 一 段 故 
事 ， 

从 前 台湾 的 严 人 ， 盛 行 吃 人 的 风俗 。 有 一 个 支那 人 名 叫 黄 仁 
的 ， 因 为 国 乱 ， 航 海 飘 到 台湾， 独自 住 在 离 “ 番 社 ”很 近 的 山 
中 。 他 经 历 过 多 少 次 的 危险 ， 不 但 没有 被 台 番 吃 掉 ， 还 感动 得 合 
番 渐 渐 “ 向 化 ”了 。 他 们 很 爱戴 他 ， 公 推 他 作 奉 祠 社 神 的 “你 
wa” 

过 了 些 年 ， 番 人 因为 长 久 时 间 猫 不 到 禽 曾 ， 便 以 为 是 社 神 多 
年 吃 不 着 生 人 ， 发 怒 了 ， 就 预备 跑 出山 去 劫 掠 生 人 来 祭神 。 黄 仁 
知道 了 ， 再 三 劝阻 ， 番 人 们 不 听 ， 黄 仁 不 得 已 就 假借 神权 ， 告 诉 
他 们 不 必 出 去 动 掠 了 ， 三 天 后 的 黑夜 里 ， 天 上 的 三 星 正 对 了 吉 降 
山 尖 的 时 候 ， 必 有 一 个 白衣 白 冠 的 人 ， 会 自己 走 进 山 里 来 。 你 们 
不 要 忘记 在 那 恰好 的 时 间 ， 埋 伏 在 山口 ， 就 用 他 来 祭神 ， 神 才 欢 
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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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日 后 的 一 个 暗夜 里 ， 番 人们 从 林 菲 深 密 的 潜伏 处 ， 在 星光 
下 模糊 看 出 远 远 一 个 白 影 ， 绥 缓 向 前 移动 ， 快 进 山口 了 ， 果 然 是 
一 个 白衣 冠 的 人 ， 走 进 山 来 。 一 声 呼 哨 ， 番 人 的 竹 箭 ， 飞 蝗 似 
的 从 丛 刘 中 射出 ， 那 白衣 冠 的 人 ， 应 纺 侄 地。 不久 便 被 打 进 神社 
了 。 

就 要 杀人 祭神， 可 是 社 里 社 外 遍 找 ， 不 WL “Se” [四 十 
一 ] 。 这 时 已 经 升 起 “圣火 ”， 再 看 那个 带 伤 等 着 献 给 社 神 的 人 
牺 【 四 十 二 ] 原来 就 是 黄 仁 ， 已 因 伤 重 不 能 说 话 了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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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 人 们 都 感动 得 器 了 ， 从 此 相 戒 不 再 以 人 和 祭神， 以 后 就 都 化 
为 善 恨 的 熟 番 。 

在 这 个 故事 里 ， 极 度 显现 了 东方 式 的 道德 观念 ， 并 且 把 这 种 
牺牲 精神 ， 作 着 祭 拜 “支那 文明 ”的 具体 实例 。 大 约 三 十 岁 到 四 
十 岁 上 下 的 日 本 成 年 国民 ， 也 许 都 读 过 这 课 ， 不 曾 忘 记 吧 ? “ 九 
一 八 2” 以 来 ， 这 故事 ， 从 教科 书 中 被 淘汰 了 ， 代 以 下 述 另 一 段 的 
纪 载 : 

在 帝国 海外 领土 的 朝鲜 以 北 那 一 大 块 土地 ， 就 是 你 们 看 见 在 
地 图 上 被 称 为 “满洲 ”的 ， 那 本 来 也 属于 帝国 的 封疆 以 内 ， 野 蛮 
的 支那 人 慢 慢 占 去 了 ， 更 无 理 的 被 划 人 支那 版 图 ， 幸 而 昭和 七 
年 ， 我 们 大 日 本 忠勇 光荣 的 皇 军 ， 爷 荷 天 照 大 神武 御 式 任 和 天 皇 
陛下 的 赫赫 威 灵 ， 与 支那 兵 队 苦战 一 月 ， 仅 仅 一 月 ， 就 把 支那 兵 
驱逐 出 去 了 。 

地 方 本 是 我 们 的 ， 可 恨 英 美 阻挠 我 们 在 “满洲 ”一 切 建设 。 
我 们 也 乐得 由 地 方 人 民 自 决 。 他 们 很 庆幸 皇 军 替 他 们 驱 走 了 暴 恶 
军队 ， 自 动 的 建立 满洲 国 。 至 此 ， 始 得 遂行 结 成 日 满 之 不 可 分 的 
KA, RATER. AAR TEARS ER, KEG SF HOY Fh 
业 ， 该 地 实 是 我 帝国 军民 应 全 力 付 出 绝对 代价 ， 以 保护 这 个 “ 帝 
国 的 生命 线 ”。 皇 军 这 次 的 赫赫 战功 ， 更 为 皇 国 建国 二 千 六 百年 
历史 上 郑重 掀 开 之 一 页 。 

满洲 窃 据 的 支那 兵 队 ， 虽 全 数 败 逃 ， 但 内 部 的 土匪 ， 还 是 到 
处 潜伏 着 ， 皇 军 围 制 多 次 ， 还 不 能 肃清 ， 这 是 多 么 可 痛恨 的 事 ! 
有 一 次 ， 在 皇 军 驻屯 的 某 村 外 边 ， 发 现 一 只 被 人 用 力 扼 杀 的 军 
犬 ， 口 里 衡 着 一 片 撕 破 的 蓝 布 。 过 去 二 三 十 米 ， 一 个 衣服 被 扯 得 
稀 烂 ， 遭 军 犬 咬 伤 致死 的 尸体 ， 原 来 是 凶暴 的 文 那 土 菲 。 

可 见 我 们 太 和 民族 ， 不 但 神圣 的 军人 忠勇 爱国 ， 能 够 “ 开 疆 
拓 土 ”， 就 是 军 厂 都 这 么 勇 武 善战 ， 知 道 效 忠 帝 国 ， 国 民 更 要 感 
激 奋 发 才 是 [四 十 三 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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呵 ! PEPER ET, BOAT “TRF R”? TT) oR 
事实 ， 这 样 教育 国民 ， 忍 心 把 这 类 瑰 雇 的 思想 ， 灌 输 给 次 一 代 日 
本 国民 的 稚 弱 脑筋 里 去 ,，“ 内 弃 其 民 ， 而 外 其 诸侯 ”[ 四 十 四 ]。 
我 们 只 有 痊 还 在 容忍 着 的 这 民族 痛心 ! 尤其 是 将 上 述 的 两 个 政 
事 ， 一 对 照 比 较 ， 颇 使 人 怀念 三 十 年 前 ， 还 是 那么 懂 慑 着 中 国 伟 
大 的 文化 及 其 民族 性 :而 二 十 年 来 ， 竟 会 逐渐 恶化 到 丧失 同情 ， 
快意 杀伤 ， 更 掘 深 了 民族 斗争 的 沟 青 。 得 了 这 样 国民 教育 的 根 
据 ， 才 能 将 以 往 倾 莫 “ 华 化 ”的 心理 ， 洗 刷 干 淘 ， 毫 无 顾忌 地 以 
全 华 土地 人 民 为 对 象 ， 向 中 国 长 驱 进 攻 。 他 们 并 上 且 真 照 书 中 所 给 
的 暗示 ， 居 然 史 使 恶 狗 ， 来 到 这 个 曾经 供给 他 们 祖先 以 优越 文化 

人 们 是 这 样 传说 着 :敌人 目 一 九 三 一 年 以 后 ， 在 南 满 铁路 党 
线 ， 都 养 得 若干 狼 种 军 犬 ， 看 到 有 不 顺眼 的 东北 同胞 ， 便 捉 来 喂 
狗 。 在 沈阳 商 塌 附 近 ， 就 有 一 处 “ 恶 狗 地 狱 2》。 初 以 为 只 是 传说 
而 已 。 七 七 事变 以 后 ， 政 寇 恶 狗 的 食料 ， 竟 真 从 东北 扩展 到 北平 
来 了 。“ 训 练 所 ”各 城 都 有 ， 最 大 的 一 处 ， 是 西直门 内 ， 模 桥 以 
南 的 北 沟 疝 地 方 。 市 民 对 于 那个 所 在 ， 每 每 “ 谈 狗 色 变 ”1 

说 是 “警犬 训练 所 ”， 而 其 实 是 和 以 往 在 北平 里 有 的 那个 机 
关 不 同 。 警 犬 原 是 利用 狗 的 嗅觉 ， 辅 助 侦 探 去 退 缉 犯人 。 政 寇 这 
种 “警犬 训练 所 ”， 却 是 利用 狗 的 伤 利 的 牙齿， 镇 压 全 北平 市 及 
其 四 郊 的 民众 。 换 言 之 ， 即 合 城内 外 的 全 体 “ 文 那 ” 俘 虏 ， 随 时 
可 让 狗 来 屠杀 。 

训练 的 方法 ， 倒 也 相当 简单 : 把 养 熟 了 的 矫健 庞大 的 狼狗 ， 
放 在 大 铁 溪 里 , 俄 到 两 三 天 不 给 食物 党 外 的 附近 , 立 上 草 扎 的 人 
形 ， 上 部 空 着 ， 填 人 牛肉 之 类 ! Ria eR Ra, REAR E 
A> Biath EE, RAKED. AREF, HR Bh H 
ANB tr, ae arias RRR, imme: 然后 立 
了 真 的 死尸， 嘱 狗 去 咬 。 又 训练 经 久 ， 就 算 成 功 了 。 这 种 狗 一 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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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TA, JEL ALEL, AAIBR. WRB A 
“天 民 ”， 这 样 匡 身 狗 腹 的 ， 已 经 不 计 其 数 了 。 

FER SIA PERN A RPE PGT EER, PIR, BAB 
以 复 加 了 ! 古人 说 :，“ 率 兽 食 人 ， 人 将 相 食 ”【 四 十 五 ] ! 那 还 
不 过 只 是 一 句 比喻 的 空话 ， 而 今 敌 寇 真 在 “ 率 兽 食 人 ”了 。 他 们 
往 轴 目 计 是 “国际 交大 ”>， 以 前 这 警犬 还 不 过 是 嗅觉 灵敏 而 已 。 现 
在 则 已 是 一 只 国际 间 冲 决 落 篇 ,任意 典 牙 咬 人 的 况 厂 ! 【四 十 六 】 
不 打 杀 它 ， 是 谁 也 休想 “安生 ”的 ! 为 中 华 民族 ， 为 世界 全 人 类 ， 
我 们 要 了 予以 无 情 的 痛击 ， 到 它 不 能 再 扰 害 人 间 为 止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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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六 粮食 配给 


“你 出 资本 我 出 力 ， 大 家 建设 新 秩序 ”【 四 十 七 了 ， 这 是 收 
人 人 迫 着 政 占 区 民众 喊 出 的 口号 。 

“新 秩序 ”要 建设 到 怎样 程度 ， 同 已 经 建设 到 怎样 程度 ， 我 
们 且 不 去 管 它 。 单 是 那些 “出 力 ” 的 民众 ， 在 怨 愤 痛恨 的 心情 
HB, ERS MRE” HSE, CARER SPAM: 
依然 是 延续 不 了 生命 。 因 为 “ 民 以 食 为 天 ”， 他 们 已 是 没有 地 方 
去 购 取 食 粮 ， 食 粮 早 给 敌人 和 汉奸 们 屯 积 起 来 了 。 

乡村 如 此 ， 大 都 会 的 命运 ， 自 亦 相 同 。 即 如 从 一 九 三 八 年 的 
前 后 ， 北 平市 就 时 常 闸 着 “ 粮 区”。 那 时 候 一 方面 是 因为 鬼子 假 
“军用 征收 ”的 理由 ， 在 华北 的 各 大 城镇 ， 尽 量 掠 取 米 粮 ， 储 为 
ee, 另 一 方面 是 因为 “巨商 大 页 ” 围 积 了 粮 谷 ， 等 着 机 会 发 
财 。 这 其 间 ， 自 然 是 有 着 浪人 汉奸 等 的 股本 配合 在 内 ， 粮 价 便 登 
时 上 涨 两 三 倍 。 并 且 市 民 大 众 曾经 一 度 买 不 到 米面 ， 富 户 是 出 了 
高 价 ， 秘 密 收 买 困 藏 ， 贫 民 只 有 嚼 黑豆 和 白 划 【四 十 八 ] 了。 而 
占 市 民 人 口 总 数 七 分 之 一 的 倭 宕 和 “ 政 眷 2 等 ， 则 另 有 “白米 配 
给 所 ”， 是 受 不 着 这 影响 的 。 敌 寇 汉奸 等 在 剥削 大 众 之 后 ， 先 把 
赚 的 大 注 金钱 下 腰 ， 再 出 示 严 禁 所 谓 “ 奸 商 操纵 ， 不 许 无 故 抬 高 
粮 价 ， 以 重 民 生 ”。 后 来 粮 价 增 到 差不多 四 五 倍 了 ， 圈 积 的 粮 ， 
才 被 陆续 放出 。 粮 源 虽 较 畅 旺 ， 但 粮 价 却 一 直 不 见 “ 缩 盘 ”。 
四 乡 的 粮 糙 ， 因 为 敌 军 封锁 交通 ， 运 不 到 城内 ， 城 市 的 存粮 ， 就 
这 么 一 收 一 涨 ， 一 涨 一 收 ， 任 意 “ 倒 把 ”， 不 到 三 四 年 ， 一 包 大 
米 〈 共 一 百 二 十 斤 〉 由 十 四 五 元 ， 涨 到 一 百 八 十 六 元 ; 麦 粉 由 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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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元 一 袋 ( 共 四 十 斤 〉》， 涨 到 二 十 四 五 元 ; RRA Kw Ae 
子 面 ， 每 斤 一 毛 上 下 ， 涨 到 一 元 二 三 。 目 下 大 米 在 市 上 已 是 绝 
迹 。 在 本 年 的 七 八 月 间 ， 二 百 余 元 的 “ 暗 盘 ”， 既 出 大 价 还 得 要 
和 和 常 交易 的 粮 店 去 “勾兑 ”【 四 十 九 ] ， 直 接 到 店 里 去 购 ， 是 买 
不 出 来 的 。 

华北 伪 联 合 准备 银行 的 伪 币 ， 已 经 早 就 发 行 到 “一 OO，O 〇 O 
OO” 以 上 了 ， 就 再 将 号 码 翻 回去 ， 由 “OOO，O 〇 OO 一 ” 印 起 ， 
对 外 说， 老 是 这 个 数 ， 总 没有 超过 十 万 万 。 伪 币 在 市 面 的 流通 
额 ， 涨 到 如 此 , 物价 自然 更 要 涨潮 。 这 时 候 的 粮 价 , 比 七 七 以 前 ， 
简直 不 弟 十 多 倍 了 。 市 民 又 盛传 敌 方 准备 照 东 北 的 办 法 ， 在 华北 
实行 “食粮 管制 ”: 每 人 每 日 平均 不 许 超 过 二 十 两 ; 其 他 一 切 日 
用 消费 ， 也 要 加 以 统治 。 举 如 火 某 一 项 ， 每 月 要 带 了 居民 证 和 广 
口 单 去 “ 配 ”， 每 户 限定 售 给 三 十 根 ……。 这 类 消息 ， 自 一 九 三 
九 年 春天 起 就 喧 腾 人 人口， 市 民 一 谈 到 “配给 问题 ”， 就 如 大 难 之 
将 至 ; 但 这 办 法 直 拖 延 到 一 九 四 〇 年 的 冬季 ， 并 没有 实现 。 据 传 
是 因为 平津 的 “ 绅 丙 官民 ”， 都 积极 反对 这 统治 办 法 。 其 实 呢 ? 
是 一 般 的 生产 管理 机 关 ， 还 没有 整个 的 都 把 握 在 魔掌 之 中 ， 一 切 
没有 预备 妥 贴 。 他 们 岂 在 乎 所 谓 “ 绅 商 官 民 ” 的 “反对 ! ” 

“日 用 消费 统治 配给 ”， 一 时 虽 没 有 实行 ， 但 贫民 却 尽 先 饱 
尝 这 苗头 了 。 他 们 日 常食 用 的 杂粮 ,价格 也 和 其 他 的 粮食 一 样 , 日 
在 飞涨 ， 有 加 无 已 。 这 不 言 而 喻 ， 又 是 “奸商 ”不 重 “ 民 生 ”， 
所 以 有 劳 敌 方 盏 宪 会 同 伪 组 织 下 的 地 方 当 局 ,为 了 “以 重 民 生 ” 
特别 定 了 章程 : SPRWAROT, DR REREORA TA, 
AAAS BER ARE, BREST ii + 
CRRA” MRA, weal 有 的 守 分 的 一 一 不 如 说 是 胆 
小 的 男女 贫民 ， 为 怕 挨 净 子 或 受 侮辱 ， 被 挤 在 后 面 的 ， 往 往 轮 不 
到 自己 跟前 ， 粮 栈 便 宣告 “ 满 额 》。 白 白 立 过 两 三 小 时 ， 只 好 挨 
过 这 一 有 昼夜， 明天 再 吧 早 饭 了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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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 有 大 部 分 的 劳工 ， 都 是 卖 一 整 天 力气 ， 到 日 落 以 后 才能 换 
回 当 天 工资 ， 等 到 拿 回 家 去 竞 粮 食 ， 却 早 逾 指定 配给 的 时 间 了 。 
老婆 孩 子 巴 巴 地 等 待 挣 回 现 钱 好 “ 治 俄 》， 手 里 空 有 和 “ 块 儿 八 
七 ”的 却 换 不 出 一 二 斤 的 棒子 面 。 如 此 之 类 ， 一 般 无 产 阶级 各 种 
的 苦楚 ， 真 是 “一 言 难 尽 ”。 

在 伪 组 织 下 的 公务 员 ， 以 至 学 校 的 教职员 等 ， 自 一 九 四 〇 年 
的 上 半年 起 ， 每 月 每 人 可 以 分 得 一 两 袋 面 粉 。 粮 价 可 以 比 外 间 省 
到 一 半 。 这 分 配 的 法 则 ， 是 多 寡 不 等 ， 并 无 任何 标准 。 比 如 伪 
4 师范 大 学 ”据闻 每 月 可 以 分 到 面粉 六 百 袋 ,但 分 配 单 上 公然 注 明 
“校长 住宅 用 三 百 五 十 袋 ” 其 余 剩 下 的 二 百 五 十 袋 ， 才 是 分 配给 
全 休 职 教员 和 学 生食 堂 的 。 大 家 谁 不 惊讶 该 校 校长 家 口 之 多 ,与 
食量 之 大 ? 就 有 自 显 聪 明 的 人 ， 替 校长 打算 ， 说 这 样 的 面粉 ， 
社会 上 是 二 十 四 五 元 市 价 一 上 袋 ， 好 卖 ， 现 在 “公家 ”只 照 十 二 元 
一 袋 分 配 ， 若 是 校长 吃 不 完 的 话 ， 他 自 会 “勾兑 ”出 去 ， 让 给 分 
不 到 面粉 的 非 公务 员 去 吃 。 一 转手 间 ， 马 上 就 会 换 回 四 千 二 百 多 
元 来 呢 ! 

的 民 食 ， 真 成 问题 了 。 人 口 又 有 增 无 减 ， 据 伪 社 会 局 的 调查 ， 照 
那 时 积存 的 面粉 数量 ， 比 如 全 城 每 天 照 人 口 的 五 十 万 分 之 一 的 消 
费 量 分 配 二 百 袋 ， 仅 能 支持 一 年 。 全 市 三 百 多 万 人 口 ， 若 照 每 人 
每 日 配给 二 十 两 使 他 们 都 能 吃 得 着 面粉 ， 则 每 月 就 须 一 亿 三 千 五 
百 万 斤 ， 那 就 要 三 百 三 十 七 万 五 千 袋 才 够 。 再 减少 说 ， 根 据 敌 人 
粮食 配给 的 计划 ， 六 十 岁 以 上 的 老人 和 十 二 岁 以 下 的 幼 童 ， 是 不 
予 配给 ， 假 如 把 这 些 老 幼 一 齐 按 百 分 之 三 十 KS, BA, Kit 
是 麦 粉 ， 还 是 大 米 杂 粮 ， 都 合算 在 内 ， 每 月 消费 的 数额 ， 仍 须 
三 百 一 十 五 万 斤 。 这 样 庞大 的 粮食 数量 ， 一 城 已 是 如 此 ， 全 华北 
地 区 的 生产 总 额 ， 未 必 够 供给 这 样 几 个 大 城市 的 一 年 消费 。 我 们 
不 知道 鬼子 将 怎样 去 预备 长 期 战争 ? 又 怎样 维持 那 悠久 的 未 来 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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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， 等 待 着 从 “ 共 荣 圈 ” 里 ， 夺 取 回 来 的 资源 ? 

社会 上 从 “各 尽 所 能 ， 各 取 所 值 ”， 到 “各 尽 所 能 ， 各 取 所 
需 ”。 这 是 人 类 生活 的 “天 经 地 义 ”， 本 是 无 可 置 议 的 。“ 共 同 
生产 ， 平 均 分 配 ”， 更 是 合理 的 支柱 人 群生 活 的 原则 。 我 们 应 该 
合力 拥护 这 原则 决 不 反对 分 配 的 方法 ,但 “ 差 以 毫 厘 , 雇 以 千里 ”， 
惟独 象 灶 西 斯 敌 寇 们 这 样 操纵 统治 着 生产 管理 的 权 栅 ， 人 垄断 了 群 
众 的 共同 利益 ， 压 榨 这 个 半 殖 民 地 苦难 大 众 的 谊 血 ， 吸 哎 满 了 肚 
及 ， 再 加 紧 严 酷 地 行 “ 计 口授 粮 ” 的 毒 计 ， 使 人 们 “ 数 米 而 食 ”， 
BRE “RPRAIR” » PRM Se, HSA ORF T Bee 
HRN RARE, ARBOR ARR IASERNIA ME Be Bee 
AAP E> (Xk “EIR” 杀 上 前 去 ， 报 这 “ 血 海 冤 仇 > ， 
我 们 敢 说 。 

一 九 四 二 年 的 八 月 间 ， 北 平市 的 各 “上 自治 坊 ”， 已 经 由 所 谓 
“新 民 会 ” 派 人 开始 “指导 ”登记 ， 并 填 注 “市 民 日 用 消费 表 ”， 
大 约 不 久 上 述 购 取 粮 食 的 现象 ， 倒 不 限 贫 民 ， 是 让 全 体 市 民 都 要 
RAH T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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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七 “新 北京 ”市 区 


华北 在 被 隔绝 的 敌 占 区 里 ， 一 切 真实 情况 ， 从 敌人 虚伪 的 报 
道中 ， 是 不 大 看 得 出 来 的 。 比 如 “北平 市 现在 究竟 变 成 甚么 祥子 
了 ? ”《“ 敌 人 在 北平 市 区 有 些 甚 么 新 建设 呢 ? ”“ 政 寇 在 这 市 区 
里 将 要 完成 甚么 企图 ? ”这 些 问 题 ， 大 约 都 是 敌后 同胞 们 一 般 关 
切 着 的 事情 罢 ? 

“北平 市 现在 究竟 变 成 甚么 样子 呢 ? ”我 们 可 用 一 句 简单 二 
回答 这 个 问题 ， 就 是 北平 市 已 不 再 是 一 个 静 说 村 素 的 “文化 城 ” 
了 ， 现 在 正在 逐渐 的 殖民 地 化 。 与 其 说 是 一 个 侵略 的 “ 兵 站 基 
地 ”， 如 敌人 所 直 认 不 讳 的 ， 或 被 说 是 “政治 都 市 ”》、 如 敌人 所 
粉饰 其 词 的 、 毋 宁 说 她 是 变相 的 “华北 都 督 ” 统 治 中 板 ， 也 许 更 
切 当 些 ， 她 一 面 是 敌 完 保 有 华北 特殊 化 组 织 的 “企划 首府 ”、 一 
面 又 是 控制 蒙 疆 ， 防 御 苏 联 的 军事 重镇 。 所 以 在 表面 上 看 来 ， 人 
口 是 增 加 了 ， 机 关 是 添 设 了 ， 市 面 是 繁荣 了 ， 其 实 呢 ? 在 经 济 、 
政治 、 军 事 、 文 化 等 等 方面 ， 处 处 存在 着 矛盾 、 虚 矫 、 难 以 死 服 
和 不 容 掩饰 的 种 种 具象 。 一 言 以 焙 之 ， 是 “ 鱼 腐肉 注 ”， 那 上 面 
盖 着 的 ， 原 只 剩 一 张 完 整 的 薄皮 ， 倘 一 揭 罕 ， 便 全 是 难 闻 的 腥 贞 
=! 

北平 是 消费 的 都 市 ， 住 在 这 里 的 本 是 成 干系 万 的 脱离 生产 
者 ， 所 以 在 这 里 的 经 济 情形 ， 是 无 可 仰 怪 的 。 四 五 年 来 ,由 于 
“ 联 银 ” 伪 币 的 无 限 小 发 充斥 市 面 , 越 影响 物价 上 涨 无 已 ,使 民生 
益 陷 于 困顿 的 境地 。 现 在 敌 伪 强调 “增产 运动 ”， 便 透露 出 个 中 
消息 了 。 实 施 增 产 ， 既 还 在 开始 ，“ 远 水 救 不 得 近 火 ”， 救 济 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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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困难 的 对 策 ， 只 有 “ 饮 粮 止 渴 >》， 再 无 限制 地 小 发 伪 币 ， 这 实 
无 异 是 用 自身 流出 的 血 ， 裔 自身 割 下 的 肉 ， 解 自己 一 时 的 饥 俄 。 
虽然 一 切 岁 人 财 赋税 收 和 伪 “ 联 银 ” 的 出 口 转 进 的 汇 竞 营业， 也 
还 有 些 赢 余 ， 加 以 从 一 九 四 二 年 五 月 间 ， 规 定金 融 业 管理 章程 ， 
银 号 钱庄 ， 必 须 筹 足 五 十 万 元 ， 方 许 开 业 ;， 又 必须 以 三 十 万 缴纳 
伪 “ 联 银 ”， 作 为 信用 准备 金 ， 以 二 十 万 元 流通 营业 ， 这 样 ， 也 
项 吸收 进 一 部 分 资金 来 ， 但 这 种 有 限 的 数目 ， 还 不 够 冠军 提取 搜 
括 的 叫 。 所 以 借 大 的 伪 “ 联 银 ”， 其 实 只 是 买 空 卖 空 ， 立 在 刺刀 
尖 上 要 把 戏 喷 了 。 即 如 近 两 年 来 上 海 金 融 市 场 的 率 乱 ， 弄 到 无 法 
救 药 ， 当 那个 狂潮 卷 到 北平 的 时 候 ， 敌 伪 们 便 慌 了 手脚 ， 只 靠 了 
“TE” (日 本 国家 银行 ) 的 勉强 支持 ， 才 渡 过 难关 ， 那 形势 真 
够 危急 的 。 

伪 政 府 的 经 济 情况 是 如 此 。 至 于 一 般 民 众 的 经 济 情况 呢 ? 大 
商店 如 前 门 外 的 “ 碧 屿 位 ”、“ 谦 祥 益 ”等 号 ， 受 平抑 物价 的 影 
响 ， 耗 蚀 “ 血 本 , AiR “aki” MARE. AERP RA WE 
九 三 八 年 目 己 放火 烧 挤 了 。 目 由 职业 者 则 受 着 政 守 的 傍 吞 、 剥 
测 ， 无 法 自 存 。 因 为 北平 一 疝 并 非 是 工业 区 ， 既 没有 直接 受到 资 
本 主义 压迫 ， 所 以 一 直 还 停 沸 在 家 许 手 工业 的 情况 之 中 。 自 敌 寇 
RAE MAAR MIA T, RENE WAAR IA BAIA AE 
I. FEIgd, ABSA, PRAMERT. Byes C AW 
一 项 而 论 ， 目 顶 大 的 信服 庄 乃 至 极 小 的 成 衣 铺 ， 一 般 工 人 除 供 给 
食 宿 外 ， 每 工 〈 以 一 天 计 ) 最 多 一 元 四 和 角 ， 最 少 六 角 。 未 满 三 年 
的 徒弟 ， 是 只 给 食 宿 没有 工资 的 。 这 样 “ 东 伙 相 安 ”》 ,由 来 如 此 。 
自 鬼 子 来 了 之 后 ， 一 般 洋 裁 颖 ， 便 以 三 元 一 天 的 最 高 “ 工 码 ” 被 
吸收 去 了 ， 于 是 “要 手艺 的 ” 相 率 离开 原来 的 工作 ， 或 是 “ 齐 
行 2” 要 求 加 给 工资 。 这 个 “ 包 衣 考 特 ”(Boycott， 联 合 抵制 ) 不 
知 挤 倒 了 多 少 家 “小 铺 眼 儿 ”。 但 等 到 工人 们 在 鬼子 那里 上 工 以 
后 ， 不 到 两 三 个 月 ， 新 店主 “ 变 卦 ”了 ， 减 工资 能 比 原来 还 少 ， 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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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 强 你 作 工 几 年 > BASHA, BMLT SAH. KR 
时 工人 才 知 道上 了 鬼子 的 亚当 ， 后 悔 不 迭 。 但 为 怕 失 业 和 受 合同 
的 约束 ， 只 有 作 奴 隶 、 受 剥削 而 已 。 即 此 一 问 ， 可 例 其 余 。 

在 政治 、 军 事 、 文 化 诸 方 面 ， 总 之 无 不 “外 强 中 干 ”， 全 部 
是 土木 形 骸 ， 没 有 灵 现 的 东西 。 加 以 化 偏 组 织 内 部 的 互相 倾 扎 ， 
彼此 磨擦 ， 也 是 没有 方法 元 服 的 矛盾 。 谁 不 知道 王 胡 子 和 上 股 同 两 
人 间 的 明争暗斗 ， 谁 不 知道 齐 党 元 的 地 位 发 发 内 不 目 安 ? 谁 不 知 
道 凡 属 汉奸 无 不 危 疑 ， 感 到 鬼子 的 决 难 合作 ? 至 于 军事 方面 ， 兵 
力 的 被 动 分 散 ， 伪 军 的 层 弱 动摇 ; 文化 事业 方面 : RW Re 
残 ， 排 除 异 己 ， 违 论 建设 ? Bite? 纵然 再 多 开 几 所 大 学 ， 也 
BAR EK PH Dh ar a HE YT FL! 

这 些 ， 都 是 北平 市 的 真象 。 

“敌人 在 北平 市 区 有 甚么 新 建设 呢 ? ”有 的 ， 第 一 、 就 是 市 
容 改 观 了 。 你 如 果 乘 了 火车 来 到 北平 下 车 以 后 ， 西 车 站 已 经 取消 
了 。 东 车 站 不 是 老 模 样 了 。 这 里 乃 是 各 路 的 总 站 。 站 内 甚么 “出 
扎 所 ”， 甚 么 “ 寨 内 待 合 所”， 甚 么 “两 蔡 所 ”， 让 你 疑心 是 在 
“ 南 满 车 站 ” 呢 ! 站 外 的 广场 ， 从 河沿 到 城 根 ， 零 乱 的 房屋 撤去 
了 。 堆 积 的 材料 ， 运 到 东直门 外 去 了 。 倒 显得 开 沾 多 了 。 进 城 到 
天 安 门 ， 从 东 到 西 的 御 路 ， 条 石 换 去 了 。 电 车 站 劳 安 了 指挥 车 马 
进退 的 岗 楼 和 红 黄 绿灯 。 天 安 门 前 的 华表 两 旁 从 所 谓 “ 大 东亚 
战争 ”以 后 新 置 了 两 个 铜 盆 ， 每 月 八 日 ， 在 那里 燃 着 “圣火 ”， 
以 纪念 所 谓 伟大 的 “圣战 ”。 东 行 到 王府 井 大 街 北 头 的 八 面 模 ， 
东 去 是 东安 市 场 ， 西 去 是 东 华 门 大 街 ， 北 去 是 马 市 大 街 ， 在 十 字 
街 口 ， 拆 去 许多 铺 房 , 显 出 一 片 广场 。 在 那 广 场 中 间 , 由 伪 艺 术 专 
门 学 校 师 生 ， 塑 了 一 个 秃头 光 身 汉子 〈 倒 象 个 西伯 人 种 型 ) ， 手 
里 握 了 一 头 毒蛇 ， 痛 苦 地 癌 后 内 着 身子 : A-FHREST BE 
剑 之 类 ， 下 身 是 让 蛇 给 缠 在 那里 。 这 是 象征 着 甚么 ? 假如 就 拿 剑 
来 说 ， 那 无 疑 是 “武士 道 了 ”， 可 这 武士 道 就 那么 和 蛇 纠 缠 着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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脱 不 得 身 ， 这 “ 狗 日 的 ” 远 不 如 古代 地 病 出 身 的 刘邦 ， 斩 蛇 起 义 
时 的 一 刀 两 断 ， 直 截 多 了 。 这 总 不 免 是 现代 “武士 道 ” 和 它 的 奴 
才 们 的 翡 喜 ， 不 由 得 从 内 心 表现 在 这 里 ， 供 市 民 朝 夕 凭吊 的 罢 

第 二 、 是 “新 北京 ”市 区 开始 建设 了 。 七 七 以 后 北平 城内 敌 害 
的 商店 和 住户 日 益 加 多 , 敌 方 的 资本 家 更 纷 向 城中 投资 , 半 强 占 、 
半 购 买 大 房 ， 改 建 工作 场 和 仓库 之 类 。 因 此 一 方面 若干 极其 堂皇 
堪 更 的 大 屋 被 改 成 红 砖 墙 、 铁 板 顶 ， 那 样 难 看 的 屯 货 栈 。 一 方面 
因为 房 莞 ， 又 预备 划 定 东城 自 王府 并 大 街 以 东 、 东 四 牌楼 以 南 ， 
西城 自 丰 盛 胡同 以 北 、 阜 成 门 大 街 以 南 ， 为 敌 居留 民 区 。 这 地 区 
内 的 房屋 ， 不 许 市 民 私 相 转 移 产业 ， 须 经 呈报 官厅 ， 由 日 人 有 租 
购 优 先 权 。 后 来 房价 越 高 ， 敌 人 感到 不 合算 了 ， 这 计划 终于 没有 
实现 ， 并 且 为 租 购房 屋 纠纷 日 多 ， 便 授意 汉奸 ， 设 计 在 城 外 另 及 
新 市 区 ， 以 备 敌 冠 来 侵略 的 侨民 ， 集 体 居住 。 这 就 是 “新 北京 ” 
的 由 来 。 从 一 九 三 九 年 起 开工 ， 到 一 九 四 一 年 十 一 月 间 ， 敌 方 和 
美国 的 邦交 日 恶 ， 太 平 洋 上 形势 紧张 ， 这 里 便 宣告 六 个 月 内 暂时 
停工 。 但 民众 被 无 条 件 地 了 驱逐 了 ， 田 园 卢 舍 坟 党 松 攀 被 无 代价 地 
毁 平 了 ， 咯 基 都 修好 了 。 

这 个 “新 北京 ”是 一 九 三 九 年 由 伪 华 北 政委 会 建设 总 署 勘 定 
的 。 地 在 西 郊 ， 耻 城 十 五 、 六 里 。 从 城内 的 长 安 街 引 一 条 直线 向 
西 ， 越 城 直 到 西山 磨 石 口 以 东 ， 八 宝山 硒 为 止 ， 再 从 万 寿山 颐 和 
园 内 的 排 云 磺 ， 引 一 条 直线 向 南 ， 延 展 到 芦 沟 桥 为 止 。 这 两 线 的 
交点 ， 就 是 “新 北京 ”市 中 心 区 的 中 心 点 。 这 个 市 中 心 区 东 起 束 
林村 ， 西 抵 八 宝山 慧 ， 北 至 田村 ， 南 至 小 瓦 窗 村 ， 差 不 离 占 有 六 
十 万 坪 的 面积 (每 坪 约 合 中 国 六 方 尺 ) 。 这 完全 是 衔 署 和 住宅 
区 。 从 圆明园 废 超过 颐和园 玉泉 山 到 香山 南北 ， 是 风景 区 ， 即 所 
谓 “ 御 名 所 ”， 建 设 总 署 的 土木 工程 学 校 就 设 在 那 附近 。 八 室 山 
上 建立 “ 靖 武 神社 ”。 长 安 大 路 从 西 长 安 街 西 口 ， 经 卧 佛 寺 街 穿 
城 而 出 ， 过 护城河 上 的 木 桥 ， 直 到 新 市 区 。 市 营 公共 汽车 每 日 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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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 六 次 。 从 长 安 街 登 车 ， 直 达 “ 新 北京 ”下 车 ， 票 价 是 四 角 五 分 。 
新 辟 城 门 ， 命 名 日 长 安 门 。 从 东 长 安 街 东 口 往 南 的 苏州 胡同 ， 直 
回 东 行 ， 罕 城 而 出 ， 到 通州 与 北平 之 间 的 双 桥 以 西 ， 铁 道 以 北 ， 
绷 阳 | 门 外 关 厢 大 街 以 南 ， 这 一 块 地 区 ， 约 二 百 万 坪 ， 亦 由 伪 华 北 
政委 会 建设 总 署 为 “ 负 起 建设 之 新 使 命 ， 开 始 向 生产 都 市 之 途 发 
展 ”， 目 一 九 四 〇 年 划 定 为 工业 区 。 新 腑 城 门 命名 日 启明 门 。 此 
外 由 北平 至 右 北口 的 铁路 完成 了 ; 从 前 门 到 新 市 区 的 铁路 ， 也 开 
(Bik Ts 从 北城 的 德 胜 门 西 到 清河 、 沙 河 ， 东 到 汤山 玉田 等 汽 
车 公路 ， 也 次 第 修成 了 。 这 都 算是 北平 市 的 新 建设 。 

“ 敌 冠 在 这 个 市 区 将 要 完成 甚么 企图 ” 呢 ? 据 我 们 所 知 ， 政 
寇 的 大 陆 政 策 第 一 个 都 市 是 朝鲜 的 平壤 ， 第 二 个 进 路 是 吉林 的 长 
春 ， 第 三 个 部 市 便 是 北平 ， 这 是 他 们 的 “ 狼 免 三 窗 ”。 所 以 日 寇 
占领 北平 后 ， 就 以 优越 的 技术 与 独霸 的 姿态 ， 经 营 城 郊 地 区 ， 以 
庞大 的 设计 ， 完 成 现代 种 种 设备 ， 尽 量 把 这 个 新 市 区 造成 近代 
的 都 市 。 有 谁 到 过 吉林 长 春 的 头 道 沟 么 ? 这 里 一 切 规模 就 是 那 
样 ， 预 定 在 四 年 内 完成 。 就 它 的 设计 图 案 看 来 ， 马 路 南通 芦 沟 桥 
《名 永定 路 ) ， 丰 人 台 《〈 名 永 丰 路 ， 将 来 是 铁道 总 站 的 所 在 地 ) 
东 至 通州 ， 为 重工 业 区 ; 北 达 清河 ， 是 棉 织 等 轻工业 区 ， 西 接 石 
景山 隆 源 炼 铁 厂 、 门 头 沟 东 帝 堂 煤矿 地 区 ， 为 将 来 冶金 工业 区 。 
呵 ! 这 个 梦境 多 美 ! 这 个 “如 意 算盘 ”多 么 顺利 ! 这 个 计划 现在 
已 经 开始 了 。 第 一 步 是 搜 括 物资 ， 第 二 步 便 是 掠 取 劳力 ， 第 三 步 
则 是 霸占 土地 。 日 本 法 西 斯 强盗 军 闪 更 诱 引 并 协同 着 “ 唯 利 是 
图 ”的 敌 方 资本 家 ， 癌 这 里 投资 。 这 种 突击 式 的 开发 ， 正 在 夜 以 
继 日 的 建筑 农场 ， 工 料 所 、 改 良 枫 种 试验 场 、 重 轻工业 的 大 工厂 
黄 基 等 ， 这 都 是 敌人 以 全 力 来 进行 的 。 照 这 光景 ， 是 不 难 在 两 三 
个 年 内 获得 相当 的 结果 ， 假 如 国际 形势 与 中 国 反 攻 的 力量 ， 在 时 
间 上 人 允许 他 们 这 样 作 的 话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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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八 总 总 结语 
Se 最 后 胜利 属于 我 们 


在 世界 的 帝国 主义 群 里 象 敌 寇 这 样 的 国家 ， 很 幼稚 地 就 从 资 
本 主义 走向 它 的 最 后 阶段 ， 这 从 它 的 统治 阶级 来 说 ， 似 乎 是 尤其 
不 幸 的 。 这 不 是 说 日 本 帝国 主义 在 一 切 资本 主义 国家 中 还 很 年 轻 
不 够 强大 ， 疙 是 说 在 它 还 没有 加 入 德 意 轴 心 的 法 西 斯 蒂 菲 帮 以 
前 ， 它 原 是 一 个 “先天 不 足 后 天 失调 ”的 畸形 发 展 着 而 又 害 了 早 
熟 病 的 封建 资本 主义 国家 。 政 完 加 和 信德 意 轴 心 的 法 西 斯 蒂 匪 帮 有 以 
后 ， 只 就 它 拿 国 命 作 孤 注 而 向 全 世界 反 法 西 斯 战线 来 赌 输赢 ， 现 
在 正在 那里 发 号 施 令 的 统治 阶级 来 看 ， 他 们 乃 是 受 贪官 、 污 吏 、 
土豪 、 劣 绅 拥 护 着 的 武人 和 资本 家 。 这 种 封建 势力 集团 ， 在 资本 
主义 国家 的 养育 中 成 长 起 来 ， 正 因为 那样 的 政治 文化 机 构 才 很 容 
易 形 成 那样 的 性 格 ， 那 性 格 往往 是 极端 复杂 且 又 极端 矛盾 的 。 举 
WOH tL, TERE, MMR 尚勇 敢 ， 所 以 不 免 
ROX, WEMADKE BUMS, FARA, SSRES 
MH, (HYAASAREWYUE:s MRM, EB MARL’, ， 有 时 也 
似乎 表露 一 般 “ 慷 慨 悲歌 2” 的 襟 怀 ， 同 时 却 并 不 坦白 率真 ， 而 是 
阴 贼 险 儿 的 ， 案 节俭 ， 自 奉 其 薄 ， 但 极 贪 梦 无 耻 ; 最 容易 激动 而 
动感 情 ， 甚 至 他 们 自己 都 会 不 能 抑制 自己 的 情绪 ， 然 而 又 有 持久 
刻苦 的 耐性 ; BERS, DARA. MRSRRRMARIBs 诸 
如 此 类 ， 使 人 对 于 他 们 的 心理 、 行 为 、 难 于 捉摸 。 自 然 ， 他 们 整 
个 民族 的 个 性 ， 通 过 了 时 地 等 客观 的 环境 条 件 ， 各 有 未 必 尽 同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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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应 表现 ， 不 一 定 全 如 上 述 那样 的 。 但 在 中 国 占 领 区 里 ， 无 论 是 
军人 ,是 商人 、 抑 是 浪人 ， 几 乎 无 不 具有 前 边 所 举 的 性 格 。 总 之 ， 
是 我 们 之 不 易 理会 他 们 ,正如 他 们 之 并 不 了 解 我 们 一 样 。 所 差 者 ， 
RAT HFES AF A RRAR “SCHBIE” » RIT ER. UR 
RIS TRAD, MRMWBS 2 BMRA A “AA” AY 
几 个 专家 ， 来 牌 曲 了 我 们 对 于 敌 完 国 情 的 认识 。 其 不 同 就 在 此 。 

若是 放 在 我 们 面前 的 个 别 事实 如 前 面 报告 中 所 记载 不 是 出 于 
偶然 的 话 ， 我 们 就 有 理由 肯定 上 述 的 认识 不 是 诬 妄 。 我 们 再 零 零 
碎 雁 地 多 举 些 这 类 并 非 偶然 的 事实 : 

何以 说 敌 寇 虽 是 一 面 极其 重 礼貌 ， 而 他 一 面 则 又 极其 傲慢 
WE? 这 很 容易 明白 ，“ 惟 能 诡 者 能 纤 人 ”这 句 上 古语 ， 在 敌 寇 中 却 
得 到 了 真实 证 明 。 这 事例 太 多 了 ， 姑 举 一 两 事 说 说 。 

一 个 敌 兵 在 西城 新 街 口 南 “百花 深 处 ”的 电车 站 旁 等 候 电 
车 ， 忽 然 “ 内 和 急 ”， 就 走 同 墙根 去 “ 立 小 便 ”。 那 里 虽然 不 是 六 
市 ， 但 铺 户 鳞 而 ， 来 往 的 行人 更 是 络绎 不 绝 ， 就 那么 公然 当众 便 
渴 ， 这 全 然 是 对 社会 公众 的 一 种 侮辱 。 恰 巧 电车 到 了 ， 走 下 一 个 
宪兵 来 ， 在 众 目 昭彰 之 下 ， 就 打 了 那 “ 皇 军 ” 七 八 个 耳光 ， 又 算 
是 偿还 了 对 于 这 种 无 礼 行为 的 一 种 侮 展 。 但 是 那 敌 兵 如 同 老 鼠 退 
了 狸猫 ， 一 动 也 没有 动 。 最 后 ， 是 被 押解 着 罚 办 去 了 。 你 认为 只 
有 宪兵 是 永久 站 在 可 骄 偶 的 地 位 而 去 打 人 人 么 ? 倒 也 不 然 。 下 面 再 
举 另 一 面 的 例 。 

在 一 九 四 @ 〇 年 的 前 半年 某 一 天 ， 北 平城 外 有 一 处 还 没有 成 为 
“ 敌 性 国家 ”设立 的 教育 机 关 ， 有 一 位 常常 出 人 城 门 非 “ 敌 性 ” 
人 物 的 职员 ， 在 下 了 市 营 长 途 汽 车 受 军 警 检查 的 时 候 ， 习 惯 地 用 
皮包 占 了 座位 ， 没 有 携带 下 车 。 一 个 鬼子 宪兵 上 车 检查 ， 发 现 了 
BTR RARE, VERDUN, BEER, MAA 
从 地 面 拾 起 皮包 的 非 “ 敌 性 ”人 物 抢 了 过 去 ， 预 备 肆 行 打 驾 。 皮 
包 主人 开口 7 了， 好 漂亮 的 一 套 日 本 话 ! 大 约 是 在 说 明 没 有 拿 下 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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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理由 ， 并 且 请 他 先 执行 检查 ， 再 作 处 分 ， 一 面 自己 打开 皮包 ， 
请 宪兵 过 目 。 因 为 那 皮 包 中 藏 有 信件 ， 名 片 等 物 ， 宪 兵 认 为 值得 
注意 ， 就 仔细 翻 检 。 不 料 竞 在 名 片 中 发 现 了 他 的 直接 长 官 的 姓 
名 ， 背 面 还 有 长 官 写 给 介绍 皮包 主人 去 见 什么 什么 要 人 的 话 。 这 
名 片 好 象 就 是 刚刚 讨 来 的 。 那 宪兵 由 铁 青 的 面孔 立刻 转 为 绯红 ， 
露出 很 不 好 意思 的 神情 问 皮包 主人 : “这 名 片 是 某 官 阁下 给 你 的 
么 ? ”皮包 主人 答 出 的 又 是 一 套 流 利 的 日 语 。 那 宪兵 很 恤 恐 ， 象 
是 感到 周身 都 不 大 得 劲 似 的 ， 高 贵 的 “松香 架子 ” BRA 
了 。 充 包 主 人 那 套 日 语 不 知 说 些 什么 ， 直 比 退 魔 的 符 开 还 灵 ， 和 撤 
子 繁 递 地 把 皮包 扣 好 ， 双 手 还 给 主人 ， 并 且 一 面 抽 有 吸着 气 〈 这 大 
约 是 他 们 最 恭敬 的 表示 ) » —H RAH: “TT, O, HB 
是 对 不 住 得 很 了 ! Ot TT) ”这 时 皮包 主人 却 得 了 理 ， 就 侃侃 地 
对 宪兵 提出 以 下 的 要 求 : 

“ 今 次 的 御 行 为 似乎 不 太 象 是 光荣 的 “ 皇 军 ”和 常 有 的 事 , 虽然 
对 于 我 ， 还 不 能 说 是 舟 误 了 许多 时 间 了 呢 。 这 在 贵 方 也 该 是 颇 容 
多 理 解 到 的 事件 罢 。 今 次 的 事件 ,是 贯 方 个 人 的 行为 ,我 不 敢 接受 
这 样 穿 了 代表 天 皇 陛 下 的 宪兵 制服 的 御 道 歉 ， 请 以 个 人 的 资格 癌 
全 车 的 乘客 表示 可 尊重 的 歉意 吧 ! 请 贵 方 可 不 可 以 脱 下 这 身 代表 
天 皇 陛 下 的 制服 来 ， 为 得 是 真 真 的 达成 贵 方 可 尊敬 的 御 车 意 ! 贯 
方 想 想 看 ， 这 是 多 么 切 盼 着 的 事 呢 ! ” 

啊 ! 真是 奇迹 呀 ! 我 们 万 也 想不到 那 宪兵 在 三 分 钟 前 ， 还 是 
骄 慢 到 使 人 害怕 ， 此 刻 会 那么 驯服 ， 公 然 在 城下 “宪兵 姓 语 所” 
的 篇 前 ， 除 去 军 帽 ， 脱 下 军服 ， 又 被 要 求 印 下 军 HE. BERT af 
, EO, AES “RS”, Ra SB ANCH” WARE 
FEE. 4A RSOMBMA ALK Bei TR AEARRARH 
装 的 一 幕 喜剧 。 有 些 曾 受 检查 挨 过 打 路 巴 的 人 们 ,尤其 感到 愉快 。 
还 是 鲁迅 的 观察 深刻 ， 他 认为 象 宪兵 似 的 这 群 东西 ， 遇 了 绵羊 就 
变 成 了 虎 ， 但 是 遇 了 虎 呢 ， 不 要 替 他 们 挂念 ， 他 们 自 会 很 快 的 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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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 作 驯 羊 了 。 

他 们 除 骄 物 以 外 ， 又 工 于 玩 欺 骗 虚 矫 的 勾当 。 

敌人 虚 矫 的 行为 ,不 仅 是 对 敌 占 区 如 此 ,对 内 也 是 一 样 。 东 京 
的 武人 政客 欺 哄 他 们 的 全 体 国 民 ， 华 北 屯 驻军 的 敌 疯 再 欢 哄 东京 
老 集 的 枢 府 ; 敌 占 区 的 军官 士兵 们 再 制造 了 胜利 的 报告 ， 一 面目 
欺 ， 一 面 再 去 欺 那 坐 在 北平 军 司令 部 里 的 敌 酋 。 过 不 多 日 ， 大 家 
便 都 忘 了 那 原 是 自己 造 出 的 消息 ， 更 重新 取出 来 庆祝 一 番 ， 聊 以 
自 娱 。 就 如 北平 的 < 新民 报 >》 曾经 把 已 经 送 到 定 户 家 里 报纸 又 沿 
门 索 了 回去 ， 就 因为 那 日 的 消息 太 近 事实 的 原故 。 所 以 四 五 年 来 
在 我 们 抗日 根据 地 里 , 敌 寇 虽然 始终 没有 能 得 手 , HER MRS 
次 饰 的 法 子 ， 于 是 东京 和 他 们 全 国 ， 早 已 认为 全 华北 都 变 成 “ 王 
道 乐 土 ” 了 。 一 九 四 〇 年 的 署 假 中 ， 东 京 帝 国 大 学 的 一 位 教授 ， 
因此 便 兴 兴 头 头 地 从 日 本 跑 来 北平 ， 预 定 参 观 明 十 三 陵 、 长 城 、 
居庸关 、 清 帝 室 东西 陵 和 汤山 得 录 等 处 的 名 胜 ， 不 期 竟 遭 到 盏 部 
的 阻止 。 这 傻 角 觉得 奇怪 ，“ 何 以 这 些 地 方 会 去 不 得 呢 ? ”后 来 
是 瞒 了 大 使 馆 和 军 部 ， 自 己 领 了 三 个 学 生前 去 游历 “ 见 学 ”。 据 说 
还 没有 走 到 十 三 陵 ， 两 个 学 生 便 从 “ 枪 后 ? 进 了 鬼 门 关 ， 这 个 蠢 货 
狼 狐 跑 进 城 里 ， 那 一 个 学 生 是 逃 散 了 ， 隔 了 一 两 天 才 转 回来 。 从 
此 才 知 道 此 地 明朗 化 的 程度 ， 离 东京 人 们 所 想象 和 派遣 军 们 所 报 
告 的 相去 太 远 。 这 些 地 区 实在 还 停止 在 “ 治 而 不 安 ? 的 状态 之 中 。 

怎么 见得 收 完 是 最 残暴 鸭 ， 同 时 又 是 最 性 丑 的 呢 ? 我 们 从 前 
节 所 记 “ 前 偏 后 共 ” 的 那 件 事实 ， 也 可 见 一 兽 。 证 明 他 们 所 敬 昧 
的 是 权 位 ， 所 崇拜 的 是 威 势 ， 所 恐吓 的 则 是 刑罚 ， 除 此 便 一 无 所 
知 。 然 而 我 们 还 没有 说 到 一 般 领 兵 大 员 的 那 副 鬼 相 呢 ! Be EAC 
平 ， 就 让 是 “芝麻 大 的 官 ” 也 是 威风 凉 售 的 。 辟 如 一 个 大 佐 之 类 
不 过 相当 于 我 们 的 上 校 团 长 同等 官阶 罢 ， 但 是 每 次 出 门 ， 前边 是 
车 上 后 面 是 一 两 辆 沿 莲 汽车 ， 每 车 一 个 开车 的 ,两 个 执 大 枪 的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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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 是 端 然 坐 在 那里 ， 再 后 面 是 一 辆 大 卡车 ， 在 司机 坐 处 的 顶 篷 上 
架 着 机 枪 ， 向 前 伸 着 脖子 在 搜寻 着 敌人 ， 随 时 可 以 吐出 它 口中 的 
弹丸 ; 紧 接 在 这 车 后 面 的 才 是 那 脓 包 ， 窜 着 军服 瘫 在 被 乒 夺 来 的 
流线型 新 式 福特 车 里 ; 后 面 又 是 一 辆 敞 莲 车 , 三 五 辆 跨 子 车 。 马 路 
两 旁 早 就 布 着 哨 岗 实 行 净 街 了 ， 把 行人 车 马 都 赶 向 胡同 里 去 。 这 
BIBT, TEs FEE RUN “PR? HALE, WR 
保护 着 坐 在 车 里 的 心情 ， 恐 怕 也 就 差不多 。 小 小 的 大 佐 ， 已 是 如 
此 排场 ,最 高 的 敌 疯 就 更 不 必 说 。 幸 亏 这 家 伙 平 时 不 大 常 出 来 ,每 
出 来 一 次 ， 总 须 遮 断交 通 一 整 天 。 外 边 的 戒备 ， 却 填 不 满心 理 上 
的 空虚 ， 愈 是 警卫 森严 ， 愈 是 囊 怀 民 性 ， 这 就 叫 做 “ 色 厉 而 内 
在 ”。 军 官 们 这 样 ， 土 兵 们 更 是 济 不 得 事 的 ,何况 是 “ 师 老 于 外 ” 
到 五 六 个 年 头 ! 

敌人 胆 性 的 事例 ， 在 敌 占 区 的 同胞 们 已 是 司空 见 惯 。 至 于 他 
EOE OB”, ARBEIT PRAT. BB 
SKEEMUE, BEAFHER NOSE BM. tein, th 
们 的 国家 既 无 大 川 乔 后， 又 无 广 土 众 民 ， 可 偏 要 自称 “日 出 国 天 
皇 大 帝 ”， 称 我 们 这 大 陆 倒是 “ 西 车 >” ! 〔 五 十 ] 由 于 这 种 封建 
的 传统 的 “东方 阿 Q” 心 理 ， 就 养 成 藏 视 中 国 “ 羌 羌 拨 子 ” [五 
十 一 ] 的 牢 不 可 破 的 错误 观念 。 七 七 事变 后 ， 以 战胜 者 优越 的 姿 
态 出 现在 北平 的 大 小 敌 寇 ， 直 没有 一 个 不 是 高 视 阔 步 压倒 一 切 的 
神情 。 即 在 新 闻 纸 上 敌 冠 的 言论 之 中 ， 也 不 难看 出 一 般 都 是 教训 
式 的 命令 式 的 统治 口吻 。 所 谓 “ 中 日 亲善 >， 所 谓 “ 经 济 提携 ”， 
所 谓 “ 共 存 共 荣 ”， 还 不 是 汉奸 们 自己 遮羞 脸 的 话 ? 事实 上 在 他 
们 是 亲 而 不 善 ， 是 经 济 动 夺 和 管制 ， 在 我 们 是 共 了 就 不 存 ， 共 了 
更 不 荣 ， 只 是 由 半 殖 民 地 升 为 殖民 地 罢了 。 

敌人 从 一 九 三 七 年 到 一 九 四 〇 年 的 这 个 阶段 ， 很 明显 地 是 在 
枢 府内 部 还 足 路 于 北 进 或 南 进 的 最 后 决策 。 为 侵略 大 陆 ? MHS 
略 海洋 ? 两 面 都 在 举 棋 不 定 。 投 机 而 不 冒险 ， 象 一 九 一 四 年 那 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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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 的 ， 但 在 现在 国际 形势 上 是 没有 那么 便宜 的 事 了 。 他 们 如 要 拔 
出 陷 在 中 国 的 这 一 条 腿 来 ， 就 必须 把 那 男 一 条 腿 安放 在 较 稳 当 的 
地 基 上 。 虽 经 换 了 多 次 的 内 阁 ， 依 然 寻 不 到 放 脚 的 地 方 。 最 终 ， 
还 是 吃 了 “ 妄 自尊 大 ”的 亏 ， 过 大 的 估计 了 自己 的 力量 ， 不 得 不 
猎 而 走 险 了 。 对 于 英美 和 苏联 关系 方面 的 认识 ， 又 犯 了 和 和 希特勒 
同样 主观 上 的 错误 。 更 不 料 苏联 的 红军 ， 竟 会 有 那么 大 的 抵 搞 
力 。 所 以 正当 在 北平 接近 敌 寇 的 文化 人 作 日 德 会师 印 度 以 后 国际 
形势 转变 的 估计 的 时 候 ， 正 当 他 们 预测 假如 苏联 西南 部 的 红军 撤 
人 新 疆 的 话 ， 重 庆 政 府 对 于 西北 作 何 布置 等 等 的 预测 的 时 候 ， 也 
正当 兴 亚 院 设 计 自 北平 到 柏林 直 贯 欧 亚 那 条 铁道 的 时 候 ， 已 经 传 
来 了 苏联 冬季 反攻 的 炮 声 。 宝贝 们 ， AIRE AeA ET 17 
你 们 的 好 梦 大 概 也 不 长 了 。 

敌人 的 特务 工作 ， 是 他 们 统治 阶层 最 精采 的 拿手 好 戏 。 有 绩 
密 的 计划 ， 有 机 动 的 组 织 ， 有 指挥 的 人 才 ， 有 联络 的 中 总 站 。 但 
从 那些 工作 里 ， 只 表现 了 阴 贼 险 猴 的 行为 ， 对 外 是 增强 了 中 国 同 
胞 抗战 的 决心 ;对 内 也 就 影响 到 他 们 国民 的 心理 状况 , 阴 沈 瞳 星 ， 
使 人 疑心 任何 一 个 日 本 国民 都 是 阴谋 家 。 固 然 ， 在 侵略 国家 是 
“RARE” JEM RAIA“ Aa, MAK HARA, BRA” 
[五 十 二 ] 。 而 日 本 法 西 斯 在 中 国 施行 的 许多 毒 计 ， 则 不幸 得 
很 ， 差 不 离 是 “自家 着 ”的 时 候 居多 。 比 如 在 占领 后 的 北平 教育 
界 ， 政 人 散布 了 驱使 台湾 籍 和 旅顺 大 连 等 地 〈 即 金 、 复 、 海 、 盖 
诸 县 ) 的 学 生 ， 侦 察 职 教员 的 行动 、 思 想 和 篆 往 来 的 人 物 等 ， 因 
此 请 问 还 捕 ， 人 人 自 危 ， 形 成 一 种 恐怖 空气 ， 迫 使 文化 人 俯首 贴 
耳 ， 服 从 敌 寇 的 利用 。 结 果 呢 ， 是 人 们 学 会 了 乖 ， 再 不 容易 上 他 
们 的 圈套 。 他 们 对 于 市 民 ， 是 严酷 镇 压 ， 毒 刑 炮 治 ， 也 只 获得 
“伤心 之 怨 ”。 有 如 一 九 三 刀 年 的 冬季 ,一 个 市 民 携 了 一 具 无 线 电 
短波 收音 机 ， 目 城 外 人 城 修理 ， 被 敌人 的 宪兵 捉 去 察 问 由 来 ， 没 
有 使 他 们 获得 满意 的 口供 ， 就 将 那个 市 民 瘟 在 渐次 冻结 的 冷水 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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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 。 那 个 市 民 虽 然 终 于 释放 ， 但 两 腿 受 寒 ， 麻 木 不 仁 ， 后 来 便 因 
此 死去 。 同 年 城 外 某 校 的 一 个 学 生 ,因为 接 到 南方 家 属 的 来 信 , 报 
i HABA] FEAR KALA ATI, RRR RAL BCAA 
faeme, AT RH. Boek, ROK BHA = 
成 迫害 狂 的 废人 了 ， 这 类 的 例子 ， 举 不 胜 举 。 

最 后 ， 我 们 再 一 述 敌 伪 政 权 下 贪污 的 事实 。 犯 罪 的 虽 是 伪 政 
权 下 公务 员 ， 而 主持 贪污 行为 的 主 使 犯 和 教唆 犯 ， 则 是 敌 寇 。 我 
们 并 不 必 代 公务 员 们 辩护 他 们 如 何 冤 枉 ， 至 少 可 以 借 此 透视 日 寇 
贪污 的 政 风 ， 乃 是 直接 从 东京 搬 到 北京 的 。 

第 一 件 昭 昭 在 人 耳目 的 贿 案 ， 是 一 九 四 @ 〇 年 伪 北 京 市 政府 财 
政局 六 十 多 个 公务 员 的 大 检举 事件 。 这 事 的 发 生 ， 是 由 于 敌 寇 开 
始 统治 北平 商业 贸易 ， 并 实行 所 得 税 调查 各 商号 商品 价值 ， 购 进 
卖 出 的 实况 和 市 场 交 易 纯 利 的 指数 等 等 。 由 局 中 派出 的 外 勤 稽 租 
员 ， 和 局 中 关系 各 种 ， 就 借 这 机 会 串通 日 籍 顾问 内 商 BS Hal UR ie 
诈 ， 或 受贿 匿 报 等 情 。 而 台 诈 赃款 最 多 的 是 日 寇 松原 顾问 ， 据 闻 
共有 二 十 多 万 元 之 谱 ， 其 余 六 十 多 个 公务 员 ， 总 数 不 过 三 四 万 
元 ， 顶 多 的 一 万 多 元 ， 最 少 的 四 五 十 元 。 除 潜逃 和 在 狱 病 死 的 不 
计 以 外 。 开 庭 之 日 ， 共 有 四 十 八 人 出 庭 受 审 ， 八 个 人 一 排 ， 共 是 
六 排 。 站 满 了 法 庭 的 内 外 ， 指 定 被 告 律师 都 没有 座位 了 ， 开 从 来 
RA ZAM. AME], ABR, me), eA 
团 作 富家 贫 了 ， 这 事 伪 报 上 曾 有 详尽 的 记事 ， 这 里 无 须 多 说 。 

第 二 件 是 一 九 四 二 年 春季 妓女 检查 所 受贿 案 。 妓 女 检 查 所 是 
属于 擅 市 政府 卫生 局 的 机 关 。 凡 市 区 公 娼 ， 须 受 所 中 定期 检查 。 
纳 贿 的 妓女 虽然 有 鱼 口 .下 准 、 梅 毒 等 重症 ， 依 然 可 以 “营业 ” 接 
客 。 不 纳 贿 的 虽然 病 轻 ， 也 须 住 所 医疗 : 每 日 注射 药剂 (据说 是 
Ak) ， 每 针 一 元 二 角 * 每 日 饭 费 三 元 ， 不 能 吃 饱 ; 冬日 男 加 炉 
火 费 。 娼 察 方 面 不 负 这 个 损失 的 责任 ， 目 然 要 从 蚁 女 身 上 剥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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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T. ORBMABABNEA, RARER, DBA “BL” 
款 住所 ， 更 要 受 所 中 差 役 的 虐待 ， 忍 无 可 忍 ， 就 从 所 中 逃 出 ， 固 
仿 市 长 祭 晋 和 控告 。 所 长 侯 织 文 ， 是 伪 北 大 农学 院 长 庞 敦 敏 的 老 
zz, SBSAREKH, RABAIAR. 

以 上 是 病 穿 了 的 贪污 事件 。 其 他 各 机 关 没 有 发 觉 的 受贿 案 ， 
还 不 知 多 少 。 如 财政 总 署 统 税 稽 征 所 卫生 局 防疫 委员 会 、 社 会 局 
牲畜 屠宰 场 、 财 政局 地 方 稽 征 所 、 公 用 局 工程 队 等 ， 无 一 个 是 黑 
幕 重重 。 单 就 北平 市 的 牲畜 肉 业 说 ， 每 日 由 屠宰 场 统治 履 牲 ， 然 
后 分 给 全 市 区 的 大 小 肉 铺 和 饭馆 饭庄 等 。 从 牲畜 入 城 到 变 成 “ 厂 
子 ”， 要 受 层 层 剥 削 。 如 卡 税 、 牲 畜 进 口 税 , 统 税 、 地 方 税 、 登 记 
费 、 牲 病 检 查 费 ， 正 规 税额 之 外 ， 还 男 有 “ 税 章 ”。 据 说 每 一 口 
猪 从 乡间 赶 到 城 门 前 开始 纳 费 直到 屠杀 纳 完 一 切花 费 以 后 ， 除 去 
仅仅 得 回 原 猪 价 以 外 ， 是 赚 不 到 一 毛 多 钱 的 。 比 如 防疫 委员 会 的 
“外 敬 ” 没 有 送 到 ， 他 们 便 说 你 这 一 群 猪 都 有 猪 瘟 ， 须 要 投 进 特 
设 的 大 池 里 阔 上 煤油 烧 死 ， 谓 之 “消毒 ”。 或 是 说 这 猪 几 分 之 几 
的 某 些 部 分 有 病 ， 必 须 “ 消 毒 ”， 如 此 之 类 ， 茄 刻 地 挑剔 达到 他 
们 敲诈 的 目的 才 完 。 贩 和 运 牲 畜 的 客人 ， 只 好 忍 着 心痛 不 敢 不 照 陋 
规 缴 纳 贿 金 。 他 们 一 方 饱 经 剥 前 ， 一 方 又 受 平抑 物价 的 限制 ， 不 
许 增 价 ， 结 果 ， 只 好 消极 抵制 ， 宁 可 自己 杀 了 吃 肉 ， 拒 绝 向 城中 
贩运 牲畜 。 在 一 九 四 二 年 的 七 八 月 间 ， 曾 有 好 多 天 买 不 到 猪肉 ， 
就 是 为 了 这 种 原因 。 

北平 伪 政 权 下 的 市 区 ， 几 平 是 有 吏 丝 汽 ， 无 官 不 贪 。 大 官 有 
大 的 来 源 ， 小 官 也 有 小 的 出 路 ，“ 家 家 贩私 酒 ， 不 犯 是 好 手 ”。 
汉奸 愈 腐 化 ， 日 人 愈 高 兴 。 再 加 上 什么 特务 机 关 之 类 ， 直 接 间接 
的 勒索 剥削 ， 设 计 敲 诈 ， 老 百姓 简直 是 “ 动 辑 得 个 ”， 没 法 活 了 。 
即 如 曾 有 一 个 家 道 颇 为 股 实 的 市 民 ， 由 朋友 介绍 另 一 个 人 押 给 他 
五 百 多 斤 的 芯 绳 ， 说 明定 期 取 财 ， 货 才 送 到 ， 就 被 特务 机 关连 人 
带 货 一 齐 转 走 ， 除 毒打 一 顿 追 间 屯 积 军 用 品 的 责任 ( 药 强 是 被 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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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军需 的 ) 之 外 ， 货 被 没收 ， 并 加 以 极 重 的 科 罚 。 出 狱 之 后 ， 原 
押 球 人 又 出 面 了 ， 用 钱 赎 货 ， 交 不 出 来 ， 就 责 他 赔偿 损失 ， 缠 结 
了 多 日 ， 人 受 了 苗 不 算 ， 又 破 费 了 一 两 干 元 才 得 了 结 。 男 有 几 家 
垂 商 的 小 姐 们 ， 因 为 彼此 同学 过 得 夺 热 ， 天 天 出 人 于 咖啡 和 馆 电 影 
场 等 等 地 方 ， 特 务 们 便 注意 了 。 等 到 探知 她 们 都 是 有 百 万 缅 富 的 
家 庭 ， 就 转 了 念头 ， 认 为 她 们 有 抗日 反 满 的 嫌疑 ， 将 他 们 逮捕 ， 
虽然 个 到 一 两 个 月 也 就 放出 ， 大 约 各 家 的 银行 存折 上 ， 总 有 一 大 
笔 开销 号 上 去 了 。 此 类 实例 ， 尤 其 是 指 不 胜 届 。 

好 了 ， 无 良 再 叙 下 去 了 。 让 我 们 且 就 前 面 全 部 的 报告 和 这 里 
的 事例 ， 检 讨 一 下 作 一 个 结束 罢 。 

日 本 也 和 其 他 融 国 主义 国家 一 样 ， 对 内 是 剥削 与 榨取 ， 对 外 
是 拓 苞 与 动 夺 ， 这 是 作为 维护 统治 阶级 利益 最 有 效 的 手段 。 所 以 
它 的 基本 意识 是 占有 ， 是 怪 贷 ， 是 无 厌 的 劫 夺 与 独霸 ， 因 此 就 不 
能 不 排他 ， 就 不 能 不 孤立 。 于 是 在 国际 帝国 主义 角逐 的 形势 上 ， 
它 的 国民 便 成 为 “为 战争 而 生存 ”的 拓 殖 工具 ， 在 战争 中 产生 了 
一 切 侵略 和 阴 许 ， 和 残酷 的 、 凶 狠 的 、 无 理性 的 恶劣 行为 。 愈 是 发 
动武 力 侵略 ， 便 愈 容易 引起 回击 , 那 报 酬 便 也 是 冷酷 的 .坚毅 的 、 
无 可 妥协 的 反抗 战争 。 因 此 侵略 的 日 本 帝国 主义 国家 如 要 镇 压 反 
抗 ， 就 愈加 孤立 您 怖 ， 加 紧 剥 前 和 扩张 军备 。 经 济 危 机 来 了 ， 这 
环境 便 反 映 了 国民 意识 。 他 们 的 怨 苦 愤恨 无 可 告诉 ， 被 统治 者 很 
巧妙 地 转移 了 目标 ， 让 他 们 不 向 国内 而 向 国际 。 他 们 并 非 自己 甘 
心 锌 统治 阶级 隔绝 于 全 人 类 之 外 ， 然 而 盲目 的 腾 及 的 “上 忠 君 爱 
国 ” 的 观念 ， 竞 目 替 代 了 革命 的 情结，“ 麻 惩 暴 支 ”的 人 华 派遣 
军 ， 本 是 工农 大 众 被 征调 出 来 的 ， 却 成 了 正面 敌人 。 资 本 统治 下 
的 被 压迫 者 ， 来 压迫 另 一 群 国际 资本 统治 下 的 被 压迫 者 ， 这 是 放 
在 我 们 面前 的 事实 。 所 以 我 们 如 不 致 陷 于 主观 错误 ， 和 萎 愤 地 看 过 
上 上述 的 全 部 事例 ， 可 以 这 样 推断 ;法 西 斯 人 蒂 国 家 的 暴力 背后 ， 潜 
在 着 的 国民 意识 ， 只 有 以 下 几 种 基本 特点 ， 乃 是 贪 禁 ， 和 残暴 和 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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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o Rime. RhEEZARR. SATRNER, HAE 
派生 的 ， 必 然 的 机 械 的 反应 罢了 RMN SBR BEN 
不 可 捉摸 的 性 格 ， 也 许 是 较 合 理 的 下 手 点 。 

上 面 所 指 日 本 帝国 主义 者 一 般 的 基本 意识 ， 它 们 的 形成 ， 完 
全 由 于 经 济 关 系 和 政治 环境 ， 所 以 “可 变性 ”是 很 大 的 。 我 们 
相信 经 过 这 次 反 法 西 斯 战争 ， 虽 不 能 骤然 掘 断 了 掠夺 与 占有 之 经 
济 组 织 的 根 蒂 ， 但 至 少 如 斯 大 林 先 生 在 一 九 四 二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十 
月 革命 节 的 报告 中 几 项 纲领 所 说 ， 在 这 次 大 战 中 是 会 争取 到 部 分 
的 ， 乃 至 全 面 的 实现 的 。 这 报告 中 明确 指出 这 回 大 战 的 目的 ， 力 
是 消灭 民族 特权 ， 解 放 世 界 一 切 被 压迫 的 民族 ， 恢 复 各 氏族 的 主 
权 ， 实 现 民族 平等 ， 保 障 各 个 国家 领土 之 完整 与 独立 ， 及 其 不 可 
侵犯 性 。 对 于 各 弱小 民族 ， 给 他 们 以 经 济 上 的 帮助 ， 伸 促成 他 们 
民生 幸福 ， 恢 复 民主 自由 ， 让 世界 上 的 各 个 民族 ， 都 有 依照 他 们 
自己 意向 去 组 织 自己 生活 的 权利 。 在 争取 全 面 胜利 的 任务 中 ， 要 
击 泪 法 西 斯 蒂 军 队 ， 消 灭 法 西 斯 蒂 国 家 ， 根 绝 法 西 斯 蒂 制 度 。 这 
些 基本 原则 ， 才 真是 全 体 人 类 的 福音 。 这 个 福音 从 传播 到 全 世界 
之 日 起 ， 便 获得 全 人 类 热烈 的 赞成 与 拥护 (除去 上 自 甘 产 灭 的 德 意 
日 法 西 斯 罪 和 浣 和 他 的 帮凶 们 〉。 

我 们 且 不 必 估 计 全 世界 反 法 西 斯 阵营 的 人 口 数目 与 强大 武 疙 
SH, BOER ILSFAR GIRS A SDR, BETCHA 
MICE A Rar AA MRE. (2 TE PGT HE SEA AAT te 
它们 今日 在 精神 上 可 说 是 早已 痪 散 解 体 了 。 

打倒 法 西 斯 匪帮 是 我 们 当前 的 使 命 ， 而 解放 全 人 类 是 我 们 崇 
BNKARERSES. mK: “得 道 者 多 助 ，…… SHS 
至 ， 天 下 顺 之 ”。 现 在 全 世界 凡 重 视 人 类 文化 ， 保 持 人 类 理性 ， 
执行 人 类 历史 使 命 ， 服 从 自然 和 社会 的 规律 与 真理 ， 爱 护 和 平 ， 
和 争取 自由 生活 ， 推 翻 人 剥削 人 的 制度 之 一 切 进步 民族 ， 已 经 站 在 
我 们 一 处 ， 我 们 要 共同 来 斗争 ， 最 后 胜利 必然 属于 我 们 。 我 们 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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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举 双 拳 ， 迎 取 这 个 已 经 接近 我 们 的 胜利 果实 。 人 类 的 理性 之 
光 ， 烽 煌 地 昭 灯 着 我 们 ， 引 我 们 走 到 永久 胜利 的 路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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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记 


上 面 断 片 不 全 的 报告 ， 本 来 预备 继续 写 了 下 去 ， 并 把 北平 以 
外 如 通州 ， 天 津 ， 保 定 等 地 敌 伪 的 情 状 ， 再 记 些 出 来 ， 供 献 给 杀 
爱 的 读者 。 因 为 奉 到 分 配 工作 的 命令 ， 就 要 重 上 征途 ， 来 不 及 执 
笔 了 ， 暂 且 打 住 ， 和 亲爱 的 读者 告别 。 

这 些 记 载 的 内 容 ， 有 的 是 记忆 不 真 〈 亡 命 脱出 平市 时 ， 不 便 
携带 日 记 和 调查 得 来 的 材料 等 ， 故 客 中 全 凭 记忆， 难免 遗 筷 和 误 
雇 ) ， 有 的 是 为 了 某 些 理由 故意 隐藏 ， 但 是 自信 去 事实 真象 距离 
并 不 太 远 。 在 这 里 ， 希 望 前 边 那些 报道 ， 并 不 因为 它们 的 时 、 
地 、 姓 氏 等 不 能 充分 发 表 ， 以 及 统计 数字 未 必 绝 对 确凿 ， 而 失 挥 
敌 寇 侵略 行为 诸 事例 的 严重 性 。 

我 们 更 希望 夭 了 全 文 能 从 那些 记载 中 看 清 敌 寇 法 西 斯 的 钴 卯 
面 影 ， 但 并 不 因为 他 们 侵入 我 们 国土 以 来 种 种 数 不 清 说 不 尽 的 邯 
劣 阴谋 和 狠毒 暴行 ， 而 改变 对 于 他 们 国内 被 压迫 大 众 的 援助 责 
任 。 

我 们 抗战 的 敌人 是 日 本 法 西 斯 军阀 ， 并 非 是 日 本 的 全 民族 ， 
所 以 本 文中 要 是 有 着 伤害 了 民族 感情 的 地 方 ， 那 就 有 符 于 日 本 民 
族 自 己 用 事实 去 校正 了 。 

最 后 ， 谢 谢 杀 爱 的 读者 对 于 本 文 的 注意 。 


—FL eA 
FARR BM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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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R) 

[一 ] 饿 鬼 道 ， 佛 典 所 记 “ 六 道 ” they “iI? A 
口 、 臭 口 、 焰 口 几 种 。 说 是 嘴 小 如 针 ， 或 是 口臭 如 辩 ， 或 是 食物 
到 口 立刻 成 岩 ， 都 是 肚子 很 大 ， 但 吃 不 进 食物 去 而 贪心 最 重 的 生 
灵 。 它 们 从 来 没有 饱 的 时 候 。 

[二 ] 波 旬 ， 佛 典 中 说 魔鬼 的 头目 ， 名 叫 “ 波 旬 ”。 它 有 许 
多 的 “恶魔 卷 属 ?， 加 害 人 类 。 是 一 切 罪恶 的 唆使 和 主动 者 。 在 
耶稣 教 的 “新 旧 约 ”里 ， 叫 作 “ 撤 且 ” 的 亦 是 它 。 

(=) 游 廊 ， 日 本 古代 有 这 风俗 ， 使 治 容 的 少女 ， 留 在 游人 
来 合 的 走廊 之 下 ， 可 以 和 武士 道 及 其 它 资产 的 华 族 土 族 同 吃 酒 、 
SA. BRE, CHURN. ROMER, OAK 
沿用 古代 这 “富有 诗意 ”的 雅号 ， 称 作 “ 游 廊 ”。 

(PU) Ewe: SF. “Sem” SHUBANNA. WT 
话 ， 都 说 成 “寒酸 ”了 。 

[五 ] 王 土 旦 ， 伪 教育 局 长 王 坦 ， 字 养 怡 ， 以 字 行 。 东 北 
人 ， 日 本 士官 学 校 炮 兵 出 身 。 不 知道 甚么 时 候 也 到 过 法 国 。 人 们 
AYRE, HME, BLA “ELB” . 

[六 ] 塞 油 拿 腊 ， 日 本 语 ， 意 即 “ 再 见 ”。 作 别 时 的 口头 
语 。 

CLI 辣子 鸡 ， 伪 师 大 校长 歼 世 衡 的 绰号 。 黎 氏 字 子 鹤 。 他 
自己 签名 时 “ 黎 子 鹤 ” 三 字 ， 乍 看 正 象 “ 兼 子 鸡 ”， 所 以 中 法 大 
学 同人 ， 赠 了 他 这 个 绰号 。 

CAD 王 胡 子 ， 北平 人 普遍 的 这 样 称呼 大 汉奸 王 握 唐 。 他 的 
原名 本 叫 “ 王 麻 ”， 早 就 不 用 了 。 

CAT SSO: 是 汉 朝 的 建筑 。 直 到 晋 朝 还 孤 冷 地 立 着 。 
唐 宋 以 后 才 塌 完 了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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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十 ] 倒霉 社 ， 同 盟 社 照 日 本 音 读 ， 便 成 了 “倒霉 社 ”。 

[十 一 2 雷 老 ， 唐 朝天 宝 十 三 载 ， 营 州 维 胡 ， 幽 州 节 度 使 阿 
Ze) CARAS BSE Ee eR) 闹 起 武装 的 民族 叛变 反抗 那 
时 的 统治 者 ， 唐 玄宗 李 隆 基 。 从 纲 州 直 打 人 西京 ， 在 兴 庆 宫 大 宴 
(EAA. ROBE, BAT hits, Shas. KRABI 
LRT, —WZASX, —UWAATNM. AK th BRA 
了 。 这 改 事 大 概 出 在 “唐人 说 蔡 ” 上 ， 记 不 真 了 。 

[十 二 2 EH: 日 本 话 ， 意 即 承办 。 

[十 三 ] 挨 捞 ， 也 是 日 本 话 ， 意 即 秩序 。 

[十 四 外 HBR: 也 是 日 本 语 ， 或 作 “ 太 尊 ”，“ 太 君 ”， 夷 
音 无 定 。 达 官 人 贵人 的 尊称 。 

【十 五 ] 我 慢 ， 佛 典 名 词 ， 意 即 “ 高 贵 感 ”。“ 不 离 当 体 ?” 
也 是 佛 典 用 语 。 意 即 就 着 本 身 作 观察 。 
“ 荣 卫 ” 旧 医 学 称 营养 的 生活 原 素 。 

【十 六 ] “四 时 之 运 ” 名 : 见 “ 礼 记 ”。 

[二 书信 成 各 六 ”条 WBF” 2 

[十 八 ] 吃 瓦 片 :北平 称 以 房产 为 业 的 日 ， 吃 瓦 片 。 

[十 九 ] 随军 僧 : 头 上 包 了 青 布 ， 用 一 只 颇 象 团 扇 的 单 面 
Sx, SEER MRO, OPAse “BRWKEESA”’ , SE 
人 祈祷 战 死 的 就 是 。 

[二 十 ] 曹洞宗 、 临 济 宗 ， 是 由 唐 代 岭 南 僧 慧 能 传 下 来 的 南 
宗 。 再 加 上 法 眼 、 云 门 、 为 侧 ， 是 为 禅宗 的 五 大 派 。 

[二 十 一 ] 宗 下 ， 佛 教徒 称 禅 宗 的 人 们 叫 作 “ 宗 下 ”。 称 其 
他 天 合 宗 、 质 首 宗 、 法 相 宗 等 ， 叫 作 “ 教 下 ”。 

[二 十 二 ] 大 善 知识 :佛教 用 语 。 指 知识 多 而 且 正 确 的 高 
僧 。 

[二 十 三 ] 一 桂 打 杀 与 狗 子 吃 ， 这 是 禅宗 的 熟 用 语 。 原 意 是 
说 ，“ 如 果 目 前 遇 了 佛陀 这 个 人 ， 我 一 定 一 棒 打 死 他 ， 给 狗 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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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! ” BUBTIG “PISA” WG. WS “PTR” » MMW 
录 。 

人 二 十 四 ] 二 乌 眼 ， 北方 土话 。 凡 一 切 不 成 体 绕 KE 
料 ， 模 糊 不 真 ， 不 成 熟 的 ， 非 正式 的 ， 都 是 “二 乌 眼 ”。 

[二 十 五 ] 塔 巴 枯 盔 : 日 本 话 。 称 纸 烟 盘 为 塔 巴 枯 ， 中 国 所 
iB “REM” ， 即 烟叶 。 

[二 十 六 ] tik: iG. Rte “MAB” . Mitte “= 
者 ”。 即 僧 但 共 住 的 寺院 。 

[二 十 七 ] ih: 楚 语 “ 桑 嘎 蚜 ” 的 古 译 音 。 即 出 家 的 众 修 
行人 。“ 僧 ” 焚 语 是 众 的 意思 。 

【二 十 八 ] Bik: 日 本 话 。 意 即 密切 接洽 。 

[二 十 九 ] 扶 弯 ， 又 称 “ 扶 此 ”。 作 法 见 本 文 所 述 。 弯 ， 是 
指 仙人 。 乘 变 凤 而 来 的 仙人 ， 他 却 要 “ 活 人 ”帮助 写字 ， 就 叫 
“ 扶 论 ”。 看 这 和 名词 就 不 通 ， 更 无 论 事实 的 骗 人 了 。 

[三 十 ] 茂密 ， 是 西藏 所 传 佛教 中 的 密宗。 对 日 本 所 传 的 东 
Bis. “OUR” PRIS. “OR” BH, “OMY fabs 译 为 汉 
文 ， 就 是 “无 上 ”的 意思 。 再 没有 比 这 更 高 的 了 ， 就 称 为 “无 
Bsa 

[三 十 一 ] BG Me. “G” BRA AHR. 
AMEE, SRIZFEAS HE. AM, EMBLEM, PR 
Fo HTM “RH” » REMY WHER” : 

[三 十 二 ] LAE: 是 北平 最 发 财 的 营业 ， 由 军 部 或 宪兵 包 
庇 不 受 中 国 警察 于 涉 ， 因 为 售卖 烟 土 和 熟 烟 膏 故 称 土 喜 店 ， 他 们 
自称 是 商店 ， 如 兴 亚 商店 、 大 东 商 店 等 。 

[三 十 三 ] 富 禁 于 征 : 暂时 不 完全 禁止 ， 把 禁止 的 办 法 放 在 
加 重 征 税 里 ， 以 资 限 制 ， 就 叫 作 “ 寓 禁 于 征 ”。 

[三 十 四 ] 白面 房子 ， 高 丽人 的 家 里 售卖 白面 ， 可 以 就 地 吸 
用 。 没 有 钱 的 ， 可 以 任何 东西 押 款 。 乃 至 如 抱 了 人 家 的 孩子 、 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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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 人 家 的 牲口 ， 都 行 。 由 高 丽人 通知 原 事主 ， 备 款 取 赎 。 过 期 不 
财 ， 变 卖 折 价 偿 本 。 这 类 地 方 ， 就 叫 “ 白 面 房子 ”。 

[三 十 五 ] 欣 斯 底 里 ,精神病 的 一 种 。 

[三 十 六 2 周公 酒 庄 ， 见 尚 蔬 、 周 书 ， 酒 庄 篇 。 

[三 十 七 ] 开路 开路 : AA. MF: 走 走 。 

[三 十 八 ] Aig: 捞 扰 娼 察 妓院 的 一 种 匪徒 。 

[三 十 九 ] 银 轿 ， 敌 寇 称 人 力 车 ， 喊 成 这 鬼怪 声音 。 

[四 十 ] iki: 北平 俗语 ， 谓 “ 癌 祸 ”。 

[四 十 一 ] See: 上 古代 祭祀 典礼 里 ， 那 个 主祭 的 大 巫 ， 就 是 
“ 祭 酒 ”， 野 恋人 各 上 自 有 本 族 不 同 的 名 目 ， 此 处 是 借用 。 

[四 十 二 ] 人 牺 ， 中 国 古 代 也 曾 有 过 这 风俗 。 就 是 《 堪 传 >》 
里 所 说 “用 之 于 社 ” 

[四 十 三 ] “RCE” MER’ : 这 两 段 故事 ， 记 
者 手头 没有 原 书 ， 语 意 是 就 记忆 所 及 ， 几 括号 成 。 

【四 十 四 ] 内 弃 其 民 : 见 《 左 传 > 。 售 公 三 十 一 年 普 楚 城 江 
之 战 ， 楚 国 元 老 申 权 时 的 话 。 

[四 十 五 ] 率 兽 食 人 : 见 《 王 子 > 梁 惠 王 篇 。 

[四 十 六 ] BA: 就 是 疯狗 。 

CAT] 你 出 资本 我 出 力 : 是 敌人 的 新 秩序 歌词 。 

CATA Be: 就 是 边区 生产 的 “ 山 竿 ”， 但 是 白 皮 的 。 

[四 十 九 2 Sib: 北平 俗 谓 从 旁人 去 分 买 东 西 ， 叫 “ 勾 竞 勾 
on” t 

[五 十 ] He: “KAABHR” BA “Be”. weet 
国 与 日 本 的 交通 史 。 

[五 十 一 ] CHERKF: 敌人 号 我 们 同胞 的 话 。 

[五 十 二 2 用 得 着 , 政 人 休 : 见 宋 。 陆游 的 《< 老 学 蓄 笔 记 >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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